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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 们 从 北京 出 版 社 稀 的 这 一 本 -… 九 六 一 -年 散文 选中 ， 将 会 
发 现 一 年 来 作家 们 运用 这 一 文学 形式 ， 不 只 是 使 散文 的 汶 力 双 
进一步 地 获得 发 控 , 执行 了 别 样 交 学 形式 所 不 能 承担 的 任务 , 也 
使 散文 的 发 展 与 作 宗 的 创作 水 平 达 到 -- 个 新 的 高 度 。 在 这 一 本 
选集 中 虽 只 有 二 十 一 篇 文章 ， 没 有 将 过 去 一 年 电 散 文 的 互 天 收 
成 到 部 展示 出 来 ， 但 仅 就 这 刊印 出 来 的 一 丁点 儿 ， 已 称 可 以 看 
HE SCTE E ALET FO AEE E AK HIE SF “KHER 
索 ， 在 激 变 与 进展 的 现实 生活 中 , 摄取 - -个 片段 或 者 断 片 ,反映 
了 我 们 这 个 时 代 的 精神 面貌 与 人 民 性 格 ; 依照 让 己 的 理解 与 评 
价 ， 感 情 充满 地 抒写 了 自己 对 现实 生活 的 态度 。 洋 渝 着 时 代 的 
9 رای‎ DEREN ERI CEA, 

由 于 作家 全 在 这 一 个 域 中 努力 劳动 ， 形 成 了 我 们 朗 有 阳光 
雨露 ， 又 有 肥沃 土壤 的 散文 园地 中 瑟 古 少 有 的 繁茂 与 移 丽 的 景 
色 ， 改 变 了 旧 日 的 面 瑶 ， 显 示 了 散 交 这 一 六 学 形式 的 强大 生命 
Zi. WS DEZ nS EIAS ES SU, LE DEEST 
~~ ik BL BS Be, Dh ATS wi Wd BE IRAE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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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E سر‎ E, RE, — RR, RSE 
石上 , SS LS ORE nn 

m M LM BURGE, 跟 无 数 浪花 集 到 一 起, 形成 这 个 时 代 的 
大 浪潮 , UB WE. 早已 把 旧 日 的 江山 变 了 个 样 儿 ， 正 在 勤 勤 县 
县 塑造 着 人 民 的 江 H1。 


这 《 雪 浪 花 》 以 及 形成 大 流 潮 的 无 数 浪花 ， 正 好 形象 地 概括 
了 新 中 国 今天 的 修 大 时 代 面 貌 。 当 然 ， 我 们 的 文学 事业 和 从 姓 
一 切 文 学 形式 的 写作 省 ,也 都 在 内 的 。 

近来 一 一 尤其 是 去 年 的 散文 国 地 中 ， 作 者 个 在 党 的 帮助 与 
“TFET BC’ Fi SOULE F, 知道 了 自己 的 责任 , 深入 生活 ; 并 通 
过 生活 的 某 些 方 面 ， 以 各 已 的 认 截 来 分 析 和 粽 合 我 们 时 代 的 特 
征 ; 以 自己 的 创作 手法 和 精心 的 艺术 安排 来 抒写 个 人 的 感受 和 
期 望 ; 将 我 们 过 去 和 现在 的 欢乐 与 烦恼 不 加 掩饰 地 写 下 来 , 显示 
了 我 们 革命 斗 等 的 新 阶段 ， 标 志 着 历史 进展 与 文学 进展 中 的 四 
程 。 他 们 的 作品 ， 比 有 些 历史 文献 更 生动 而 详尽 地 歌 项 了 我 们 
的 党 和 革命 , 歌 颈 了 我 全 新 社会 中 创造 现实 与 将 来 的 人 民 ; ost 
了 租 国 的 山川 和 草木 ……。 题 材 .风格 和 艺术 彩色 虽 各 不 相同 
在 思想 信仰 、 亨 作 方 法 , 总 的 主题 与 总 的 倾向 上 却 是 一 致 的 。 内 
容 新 颖 , 威 情 深厚 , 每 篇 都 释 过 不 同 程度 的 艺术 浆 营 , 然而 只 是 
Set. WEG, fedi no FREER, 丰富 多 彩 ， 
芭 仍 符合 于 生活 实际 及 其 便 向 。 和 社会 主义 现实 主义 艺术 的 主 富 
性 就 在 这 里 也 得 到 了 证 明 。 

作者 个 辛勤 劳动 的 成 果 , 将 永远 受到 人 个 的 称 革 和 珍 起 .你 
个 的 劳苦 难道 会 随 荐 - ` 九 大 -一 年 的 访 光 而 消逝 吗 ? 

一 一 “不 会 的 。” 我 们 就 在 这 一 本 选集 中 可 以 得 到 这 桩 的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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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匹 天 一 年 七 月 一 日 ,是 我 个 党 的 四 十 岁 生 日 , 当中 国 和 全 
征 界 人 民 因 为 有 这 么 一 天 而 感到 贤 做 .感到 欢欣 的 好 日 来 临时 ， 
人 非 木 石 , BEAD Hen SER, 座 也 想 献 出 点 礼物 来 的 。 可 是 有 什 
么 样 的 装 辞 和 什么 样 的 花束 用 来 献 欠 我 们 的 党 ， 才 能 表达 我 们 
Bey fis RE WE? 

NEE. SH MERRRE, ABT ES,‏ ریا تور تنیز 
BER,‏ زر[ RMSE EFT HERNE,‏ 
先 须 认识 党 , 热爱 党 ; EE KARE, 我们 的 党 是 不 接受 的 。‏ 

Jd Is E Heo, 便 是 全 着 他 的 一 支 笔 写 下 了 他 自 
己 在 符 活 中 对 我 们 党 的 认 训 和 感受 自 四 十 年 前 ,“ 我 们 垂危 的 
Sa tr EGBA TERI LE”, 从 此 就 开始 战斗 . 足 涉 , 英勇 的 四 
性 , 壮丽 的 进军 ， 使 “ 握 异 上 状 数 四 分 之 一 的 人 口 线 得 大 解放 的 
景 泗 煌 的 胜利 ”。 从 风暴 ,险滩 和 激流 中 , 生死 存亡 的 搏斗 中 , 瀑 ， 
重 的 夜色 中 , 在 各 个 战 缕 上 多 年 谭 战 所 取得 的 胜利 中 , 中 南海 通 
HERAN TERH RIE KRE HER = ELBE, MER 
是 泪 身 的 硝烟 ,今天 叉 披 上 了 工地 忻 雨 的 生活 中 , 认识 了 党。 最 
后 向 党 襄 : 


你 是 人 民 的 命根 子 呵 ! 假若 谁 离开 了 你 ， 他 就 会 象 夜行 人 
失去 前 进 的 方向 ! 假使 失去 了 你 ， 我 们 座 也 无 法 想象 又 会 落 和 人 
一 称 怎 样 鬼 生活 ! 党 呵 ! 我 们 茶 爱 的 党 呵 , d (P AE ZI UC BUS VRE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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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K, RUT, 不 是 歌曲 和 花束 , 是 我 们 永远 不 会 更 次 的 


RUN 


IBS DAT! 要 不 然 就 会 显得 头 重 脚 轻 。 然‏ رتور 
而 这 “ 力 ” 不 是 外 加 上 去 的 , 是 从 作者 娥 热情 感 中 缚 火花 似 地 进‏ 
ES, AGE fS. HL BEE A HUI ER‏ 
动 我 们 , 又 能 从 事实 上 说 服 我 们 的 设 理 文 , T LA RE‏ 
那么 干巴 巴 的 缺乏 血 和 肉 。‏ 

(LF RR, HE BF NE, 如 果 对 党 没有 芙 切 的 认识 和 
芙 实 深 厚 的 威 情 ,很 容易 流 于 形式 的 。 何 况 如 作者 开篇 所 说 的 : 
“现在 ,可 惜 还 没有 最 壮丽 的 颈 歌 ,足以 记载 你 那 不 丁 的 功 勒 * 呢 ! 
于 是 摆 事 实 ， 说 道理 , 最 后 将 “我 们 永远 不 会 更 变 的 忠心 ” RR 
党 。 这 就 不 是 作者 个 人 的 语言 ， 而 是 代表 了 亿 万 人 的 呼声 一 一 
SEAT REAR ILE Ze REP 03. KT HEEE RMA 
情 来 , AOC EAL A RETR EL, IAEA TAL AU 
齐 来 建设 社会 主义 的 租 国 , 党 还 是 乐于 接受 我 们 的 “忠心 ”的 。 

和 看 我 们 在 生活 实 路 中 如 何 来 得 现 这 个 “忠心 " 吧 i! 


方 和 同志 的 《摆手 之 疝 》， 以 鞭 区 的 感情 突出 地 写 了 一 个 像 
大 的 历史 转折 时 期 所 产生 的 时 代 特征 和 人 物 特 征 。 作 者 以 现场 
参加 者 的 身份 , a BRAM IE ESET SKC, 从 叙述 中 伟 达 了 深厚 的 情感 。 
一 无 四 五 年 作 月 一 十 大 日 我 个 党 中 央 为 了 和 在 、 民 主 、 团 
fli, 决定 派 毛泽东 同志 .周恩来 同志 和 王 著 飞 同志 去 重庆 和 菏 介 
ASSL AER ARE, 国民 党 反动 派 的 内 战 阴 读 , 可 能 被 挫折 下 
去 。 这 是 符合 人 民 邓 望 的 一 件 大 好 事 , 可 是 “有 不 少 老 同志 们 威 
o + e 


TEPER HBB. ار‎ SIEM, ES RRA SE RTM— Sb! 
FR ERR , 万 里 长 征 , KEIR, 毛 主席 和 我 个 在 一 起 , LI ES 
开 过 自己 的 军队 ,自己 的 根据 地 ; ê, 却 要 亲自 去 重庆 , A 
石 谈 刊 ! ”当前 , 有 眼看 着 “一 步 不 能 离开 ,一 步 不 公 离 开 ” 过 我 们 的 
毛 主席 ， 鞭 个 要 人 虎穴 。“ 罕 起 了 作客 的 衣服 ， 要 部 我 们 还 去 
di 要 “从 延安 的 同志 们 修 潮 的 飞机 场 上 ， 动 身 到 半 征 的 最 前 
ERK”! RELY HER CCE SER”, 这 是 "为 国家 民族 加 个 人 安危 
于 庇 外 的 天 义 大 勇 的 行为 ,但 在 心头 上 的 焦虑 和 惜别 之 情 总 那 
乏 不 容易 抹 去 ， 不 容易 掩藏 。 价 和 袖 . 同 志 、 战 友 以 及 广大 革命 群 
众 之 于 的 亲密 情谊 ， 便 从 这 一 系列 的 夫 实 矛盾 中 体现 册 求 。 这 
些 了 矛盾 的 产生 是 极为 自然 的 , 而 且 是 可 以 常 截 水 理解 的 。 

作者 从 开端 “一同 走向 飞机 场 去 "到 “ 正 表 着 他 所 指 的 方向 ， 
奋勇 前 进 ”, 一 直 都 是 身 历 其 境 的 。 他 就 在 这 个 场景 中 摄取 了 最 
REN — TTE Tae ae a, fidum. “主席 也 举 超 
=P, ZEAE DTE UR راک‎ ERs 但 是 举 得 很 慢 很 慢 , 人 象 是 在 
举 起 一 件 干 分 沉重 的 东西 。 一 点 一 点 地 , 一 点 一 点 地 ， 举 起 来 ， 
ZEB SBR T ATH, 忽然 用 力 一 挥 , 便 停 正 在 室 中 , 一 动 不 
و رد‎ ”主席 的 像 大 性 格 就 在 这 样 一 个 动作 中 体现 出 来 了 。 我 们 
جر از زارت له‎ APIA PR RIA, زا‎ EAS RAT 
动 : RAB ARTE —— PERE و‎ Ui LASTE FRE Y pi تلا‎ istos, AX s 
JE BS PURI EO TY o 

TS ^ SR RES Bee, I] SUCH, 衣服 特别 瘦 , EX, 显得 脸 比 
胸膛 帘 , BU EI PS RIS SE BE, درز اراس ار زار ره کر‎ E 35 
Ji, ALTE خلت‎ OD LP, BA T — CC USER, EE 
DBM COLBERT, را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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肃穆 的 主席 的 仪 类 相形 之 下 , EAR B. REA RTE GE BRE 
“胸中 不 正 , RE FIER”, DERB rh "HUGE TAE خر یزار وخ‎ TP 
飞 岛 ”的 话 来 。 虽 然 这 仅仅 是 一 个 穿插 , TOEIC TY Heise Es, 
适应 了 艺术 的 需要 ， 有 它 的 现实 意义。 他 个 到 如 今 还 不 自 属 形 
و‎ FTW HERF AU BS TRAE TL UE 

“ER, وا‎ A Pa, ERAN. ” REE OUR MER AE 
WATER BSI), BNE“ کر(‎ pi Rép XS 3 FIER, "Aer NEFER N 
DA”, HAIR be, Diis BAS “PSE”, 故事 中 的 
HIR”, مر اضر‎ HHS ور‎ TT GC RD, 
也 将 县 有 与 历史 文献 等 同 的 价值 ,除了 它 的 艺术 价值 之 外 。 


刘 白 羽 同 志 的 《和 红 焉 瑞 玉 1K 长 江 三 日 》, 都 是 游记 ,都 使 用 了 
日 记 的 体制 ,而 且 都 是 三 日 。 不 同 的 是 ;一 篇 是 志 壕 革 众 圣地 的 
旧地 重 游 ， 这 “地 ”是 作者 售 沟 生活 过 的 ， 转 正 的 生命 开 姑 的 地 
Jis 一 篇 是 第 一 炊 乘 朋 在 母亲 河 滤 长 江上 ， 为 租 国 雄 傣 秀美 的 
河 凸 与 天 自然 的 威力 所 吸引 了 。 对 面前 的 景物 虽 一 样 感到 惊 尽 
和 欢欣 , 然而 一 个 是 昌 夜 怀念 的 “ 旧 好 ”一 个 是 朝夕 思 草 的 “ 莉 
知 ”。 创 作 方 法 是 一 样 的 ， 所 法 露 和 表现 的 喜 贫 情 糙 风 有 所 两 
样 。 对 日 夜 怀念 的 旧 好 必然 粟 引 还 同 忆 ,想到 当年 的 日 日 夜 夜 ， 
生活 崩 节 ;对 户 夕 轧 蔓 的 新 知 是 尽情 地 领略 眼前 搂 艇 到 的 风光 ， 
增添 和 印证 以 前 的 认 规 一 一 作者 所 有 的 “第 二 手 ? 材 料 。 作 者 能 
在 两 篇 文章 中 的 表现 手法 各 于 其 美 ， 是 由 于 服从 特殊 内 容 的 对 
BRS SE, 不 是 为 了 掉 艺 术 技 巧 上 的 花 式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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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 sk ER Ar HS, 
按 着 毛 主 席 的 好 图 样 ， 
剧 服 山河 建 天 堂 。 


这 一 首 诗 , 在 交 章 开头 , 作者 只 提 到 前 两 名 , 提 的 巧妙 而 自 
然 。 写 在 墙 上 的 一 行 朱 条 大 学 ， 在 车 窗外 象 一 阵风 一 样 一 内 而 
过 ; 我 们 怎么 能 要 求 作者 在 如 风 内 过 一 般 的 刹那 问 看 完 侍 昔 呢 ? 
可 怎么 偏好 一 字 不 漏 地 看 完 诗 的 前 牢 首 呢 ? TT ELS AC 
VE Rot RY AF i HER OG EE, ES SEI DATAE RE TES 
为 标题 , LESER AR OESTE Sc PARI IE CHEMIE? KA, UE 
HER WEARER T. MERTEN IEHOGRG MU MI RU 
BUS جوز از‎ T *—ÀH HEE AUER N ATF AB HH 
IER, DAD AAP ZS T) oU E. Ch RUMOR RM A. 
TRES BREE AHR, ER BIRR. "ub Su IE PIA 
面前 的 大 道 , 突然 , BIPM OPO IE IA, 感情 
都 列 划 央 来 了 。” 实 际 上 也 把 这 篇 文章 的 至 部 思想 ,感情 者 列 划 
屿 来 了 ， 象 电 炬 -一 下 照明 了 通 篇 作品 和 读者 的 心 ， 这 个 和 征 玛 
瑙 一 样 的 新 世界 , PUSCRUECHS TS PEA, 是 按 着 我 们 党 、 我 们 
زک رن زر مدع‎ MED AT SE PH e 

— A GEB He fe RE ETP A A SUT A, BETTE, E 
上 山顶 , 走 在 温暖 的 土地 上 , 面 对 着 延安 的 一 派 新 气象 , 眼看 着 
HERE, PHBA MIE, AR ate 
dE. KRE E £ Ab E ee REST OER, EU 4 A DO MEHR 
' 原 是 极为 自然 与 十 分 人 型 的 。 在 记忆 中 闪光 的 生活 和 面前 现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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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 的 映照 , 是 要 向 世人 人 陈述， 我们 以 前 是 怎样 生活 过 来 的 , 现 
在 是 怎样 的 生活 着 。 作 者 逃 说 他 亲身 的 如 历 ， 也 是 为 让 我 们 看 
看 在 革命 圣地 的 人 们 怎样 于 敌 大 我 小 的 艰 昔 环境 中 ， 跟 着 党 和 
毛 主席 作 了 坚定 不 移 的 战斗 ， 从 胜利 走向 胜利 。 眼 下 沸腾 着 的 
一 切 新 气象 ， 社 会 主义 建设 中 的 一 切 业 路 和 各 个 战 禾 上 的 延安 
AR, RG PRIME ER ER E HY 

还 有 一 篇 《长江 三 日 ), 是 发 表 在 一 九天 一 年 三 月 号 的 《人 民 
BOM) LA, FR DAL UA, 在 险滩 和 急 蕊 中 前 进 的 歌声 ,我 于 
激动 之 余 , frt! — SCI EG 

* 30 EAR zs (KILS A), WORSEN, 是 一 幅 富 有 
艺术 魅力 的 图 画 。 首 先 , 作者 匠心 地 使 用 了 日 甩 式 的 体裁 ,就 显 
得 比 用 数字 分 段 . 标 子 题 都 更 适宜 。 一 开头 便 是 一 行 “…… BE 
XUL FMB, WRAP” IA RE, WMIHEE 
庆 隐 去 ' 。 一 忽 几 工夫 , HB TMK (底下 还 多 着 呢 ), 却 没有 
RRM Anh, 因为 是 在 十 一 月 十 七 日 , 重庆 和 长 江 三 峡 的 江 
面 都 处 在 初冬 的 季节 中 。 这 就 省 去 了 多 少 笔 滩 而 仍然 有 笔 有 
X REV T FERE . FLA Rw, DIAS, 
地 自 有 它 的 道理 。 

“三 天 的 江面 上 , HA CMBR MAEM, 也 有 阳光 一 
片 的 日 学, 于 是 稀 柴 色 的 山峰 , CURLER 4H P8 8, 风电 
样 的 阳光 , 如 墨 的 倒影 ……, 跟着 一 个 个 地 扑 来 面前 。 江 面 时 而 
SERA FEF, ارو زا‎ i, سرت‎ edt. BYE, RE, 350 
b E ARLE, را و‎ HART 
的 眼底。 我 们 被 作者 引 到 画 一 般 的 生活 中 , 陪 着 他 立 在 甲板 上 ， 
坐 在 休息 室 里 , 在 曲折 的 画 厅 中 航行 ; 耳 边 又 听 到 ' 江 津 号 ' 的 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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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MN, 感到 船 身 的 颤动 ; 也 看 见 山 影 云 影 , Ze ماو‎ Leben ay 
HEALERS PREPS PLA, RAK, 疝 前 行进 ,到 望 见 
珍珠 画 出 的 长 江 大 桥 的 输 廊 , FEE ST, 一 次 三 日 舟 行 , EX 
IEEE dog 

“SCRE HE 7 SHER HE, BIH SALE و2 راز‎ Jn 
۳۶ ک‎ ۳۱۳۹2۸۲۵ URHE, U FS 了 艺术 彩色 。 还 使 用 了 数 不 清 的 
JER, 想 要 淋 ; iE I Slc be i P BRE y BT AR E A. 
面前 , 9 لژ ال‎ SE, [Hs طبار‎ RB EAR E EHR. Jm 
ET SMU REMY RAS ERR SIE HT رطع رام‎ FE 
BEA, SAB HV LEUTE UU, FUR fh We A 7C WEZ fe | Je 

“UE SEAMLESS AK, AR, EDT, RIESE A eT FG (6. XE 
AEF PLE — WI A ZH FE AUG CR, HOWE SEA و‎ 作 
A 4 BR A ار‎ PH EA BOA EK, SSSI 
1E WI 3E PM ARM S32 98 OC SNE RAE, FHA BI 
已 的 眼珠 一 样 。 这 些 人 , 这 些 山 川 , PER A, AS AREF 
是 你 没有 法 子 不 爱 , 不 想 去 末 近 。 

“一 向 以 行 舟 三 峡 为 题材 的 诗 、 广 , 不 在 少数 , 但 在 这 一 篇 
中 , 它 飞 获得 了 新 的 生命 ; 散 妇 本 身 岂 成 为 我 个 现实 中 的 诗篇 。 

“一 九 四 九 年 干 一 月 里 ,作者 写 过 一 篇 题 为 《永远 前 进 》 的 报 
告 文学 , MKB. HUA Race — Ek, 就 是 永远 向 前 的 , dnt 
就 而 勇敢 的 人 安排 的 路 ， 十 二 年 来 , 作者 直接 从 生活 中 培养 了 
HU. 引 人 和 人 胜地 来 描写 租 国 河山 ,在 白 帝 彩云 问 传 来 了 “前 进 
]نا‎ 一 一 这 是 多 么 好 啊 ! 这 才 是 生活 啊 ! 的 英雄 号 子 ……”(《 文 
艺 报 》 一 九天 一 年 第 大 期 ) 

作者 在 写 重 游 延 安 时 所 表现 的 感情 是 一切 筝 是 然 识 的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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然而 一 切 者 是 新 侠 的 ; 在 《长 江 三 日 》 中 姑 是 一 团 神 是 新 人 鲜 的 ， 
一 切 都 是 相识 的 。 两 者 孝 是 使 他 惊 加 的。 两 篇 中 歌 项 党 和 毛 主 
Ke. SAL ea A ROE FR U RR Û Jê BERE RARE 
JURE شرآ‎ Rt. CRORE Ey WH ie Bg. 


自从 中 国有 了 共产 党 和 毛 主席 ， 中 国人 民 的 生活 便 一 天 一 
天 地 从 其 变 甜 、 从 旧 变 新 。 这 就 是 我 个 时 代 面 貌 的 变化 , Jc SEES 
知道 的 历史 事实 。 碧 野 同志 的 《武当 山 记 》, Re 
旋 一 盘旋 地 从 山脚 到 山顶， 山 外 到 山里 ， WP SEG. ZF, CE 
. ¥, UIA 24:2. JG dara 0 a REPE, I LU PP ED Ag, tk 
eB, EF. HR. تلا‎ ES ESSA, RR, 2 
个 听 。 让 我 们 领会 到 "地 球 造 形 的 巧妙 , Xo P ni EZE HAY KE 
AA”, PEARLS TS EAS LL RPS TE EE RE ZED YS 
A, 印证 了 我 何 从 苦 变 甜 ， 从 旧 变 新 的 生活 , 是 里 劳动 人 民 在 党 
和 和 毛 主 席 的 什 导 下 ,日 日 夜 夜 、 必 里 雨 里 的 战斗 中 来 的 “美南 
的 工作 是 从 艰难 中 创造 则 来 的 ”。 

“HEF SS EE BET PUTES GE ST, BEAD HE Et STIS 
Wwe Y PERE.” —— ZETA HL AAS BEI FI REG 2 

在 租 国 , 到 处 有 雄 偿 壮丽 的 河山 ; FC AE LE, 也 到 处 
有 下 造 河山 一 一 将 疑 花 针 炼 成 铁 栋 的 人 “白手起家; 点 石 成 金 ” 
的 那 一 号 人 。 


E TALES CR RE KED, 是 在 今年 一 月 号 《4 人 民 交 学 》 上 
发 表 的 , 作 于 -一刀 大 一 年 -上 一 月 , 应 算是 去 年 的 收获 。 
寻常, 我 们 尽管 吃 闭 吐鲁番 的 西瓜 或 是 哈密 瓜 , 觉 到 花 一 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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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香 , تسه‎ P ET E. — re s کر‎ UR Je ET ZG, — E AG SR 
REYE ERA SCURRY MIR” HA. 在 一 般 情 况 下 是 不 多 的 。 
不 但 吃 瓜 时 想 不 起 它 所 需要 的 “水 ” 来 , 就 是 想到 “水 ”， 纪 是 和 
“戈壁 ? 联 不 起 来 的 ; 倒是 * 秋 人 的 热浪 >“ 滚 强 的 沙 荆 ? 很 容易 和 
“ERE” IRL. "Ae e" Bg, DOB I ok! “FER BFA Wf, R 
REDE LEER AL — RU. dE SILA SE— PANE TE A A A 
ی‎ — REE RU XEXICRI AU ZR 09, 当 我 没 法 想 通 的 时 候 。 可 是 
你 到 了 那里 ,“ 在 一 望 无 际 的 苹 辟 滩 上 , 坎 儿 间 纵 成 行 , 横 成 列 ; BE 
FIAT HE, A EL SRR RTA, F F ES RTP, a HS RID, 这 些 水 深 
HLA IK AEM AIR HL DRE” PEASE TERR AW ALR A E, “EÊ 
disp roe روز ترس‎ OEDEMA 9358". 
在 傍晚 的 清 清 水 面 上 还 映 着 -一 对 对 年 青 人 傅 侵 善 的 身影 ……， 
包 只 是 瓜 ! 村 子 里 渠道 中 的 流水 深 党 地 响 着 , “戈壁 滩 的 水 啊 , 千 
年 万 截 ， 日 夜 长 流 ”。 这 象 是 祁 话 中 的 奇迹 ,在 我 们 国度 里 却 是 
现实 。 在 戈壁 浴 上 , PUIG, 原来 是 这 样 的 。 我 才 忧 然 有 悟 。 
PARARE 2b AE ME, 在 吐 盘 炙 和民 与 自然 的 搏斗 中 , 创造 了 坎 
JULIE, RUE AUR HK Tk, HERR RAE, AEB DK DUG, X 
AT TARA” ARBOR TRAE, کر‎ MEM, IN, 
到 了 水 的 奴隶 变 成 主人 的 时 代 , 坎 儿 井 才 为 人 民 丑 的 立 了 功劳 ， 
坎 多 井 地 唱 过 欢 赐 的 歌 。 待 吐 鱼 炙 人 民 响 起 了 大 跃进 的 号 f, 
光 指 化 坎 玫 并 就 不 够 了 。 他 们 要 天 山上 的 博 格 达 峰 为 社会 主义 
献 出 更 多 的 雪 水 ,机 在 戈壁 滩 上 开 渠 道 。 在 高 高 举 起 的 总 路 线 、 
大 竖 进 .人 民 公 社 三 面 竹 旅 的 指引 下 “第 一 条 人 民 大 渠 建成 了 ! 
双 是 一 个 奇迹 在 戈壁 滩 上 出 现 了 1! ° 哈 西 姆 老人 时 代 的 黑 影 子 ， 
"AE Be EK Hb SR UNE, PETG UG RHE E, 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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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K Jy ERE KY HEL, 在 那 枝 头 累 果 的 果林 里 "消失 
得 一 干 二 次 , 只 有 -人民 公 进 的 好 处 响 , TE IB ARSE” KF 
FER EE LE PEE 

今天 ,勤劳 与 智慧 的 吐鲁番 人 民 * 开天辟地 、 伏 虎 降 龙 的 本 
贪 ”, 才 在 天 山脚 下 施展 出 来 。 作 者 用 “ 坎 儿 井 ” 与 人 民 大 梁 * 来 
象征 新 旧 两 个 时 代 的 历史 特征 。 

戒 壁 水 长 流 ， 只 能 是 我 个 今天 的 事 ， 然 而 给 后 代 创 下 了 
基业 。 


沽 收 同志 的 《 沿 着 澜 洽 江 的 激流 》， 才 现 了 对 生活 勇往直前 
的 坚定 信念 。 从 作者 决定 自 元 景 洪 由 水 路 沿 着 澜沧江 的 激流 到 
BEEK, HE E— 来 
۳-۲ و رت‎ FLERE, 几乎 随时 都 可 以 在 
ره‎ ACE Fei fe C PORE A ACTED ZR RAT E, 这 
RET 4e D. EDDA Co E EUR RUIT] F BE V RTT EIA E I 
呀 ! رز ار و سور رم کر‎ A 
的 儿 个 瘦小 的 傣族 青年 船 工 , IDEM FREH. BEEBE 
(Sid EARN, i EARL, BL JE AG Me, 齐心 协力 地 
— Fe I BUR pce blo, eos cL SAUTE, BST BoE 
بر‎ EMR DA BE, BRA Hr? REAR Sh. زر‎ TE 
PMO RGAE, FDS SPL A RMS “KSEE 
波澜 的 船 工 向 岸上 姑娘 大 声 唱 的 情歌 , 都 一 齐 迎 来 , HEE 
不 远 了 。 在 归程 中 “和 坐 的 是 另外 一 只 小 船 , 船 工 是 两 位 更 加 年 四 
的 青年 ”"。“ 越 过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的 由 峡 ， 撑 过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的 险 
We, 极其 艰苦 而 又 十 分 顺利 地 走 完了 双 部 航程 。 在 归 航 中 , S09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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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T Bt b aT DA A Î ÊY, E 173 Psi IR ERG, Ph EM, 彩色 
روز(‎ EREN LM AK TA D ORI, — Mn fn EP FREU 
وج‎ HE TARAS BETWS TE PU LLG AL SHIRE AIC UT نان‎ 22 — —— 0080 
BILM DEK, uat Y HE 5o 26 ER HRS YERE v SATE MEME TE, A 
画册 了 祖国 边疆 山川 的 壮丽 面貌 。 而 且 坚 定 了 我 们 在 惊 浅 恶 浪 
中 前 进 战 胜 风 险 的 信心 。 它 告诉 我 个， 美好 生活 的 到 来 就 在 我 
们 面前 ， 喜 在 用 全 力 搏斗 的 醋 战 之 后 ;这 意义 就 不 单单 是 纪 游 
了 ,是 要 沿 着 激流 前 进 ! 


藏 了 端木 莫 良 同志 的 《十 后》 和 | 郭 风 同志 的 《北京 二 章 》 FF 
-- 般 的 情 疆 和 笔 致 , 使 人 有 明丽 之 感 。 作 品 内 容 , HERERO, 18 
笔 所 至 , FER REE EREK. RT EREK, 山 山 相连 ,“ 炉 烟 部 
MEEVEE”, (IRE ZIRE, 在 整 篇 作品 里 若 隐 菩 现 地 贯穿 了 一 条 
萎 索 。 这 便 是 圳 色 明 姗 前 的 一 场 “新 十 >。 无 答 是 在 草原 上 ， 黄 
河 边 , 是 在 天 安 门 前 , 还 是 十 三 陵 水 库 旁 边 , 一 些 迷 人 的 景物 , 强 
烈 的 香气 ,“ 它 们 是 这 阵雨 过 后 考生 的 ”; 是 “ 象 雨 后 的 鱼 聘 一 样 
lh HUE ole? s “是 高 速度 和 艰 蓝 奋斗 开放 出 来 的 花架 ”; “是 
人 民 的 智慧 和 革命 干 驻 的 象征 "。 也 都 是 我 们 党 建设 和 会 主义 
总 路 效 、 大 跃进 .人 民 公 入 三 面 江 旗下 的 新 景象 新 气派 。 

在 生活 中 指引 我 们 前 进 时 , 我 们 爱 将 总 路 禾 、 大 跃进 和 人 民 
公社 毅 成 是 光 沽 煤 烂 的 三 面 红 族 ， 其 实 这 不 也 象 是 我 们 党 和 毛 
BEEMAN MA RMSE RAL EHRE? 

“HEROD, 太阳 一 出 来 …… 使 人 感到 有 一 种 春天 的 气息 
了 向 人 面 扑 来 ;两 篇 作品 ， 写 出 了 祖国 的 一 种 春天 的 气息 ， 歌 闫 
了 祖国 的 光明 和 笠 国 社会 主义 建设 的 繁荣 虽 秦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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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RRE Y ?LTHZK 3S 7, ER روز ور‎ AE TEM 
播种 的 季节 , 生长 的 季节 ” 写 下 了 他 的 《江南 水 少 》。 

作品 分 四 小 章 , 各 和 祭 子 题 , 用 清脆 的 似 小 银 锥 在 响 着 的 诗 的 
语言 , 对 得 国 水 乡 勤 劳 人 民生 活 中 充满 诗 情 的 劳动 一 一 “使 阳 的 
变 美 ,无 用 的 变 成 有 用 ”美化 世界 "， 使 整个 田野 变换 颜色 , 使 
于 地 获得 生命 的 劳动 , 作 了 热情 洋 浴 的 歌 颈 : 象 是 四 首 小 许 。 

短 短 的 四 章 , 充分 地 显示 了 作者 所 具有 的 清新 明丽 的 绾 至 
مورا‎ SCS Y HERE ST BIBT ANS JE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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息 闭 同志 的 散 廊 ， 是 为 广大 藏 孝 所 喜爱 的 。 从 他 的 散文 集 
《 东 帮 第 一 枝 》 针 出 之 后 ,在 《人 民 日 报 》《 光 明日 报 》《 文 学 评 
论 》 等 报刊 上 , PORR BCI, CLE hy PAPAIN MSR 
花 》 利 KK 茶花 赋 》 这 两 篇 县 有 代表 性 的 作品 : 有 诗 趣 与 作者 自己 的 
风格 。 作 者 在 《东风 第 一 梳 ) 小 跋 中 ,说 到 他 写 散 文 时 , 常常 在 娃 
求 诗 的 意境 “动笔 写 时 , di QR DOS Ul CUTE o 9T DUREE 
EE, UHR GRIPE, 再 三 剪裁 材料 , 安排 布局 , 推荐 字句 , 然 
后 写成 文章 : ”一 一 原 来 在 他 散文 中 所 显现 的 诗 趣 与 自己 所 独 有 
iW, FRE AUPE RD RE UE a ERE IE I, 
PY SEER AUR AIR, 

在 这 两 篇 文章 中 , 都 写 了 景物 , 也 都 号 了 人 一 一 一 个 老年 ， 
一 个 中 年 , 都 是 恒 释 忧患 的 极其 普通 的 劳动 者 。《 夫 当 花 》 中 到 
| ERE UL, GREW HERE A CTS 3 HS Al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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ار 
ETT, IHE HE ZE‏ تاش , 人 对 部 精力 来 美化 我 们 的 生活‏ 
山 变样 的 人 。 “茶花 是 美 啊 。 凡 是 生活 中 美的 事物 都 是 劳动 创造‏ 
的 ”一 一 在 《内 花 赋 》 中 不 是 已 冯 说 了 晒 ?《 雪 浪花 》 中 也 襄 “ 老‏ 
teal lara la‏ 

这 就 不 难看 出 作者 描写 一 浪 高 位 一 浪 的 雪 浪 花 , 描写 “ 春 深 
位 海 ”的 茶花 , 不 是 凭 白 无 故 的 。 他 是 为 了 要 写 人 。 他 还 是 从 些 
活 、 从 信物 出 发 的 ; 是 对 生活 的 普 毅 注意 , 是 对 新 鲜 事 物 的 敏感 ， 
尽管 是 在 赞美 茶花 , 襄 海 演 景 色 , 却 不 是 那些 于 情况 致 。 只 是 这 
里 的 人 物 形象 和 我 们 在 一 般 小 襄 和 戏剧 作品 中 所 接触 到 的 不 大 
一 样 。 作 者 所 写 的 只 是 在 现实 生活 中 对 某 一 人 物 的 切身 成 受 ， 
AA ARIE AW, 而 是 适应 散文 形式 的 杰 求 , 只 有 淡淡 的 几 
^k, AR UE 神情 笑 貌 , KRE, 不 尽 之 意 ， 
PRA. BLL, کر و یرد‎ ds, SAUCER HT 
FIBA SRI, 却 能 增添 山 色 ,引起 观赏 者 的 想象 。 这 是 散文 
中 创造 信物 的 一 个 特征 , ALES 显示 作 
者 的 艺术 水 平 的 。 轻 轻 勾 画 , 便 寿 之 欲 出 了 。 我 们 来 欣赏, 也 应 
当 来 学 习 。 


MORE, 是 一 个 仅 有 二 十 人 口 的 世界 上 最 小 的 民族 之 一 ; 也 

是 在 解放 后 张 得 新 生 的 兄弟 民族 之 一 。 正 在 由 以 狩猎 为 主要 夺 

活 方式 的 原始 共产 主义 祥 会 未 期 走向 视 会 主义 社会 ， 那 里 的 猪 

民 和 牧人 正 一 个 一 个 的 在 变 成 社会 主义 的 钢铁 战士 。 玛 拉 泥 夫 

同志 的 《鄂伦春 和 钥 曲 》 以 充满 诗 情 , نارماک رما‎ SEK, EHH 

了 器 偷 春 人 今天 的 生活 一 一 犹如 春天 的 花 一 样 美的 生活 。 那 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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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景物 , BS ALKA ASE FEA, ADEE مت‎ 

“ 租 曲 ” 分 四 章 。 从 《在 火车 上 》 起 , 都 写 了 那里 的 人 。 无 哗 
是 写 自己 在 火车 上 对 那 位 和 艾 茵 同志 同样 口音 的 年 青 逮 姚 的 狂 
ij, BETER زو رک ری(‎ Ro D D cte, 森林 中 焉 无 的 雪花 ， 
都 是 在 写 人 , 在 写 这 个 历史 喜剧 时 代 里 的 老 老 少 少 的 男女 人 们 ， 

怎样 在 家 国 大 家 庭 中 听 党 的 话 、 齐 心 协 力 地 来 建设 社会 主义 衬 

4. EREN DAR RH prc lolo, MAR 
(OBES GDL He E ET. RMMK. 

《在 火车 上 六 ER PUR OE K EG RB IE, 只 是 在 车 窗 
Sh PLB EDU A> GFE IR ABE CG, 在 以 后 的 日 子 里 ; 将 
接触 到 什么 样 的 生活 当时 还 不 知道 。 有 眼前 坐 在 他 对 面 的 是 ， 
个 揽 招 人 喜欢 的 天 七 岁 的 男 小 孩 和 长 得 清秀 、 嫩 弱 , 打扮 和 风度 
象 是 个 舞台 演员 的 年 青 婚 妈 。 他 就 按 着 他 的 习惯 来 猜测 ， 第 一 
次 来 这 里 探 沫 ?不 是 ， 她 父亲 在 这 里 ?演员 ? 医生 ? 也 都 不 是 
的 。 双 从 交 计 和 她 的 举止 , LEIS, 说话 的 一 口 北方 普 , 动 
价 各 方面 , 猜 她 平 七 八 年 前 来 到 这 里 , 跟 一 个 小 学 数 员 , 不 , 可 能 
是 南方 籍 的 一 位 旅 医院 的 内 科 医 生 , E, RR, 办 学 校 ; 由 活着 
盖子 说 “我 算是 于 不 了 "到 “不 , 我 能 干 ,能干 ! ”多么 丰富 的 想象， 
但 也 不 过 猜 着 了 一 部 分 。 圭 而 在 彼此 交谈 中 知道 她 全 在 零下 五 
十 几 度 的 天 气 里 打 过 猎 ， 这 寺 认 殴 到 她 那 清秀 嫩 弱 的 外 故里 面 
是 一 个 姑 健 高 大 的 实体 。 习 从 孩子 的 鄂 偷 春 名 字 ， 从 一 手 挎 着 
两 件 皮 大 家 , PES = VE BG, 站 在 站 台 栅 栏 外 面 的 一 个 健壮 的 
棱 小 伙 子 ， 娜 偷 春 的 青年 猪 民 、 BENA, 才 明 白 她 是 一 位 七 八 
年 前 来 到 这 里 安家 落户 的 .美好 而 醒 明 的 、 姓 李 的 四 川 站 娘 。 火 
车 到 站 ， 大 家 告别 了 。 这 -- 章 里 有 作者 的 内 心 活动 与 具体 生动 

e 16 o 


Dy RHET, HET IAS. را زا‎ rns os 
WI, —J RE اد‎ HELE aum. HEE AGE A 
p rnc 地 加 深 。 谷 车 以 
名 习 惯 了 的 想法 来 猜测 面前 的 鄂 偷 春 现 实 ， 那 就 会 不 怎么 对 
头 ۳ 的 。 

于 是 ,作者 在 车 窗 上 自 到 话 旋 风光 以 外 ， 双 看 到 "有 那么 一 
TEE [38] JU" P در‎ 

CRAB), MOE Y prs ——— ۳۱۱۱ ERA” BSEIHAE 
活 形 式 一 一 或 者 说 自 旧 到 新 的 生活 形式 与 习俗 ， 以 及 物产 的 富 
能 .自然 环境 的 比美 。 作 者 要 从 亲身 罗 历 的 生活 实践 中 , 来 领略 
和 体验 他 们 的 生活 了 ， 不 是 专 为 吃 一 顿 肉 跑 去 的 。 风 景 的 幽雅 
和 挑 肥 护 瘦 的 象 城 里 人 “去 胡同 口 称 三 斤 肉 来 ”, BRR RATA 
“到 荣 园 子 拔 几 标 攻 来 ” 那样 轻易 而 随便 的 、 于 两 个 什 小 时 内 打 
回 一 上 只 五 太 十 斤 重 的 狗 子 和 三 只 野鸡 ， 一 会 儿 功 夫 捅 来 两 条 足 
有 大 七 十 斤 重 的 大 人 鱼 和 两 桶 小 急 以 及 满 满 一 树 树 皮 黎 的 野 果 来 
fije EE, BERR Y. PERR. E EER: AAAI ARE” 
BI Je a A XE DAL DII ERE Fe RAS — — IU REID HII] CA BENS 
一 身 氏 毛衣 、 TUE AUT EDAM BCICASEESER Bots 从 烧 得 只 六 ， 
EE REO A D] ZERA RBS HAE bo RS ^ b HER UI. — 
切 不 都 在 变 吗 ? 

mn و‎ IE Eo Mos dde 

. EVRA A MHS EY TAY, 十 大 岁 那 年 “在 第 一 届 
ee ee ee RS JL 
子 耶 列 顿 的 晶 勉 一 一 对 着 客人 褒 道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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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…… 狂 人 ,对 失败 要 跟 胜 利 一样 定 牢 于 住 。…… 狂 人 ， 那 不 是 
什么 人 都 说 普 个 数 啦 ， 你 可 以 成 至 国 射击 冠军 ， 可 不 一 定 就 是 个 好 
猎人 。 猫 人 每 次 开 枪 以 前 想 的 是 ; ‘我 要 打 死 它 '! 这 里 没有 可 能 、 大 
fé, epit tUe Z JU, 同志 ，, 那 不 是 一 件 容易 做 得 到 的 事 呀 ， 可 
是 , 耶 列 顿 开 那 一 枪 的 时 候 想 的 是 什么 ? 他 想 的 是 ; 我 是 全 国 冠军 ， 
打 一 只 那么 大 的 黑熊 还 不 容易 !? 这 么 一 想 , PE RIET AG” 


这 是 老 一 束 人 从 战斗 实践 中 得 来 的 经 脐 数 训 ， 讲 的 不 是 什么 深 


RHR”, REBER SAE he “ERLE” HRY 
Fl 2 


3t زار‎ pg ft PAS Hz rh Zap URS, HEI 
HEF, کر‎ Xe RS MA C, PA FR, db E E RERUM MAYE, 
APACE RE JAM Y. EPR EAE LPR LB, REG, 水 里 游 ， 
以 及 长 在 从 树 中 养 在 水 桶 里 的 呀 ! 富 能 的 物产 还 须要 人 力 的 劳 
BY, HF BEEK E FERE XK EEE SE“ LP LR”, 喷香 的 内 一 
رون رس رز‎ ABER. HER APR oes, Sum 
平时 出 去 野 终 那样 。 

«HE SCAT) FEF EHS HS SEA, 六 说 勤劳 、 勇 敢 和 智慧 的 鄂 
偷 春 人 在 党 的 俩 导 下 ， 怎 伴 奇 勇 地 诗 没 有 捉 过 活 庇 的 一 穷 二 白 
的 你 腑 ,习惯 和 技术 中 ,创造 性 地 来 捕捉 一 只 一 只 的 活 谋 。 由 亡 
4. ME TEL SPINE SE TE SEL, 也 就 是 从 失败 到 胜利 的 过 程 。 狂 
于 捕捉 到 第 一 只 活 庆 一 一 最 机 智 的 野兽 ， 以 事实 “告诉 人 们 : IE 
是 可 以 搬 提 的 , 养 蜡 的 事业 是 可 以 发 展 的 "。 骂 偷 春 地 区 从 此 开 
始 了 自 旧 变 新 的 革命 的 生产 方 全 。 “现在, 全 族 已 养活 了 一 百 多 
RU, AFH: de fl DESEE B 9 — Pe RA ATT A, 展 
3i T وس‎ BEA A EU ILU 33 DLA WEEE, 他 的 “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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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 不 到 你 , ار زیر‎ SG 2F ra d f S RERO 
思想 。 | 

Ade», 写 了 加 偷 春 森 林 里 一 场 每 每 雪‏ زر 
后 都 要 带 来 的 大 风暴 ,以 及 风 烘 即将 来 蜂 前 “泰然 地 吹 起 口哨 ”，‏ 
RE, 作 好 各 各 准备 , FT EERE. “ANE, 风暴 !1” 当 风 峻 到 来‏ وا HOSA‏ 
时 ， 唱 着 自己 翻 结 出 来 的 鄂 偷 春 语 国际 歌 的 一 个 天 十 七 岁 的 老‏ 
共产 党 员 杨 本 。“ 不 要 褒 我 们 一 无 所 有 ， 我 们 是 新 入 会 的 主‏ 
人 ……” 一 一 有 这 样 歌 词 的 这 支 歌 ,是 人 一 听 , REE JEY, o> HL‏ 
REFE KK; AE CBU EE PB AS AR ES. XX‏ 
还 不 鲜明 吗 ? ARTS TRA EID As SY, 和 心里 点 着 的 火 ，‏ 
导致 鄂伦春 人 今天 的 生活 的 是 什么 力量 、 仁 么 人 ? 是 共产 党 和‏ 
SESE Ms 是 沿 着 党 所 指引 的 道路 向 前 走 来 的 。‏ 

PASSE REHT E EE, HERE MORE. 

“lh” hag RETF RBIS, A REK, HF TERE E 
JM" HERE. APIS RUE, ARE a BE, FRR, 却 行 于 所 
当 行 , معاحر 2۳201 ها‎ HEE AR, HAE ZS, PERL HES} 
رک‎ 前 后 照顾 , Hee, 每 章 如 此 。 这 一 坚 可 昂 作 者 在 写作 
WE HA Bat ور وس‎ HN. 


3B d هه‎ FE aE) B. HIE AR BOA SLAM 
车 , BEE “PRAHA, PEE BEH, 学 习 用 的 书 和 笔 一 样 ”。 
BUR, 就 象 想起 旅 泛 的 旅 件 ,战场 的 成 友 , D HESS FRYERS 
怀念 "。 作 者 对 当年 艰苦 环境 中 那 征 战斗 精 竹 和 战 革 生活 的 要 
爱 ， 就 从 一 开篇 的 这 儿 个 简 简 单单 的 比 哈 中 显示 出 洒 。 扩 以 即 
使 只 是 一 辆 普通 的 苇 车 ， 在 作者 过 去 的 与 理 在 的 生活 中 有 了 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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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HEA. “REAR تا ان کر‎ A عم‎ 
枪 。 假 使 文章 一 开头 便 这 么 府 : “WADI FEE RES 
WEY 在 工作 ,学习 或 是 练兵 的 问 辽 中 ,还 得 自己 来 靳 各 ”如 此 这 
MHS PA, 写 下 去 , IBA, 文章 就 未 必 是 这 样 了 。 作 品 本 里 的 
思想 意义 以 及 对 访 者 的 数 育 意义 和 感染 力 最 , 当然 也 会 很 差 。 尽 
管 在 生活 中 供 作 者 采用 的 题材 是 一 样 的 ， 通 过 作者 的 认 蕊 了解 
之 后 与 出 来 的 妇 章 却 会 大 不 相同 。 跑 伯 利 同 志 首 先 了 解 到 当时 
“在 延安 ， 儿 车 是 作为 战斗 的 武器 使 用 的 ”。 在 毛 主 席 “ 自 己 动 
,نود‎ 丰衣足食 ”的 号 召 下 , 使 用 这 一 武器 , 保证 了 我 们 的 “让 衣 ， 
fU] CERE Y SCA. Bs Us BRP 30.25 D Ue, 等 取 到 抗战 的 最 后 胜利 。 
参加 这 场 战斗 的 战士 倘 ， ipti es eA 

胜利 的 武器 , 产生 感情 ， Ma, 决 不 是 造作 的 。 作 品 里 所 擅 
给 的 多 少 自 تا ایس‎ LAO Bb A885 Hi, 所 有 
欢乐 的 场面 ， 也 都 是 为 了 战斗 或 是 战斗 的 场面 。 参 加 这 一 劳动 
的 勇士 们 , 冲破 了 包 图 , 战胜 了 敌人 , 更 从 实践 中 证 实 了 “自己 
动手 ,丰衣足食 ”的 芙 理 , 并 且 培 养 了 整洁 、 朴素 、 自 然 的 健康 生 
活 作风 。 

2. 在 生活 中 只 有 不 断 地 战斗 ， 战 胜 困难 的 最 后 胜利 总 是 属于 
战 主 合 的 。 跟 困难 作 斗 等 , 在 逐步 克服 困难 的 过 程 中 , 会 产生 巨 
大 的 欢乐 , 又 欢乐 地 向 前 进军 。 

作者 还 在 这 篇 作品 里 , REL, DEE, 生产 过 

EE HP AS RE SA SE RR, 以 及 比 “ 沙 场 秋 点 兵 ” 还 要 热 
TRIAS Ta Ho JE S SEES ATE Y AMR. XCXE AS AERIS HE 
活 , 晓得 个 中 三 味 , 是 写 不 出 这 么 具体 生动 、 引 人 人 胜 的 充满 诗 
情 面 意 的 文章 来 的 。 我 们 在 没有 该 这 篇 文章 之 前 ， 已 多 晓得 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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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خر از زود بر‎ D don. Eos BE b He ay, SES | ال‎ 
不 单 凭 艺术 技巧 , کر‎ 21 322 SER HOPE A HS TIGA ABA BAKE, 是 
ARATE BEN » 

25 Ze E JI B8 PBN A RAE PRESE EU RET, 告诉 世人 ,我 
IEEE RUE ER HEHE TF, BET, URS, 有 了 能力 
BRE BS 23 Ld ES e PE PA] زاس‎ i A AP I ME, 过 去 如 此 , HE 
和 将 来 也 是 如 此 的 ,我 们 一 向 是 把 克服 困难 当 作 一 种 享受 的 。 

象 这 样 的 作品 ， 除 了 它 所 具有 的 高 度 现 实数 育 意义 和 给 予 
人 的 艺术 谤 受 以 外 ， 还 共有 一 定 程度 的 历史 女 荚 价值 。 它 告诉 
了 人 们 ; 我 们 是 怎么 生活 过 来 的 。 


草 靖 华 同志 以 前 在 文学 上 的 贡献 ， 主 现在 翻 胜 作品 方面 。 
去 年 , hy T ROE TIRES, 百花 齐 放 ” 的 方针 , 作 了 新 的 
257], 2058" ST ARDS, ار‎ SEIEN WEE SEET HZ 
V, 70 ELA P S ROWE EF RH. IZ 4E, HE ELS] 
看 !》 便 是 其 中 的 一 篇 , I SE ac, PHI RR AE HE 
fi M Ss RU BR Spe. XE CEA M He felis rt eH 
有 切合 内 容 、 概括 力 很 强 、 富 有 诗 味 的 标题 。 虽 是 标题 , 貌似 外 
Jui, 却 与 诗 情 饮 灌 的 本 文 相映 发 , 成 为 作品 的 有 机 部 分 。 这 是 可 
以 作为 靖 华 散 交 的 艺术 特征 之 一 的 。 

CAI", 在 我 们 生活 中 本 是 一 件 “ 翻 事 ”, BI ETHER n NNE 
统治 的 年 代 里 ,人们 右 这 一 点 点 自由 也 是 被 鹿 夺 了 的 ,只 有 一 肌 
融 直 野 气 的 天 扶 青 年 们 “不 知 天 高 地 厚 ”, 缺乏 生活 实践 ,是 难以 
EER. AMY Se SESE ET LIAR SR”. 这 也 不 能 怪 他 们 , 他 
们 是 理直气壮 的 。 可 是 对 书本 上 有 关 的 话 , 年 长 者 的 善意 劝说， 

e 21 e 


可 以 “不 求 其 解 ， 随 你 "不 了 了 之 ”。 及 至 猛然 落 入 十 里 洋 场 ”， 
“JES, TILAG SU EIU, “MERE AT» ED BUEN SCR, T 
“DESTE. اف‎ | 这 才 开 始 从 生活 环境 中 接受 数 训 。 
“Se”, 或 许 不 再 筑 了 , 却 还 不 能 应 变 :“ 不 知 北方 之 不 行 也 , TER 
a, “TAZ, EKE EEE’. تج‎ 
FFE SB RS ETE, RE FREE BER REESE 
TPES راز را‎ 便 须 “ 换 掉 ! BHI "着 我 旧 衣 党 。 似 这 样 的 
一 套 衣 装 , 这 里 腊 下 , HS وداک‎ 3 BL. EB URP ipa 用 晒 
性 换 来 的 数 训 "。 在 过 去 的 社会 中 生活 , 29. SRE TE EA 
做 , 才能 不 被 " 采 梢 ”地 名 于 难 。 当 追 怀 前 更 对 我 们 青年 一 代 无 
AAAI BHR, MARR BAST ACEC A EE BA 
BE رصن‎ AMBER BEH RT روط‎ RL” BS SR ME, ERE AT 
EB HRB SRF ور‎ FEE HRT. FEA 
RES و‎ AE EHLE, BI IEEE RD RIJ HLA ST AE AES AGE 
过 来 , EBTER, PRE REE A, 也 督促 着 年 青 人 。 
在 这 里 ， 另 外 还 有 一 篇 《 花 》 لها تار بل( لول ند‎ XER 
Je, XR, AT CHEATS ZI SARS”, RE ANY EFRIEIE 
好 ”, ره‎ UNDGRRHIEC, SSUHERUSK, 9 DK GS, AIL BE, 
使 莉 的 生机 能 饮 流 长。 这 花 , Meng" SL HSE” R^ A RI IE Ly 
宝 花 ”一 一 新 上 生 代 。 这 人 间 最 美丽 的 花架 , 正 是 须 从 幼苗 着 手 培 
Fo fe BESET OE SONS PRA f SEM. RMB, REE 
心 长 , EWA RAR. 





PUP ILE, 在 三 面 第 旗 的 新 时 代 里 , VI E RS 
秆 旅 的 季 海 中， 只 乔 到 鱼子 与 狠 刀 和 谐 地 交错 起 求 的 一 面 又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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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r, WE ME‏ ره HL,‏ زر dE BL,‏ راز 
Al, AGHÉUKUENTEJKCR, REE ZEEE, 却 不 觉 身 在 水‏ 
he, FALE LH, Rin EF KH FATE, HA, 在 我 们 上‏ 
[T — DEL DIETE, 在 各 个 革命 的 历史 阶段 里 SEER‏ — راز ERB‏ 
4T AWE o CALMED WO FE COE Er zs, 从 他 还 是 一 个 没有 达到 和 红‏ 338 
BEL TE EWS FA II DITE, BRHF J AV C. E DAE TC PE XE, 到 在‏ 
T ET M RAE CERE — 3x — Ihi ELE RIE‏ — رز سا رارق Tei E KT‏ 
BELT, Hee Efe hk E He TAR, MEE E] CA‏ 
氏族 的 塞 野 黑 肛 中 。 喜 这 样 的 使 他 在 莉 命 工作 中 , Sz pops 逐渐‏ 
是 灯塔 , 是‏ ی 
能 能 的 烈火 , RARE, BSE, 名 是 革命‏ 
战士 钢铁 意志 的 象征 。 随 时 随地 起 着 不 同 的 作用 。 使 人 深信 不‏ 
疑 地 在 红旗 上 看 到 毛 漂 东 同志 俱 大 的 形象 ， 看 到 矫 着 总 路 绥 万‏ 
岁 .大 跃进 万 岁 . 人 民 公 和 社 万 岁 的 金色 大 字 。‏ 

在 任何 战斗 中 REAL AL RE EIS, HAE etek 
舞 着 自己 的 斗志 , Imam B Mb, HORA A, 要 永远 跟着 党 
一 起 前 进 ; 跟随 时 代 一 起 前 进 ”。 一 一 “在 一 支 革命 的 队伍 中 , FL 
旗 且 有 多 么 重大 的 意义 和 作用 啊 ”! 这 一 切 孝 是 从 作者 妈 身 生 
活 的 体 怠 中 了 解 了 和 粒 旅 的 停 大 作用 和 在 革命 工作 中 的 城乡 力 
dt, 才能 有 此 人 质 司 , 不 是 任何 人 都 论说 得 出 来, BEI Zu bordi 
生气 虎 虎 的 。 

COTA CCA EAC HEAL eb FAH, TERRE A 
Mid bit HMB, Ande ATO LR 

ESAT ALA TAKE, 于 过 去 一 年 中 : 在 散文 写作 方面 都 
MATRA YS, FERE GER. WMI Zee F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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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EA, REBER. SEER HABA FH مک دج‎ PH 
AO, 观察 、 PEASE, ERU — Mi IRMA. TE 
He ELECT THER, 可 算是 成 熟 了 的 , 如 一 个 “ 老 行伍 ”那么 成 
弯 。 在 散文 写作 的 发 展 中 与 写作 队伍 日 俭 壮 大 的 过 程 中 ， 能 有 
这 样 的 作者 参加 进 尖 辛勤 工作 ， 和 是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意义 和 相当 作 
JA, 为 散文 爱好 者 所 应 当 厌 地 的 。 


林 遐 同志 在 去 年 写 了 几 十 篇 散文 ， 一 直 都 以 游 远 平易 的 笔 
Jic, WSO AE CERO HER ES. (FUND BREACH 


i alt 


《和 手册》 中 描写 了 衣装 村 素 , 人 很 醒 早 ,一 位 二 十 岁 左右 的 女 
芒 子 ， 小 学 孝 师 喷 云 的 使 人 难忘 的 高 大 形象 。 作 者 在 这 里 并 不 
是 有 意 的 来 塑造 一 个 人 网 形象 ， 只 是 将 自己 在 某 一 方面 的 现实 
生活 中 所 稀 历 到 的 人 和 事 向 我 们 讲 出 来 ， 这 一 个 动人 的 人 物 形 
象 及 其 物 烂 话 人 的 光彩 便 出 现在 新 上 ， 汲 动 在 我 们 面前 了 。 

BUM ATS “RARE”, “OPED HF, 在 学 业 上 ， 

从 不 是 两 分 ,就 是 三 分 变 成 四 分 ,五 分 居多 的 成 策 , “RIA ESEF 
的 好 学 生 ”;, 是 老师 们 的 多 少 心 血 和 辛勤 澳 来 的 ! KHE EMNE 
怎样 地 依靠 党 的 指示 涿 渐 克服 困难 ， 一 点 一 点 地 成 长 起 来 的 。 

家 长 和 老师 ; 都 顾 意 上 学 的 孩子 常 得 有 五 分 , 起 依 也 是 四 分 
fd. ANS BLT AVIS, AGA LAAT TT A ER 

۳ ایلیا‎ TAPS, APEC PISS 
VET BEAR ROE, LESS BAS MER MEE Se Da E PO aD vs 
RAE AB ORE GE, BFE, RTI es EF 
表 上 一 行 一 行 的 小 禄 字 ; 以 及 家 长 们 的 合作 中 带 来 的 。 该 子 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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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T, HIE LT IEE BESER, 也 得 阳光 ,雨露 与 
ATHENS Serquüyde Kom, BREMNER سوه‎ 
ALE RESIS AS TR vor PLA ABR, ETS AKT HEUTE. اک‎ 38e 
么 策 又 这 么 野 的 孩子 , 我 质数 不 了 ! ”或 者 是 “我 家 的 孩子 天 套 
低 , 野 。" 来 责怪 我 们 欣欣 向 荣 的 幼 昔 , 活 蹦 乱 跳 的 后 一 代 了 。 不 
管 他 是 路 家 的 孩子 , 也 都 和 我 们 成 年 人 一 样 的 不 甘 居 下 游 的 , 从 
年 儿 在 床上 睡 着 了 ,一 只 手 还 斤 闭 手册 与 成 种 笑 , 带 着 满 脸 笑 意 
的 神态 中 可 以 证 明 。 

这 一 本 普 普通 通 的 五 字 部 手册 ， 其 功能 已 如 超越 了 为 其 种 
工作 服务 的 工具 ， 而 是 我 们 在 齐心 建设 豆 二 未 有 的 新 事业 中 有 
(PERERA DY, EDE TERRE LA OT RA 
的 一 种 新 风格 。 


i 


秦 牧 同志 的 《年 宥 花市 ?是 在 去 年 四 月 号 的 《人民 文学 》 上 发 
“BEY, 后 求 将 标题 收 为 《花城 》 收 舌 站 他 的 散文 集 《花城 中 。 作 
者 在 这 本 散文 集 的 后 记 中 膏 这 本 书 是 “比较 偏重 于 抒情 、 访 率 的 
散文 随笔 的 结集 ”。《 年 害 花 市 是 那 一 类 的 交 章 , 我 们 从 这 一 名 
话 里 就 可 以 知道 了 。 

秦 收 同志 在 文章 中 襄 : 


对 于 广州 的 年 寡 花 市 …… 昌 然 过 去 我 已 经 描述 过 它们 了 ， 但 是 
今年 , 答 笠 在 这 个 特别 巨大 的 花 海中 , 我 又 涌 起 了 这 样 的 欲望 了 。 


这 襄 明 了 作者 在 新 的 现实 -一 今年 特别 巨大 的 花 海 的 激动 下 又 
| ۱ ۰ 25 ۰ 


MET HERKE. 

岁月 不 同 ,一 个 古老 的 节日 风 习 ,在 “今年 "着 上 了 更 华丽 的 
BE, 身 临 其 境 的 , 心里 面 有 一 种 痒痒 麻 应 的 感觉 , 从 花市 归来 ， 
象 喝 活 微 醇 似 的 。 他 栅 写 下 -一 些 来 , 让 远 地 的 人 们 也 来 广泛 “十 
里 花街 ”, WERE I SIE Ue Hole nt X Abel e “BEERS” 的 钟 声 , 干 
万 条 笑 脸 迎 人 的 鲜花 的 “春来 了 ! FORT NOM, 大 家 分 享 一 
场 欢 乐 。 

“这 难道 只 是 欢乐 欢乐 , ار‎ JLT HE? EK FEKE 
一 再 来 描写 广州 花市 。 

FEC IE, 在 过 去 是 被 认 为 情事 的 , 然而 这 只 是 极 少数 人 的 
,زد‎ 劳动 人 民 是 没有 份 的 。 而 今 是 万 人 空 埠 的 来 < 深夜 党 花 ” S 
国际 友人 也 赶 来 了 。 “能够 买 花 的 也 只 是 少数 人 ”， 以 前 劳动 人 
民 来 了 只 能 空手 回去 “现在 一 个 业 积 女工 从 花市 举 一 株 桃花 回 
家 ， 一 个 钢铁 工人 买 一 合金 桔 托 在 头 上 ?。 这 些 把 花 树 举 在 头 
E, WAFER EMA, AF EXER TBE HEMETE. 
TIRE Y KA HIF dis 9 ATR BLA, | 

“AES INS AE TE REATO BO" REACH RE c ERKE E 
买 花 的 人 多 ; 人 多 花 多 ， 麻 况 是 空前 的 。 为 什么 呢 ? “因为 农村 
人 民 公 神化 以 后 , 花木 的 生产 增加 了 ”, “加 以 邻 年 党 和 政府 进 一 
步 安排 群众 的 节日 证 活 ,花木 供应 空前 多 了 , 买 花 的 人 也 空前 多 
了 ”所 以 产生 了 如 此 “热天 和 奇特 的 场面 "。 不 是 别 的 ， 是 党 和 
毛 主席 的 阳光 照射 在 花市 上 空 ， 连 那 丰 胰 艳 丽 来 自 各 地 的 各 各 
AGM LIER, 也 都 是 在 这 阳光 雨露 中 成 长 , 从 劳动 人 民 和 手中 
AXE HORT ! | 

花市 和 花市 这 个 题材 因而 都 具有 不 同 于 以 往 的 新 的 生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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۱ BUNGE. که‎ SE RR 
fi. {ER RTE (4E IETS ERIK “TE BAR ELA ER BER 
的 心意 ”的 同时 ， 也 传达 了 这 个 消息 一 一 人 民 公 入 好 ! 让 大 家 
来 分 享 一 份 欢乐 。 

PEPER WE URE AR, MEV 





Bm Y di4Rp— Uu H BIETER RAAT ۴‏ رخووها) لام 1ج 
(ERR RHE RB ASW AAA RE, 回来 以 后 ; 大 家 写 了 不 少 好 文‏ 
章 ， 发 表 在 国内 的 报刊 上 。 从 他 们 的 感受 中 反映 了 日 本 在 这 一‏ 
AS FRE HY DG Ha Wr Be A HR.‏ 

三 四 月 问 , Ze H AEA: b, ES a AR 1 St 
ESL, “FETC HEE AURA” و‎ 举国 沉浸 在 弥漫 的 樱花 气息 里 的 时 
节 。 好 多 位 作家 即 以 棋 花 为 题 吾 了 文章 , KORI CBE) | 
是 其 中 之 一 :也 有 不 以 樱花 为 题 的， 站 马 金 同 志 的 《从 猴 仓 带 
回 的 照片 》 等 。 都 是 记 壕 他 们 这 一 次 旅途 中 在 日 本 的 见闻 与 观 
LAY. 

WobAE رچه‎ HERRE, FE EM FHF REREES EEE 
ZR. I SCTE EHA TR یار لد وق‎ FP KRE FF HEME WERK, BARE 
SUABUD, RR مزا‎ MAMAS, APXJEJTAG 
OP, PARE, BED EAHA, ASAT Fo RRR, 真是 妙手 
天 成 。 象 这 样 的 功力 , 都 是 从 生活 中 锻炼 、 ee 非 一 朝 
—4 RBS, fh FL AE, IE AB 

P1 dz B8 OA dC rs IBIS RED, 于 去 年 六 月 sam 登载 在 七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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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号 的 4 上海 文学 》 上 。 XE RU rh AP و‎ Hit 
۱ Ael. AD CRIT CR DA Zt c I Lot ER] 3E SE E RR 
信心 。 天 月 中 正 是 江南 黄梅 雨 下 个 不 停 的 时 节 ， 作 者 诚 从 好 修 
“永远 下 不 洛 雨 ”的 黄梅 天 里 看 一 张 在 日 本 两 天 中 拍 的 照片 开 
场 ， 将 读者 引入 铁 仓 和 光 旅 迄 的 小 客厅 里 ， 颌 听 一 位 年 青 作 
家 一 一 作者 的 日 本 朋友 , Ft Mf P. Et, 前 刘海 下 面 健 
Heil nai. E38 Ae TER, FPR, AURA. 2 
沉郁 的 气氛 呀 ! Somit ho SE ADAE ار‎ bee 
没有 写 完 时 , UR EMG. LASTS EDD RARE" EERE RD 
HR Hb 8] T A TRH Jr SERI EZS” . REBEL, “ESL RF Kê 
下 不 完 的 雨 么 9? 

这 美丽 的 蓝 空 ， 当 然 是 属于 日 本 和 -- WISE APE USA 3 
وا جوز‎ A RA! 

SSB, BUM TLE Ami. BA: 
JE HEFTEM, MESE, NCKHRHTYEN b, ERS T TAZE, GE 
یار‎ B FERN, J—)8 RRA ۱5 ELH 1 - 
۱ FS AERA, eT 
Bi FEA راز‎ 48 8 EE; زر‎ A HS AS TG NEN: 那 一 九 六 
— 440) Ey PIE LAE A Ren 
FEST LE REE, WIESE HARA RAC PEE 
fin He, aec KE BASES HSL THEY AS EBS RAT 
散 的 语音 , LERZA TRUS Fed zi PED SH AB M رح‎ 还 将 冲 
出 旅 合 , EGRE AAS, REM, 大 家 挥动 双手 来 制止 帝国 主义 的 
JE XE Js WRIA PAC, 世 世 代 代 的 人 知道 美 帝 国 主义 
的 原子 绰 办 恶 。 为 了 让 人 们 好 好 地 活 下 去 ,我 倍 村 起 来 制 正 ! 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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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Fr Je T BREW EY, eser dcs i رک‎ 
رتسم‎ DSR, BE SE REI TT 
里 的 早晨 ”"。 我 们 相信 ,这 早晨 就 来 到 了 , PSI AT Mee 
带 有 些 些 柔 毛 似 的 秋雨 。 


冰心 大 姐 的 《 栅 花 钱 》 顾名思义 , Tb st ACE HAS RUE 
的 。 作 考 在 日 本 各 地 看 缸 花 ; ED HR, 也 有 十 及 次 了 。 当 观赏 
BRIEF, 也 全 使 她 有 过 “一 阵 低 沉 的 感觉”; 这 是 一 九 四 七 年 森 天 
的 事 。 注 了 十 四 年 ;她 去 日 本 , SE RR, 在 东京 、 大 
Ez. XC. رح ال‎ eb TESI TUE, VOIR, 只 有 四 月 十 三 
日 在 金 泽 藉 香山 上 所 看 到 的 樱花 , ERLE EER eH" 
REPORT HORM. FE, 地点, 者 记得 那么 明白 , 可 见 四 月 十 
zum — Wem EE ESS REA PE AY PO FD AY 

栅 花 是 日 本 的 话 傲 ,也 是 日 本 的 焦 征 。 叭 道 是 因为 它 的 “ 早 
JF REYE EAR ARGS, 成 为 日 本 的 象征 吗 ? 不 是 的 , 我 
想 。 作 者 也 不 会 因此 来 颈 先 的 ,我 又 想 。 

AWA AT BIE A FAR, 当 积 去 还 没有 消融 , 冬 服 还 没有 法 
Jy, ERR, 只 要 有 -一 蒜 东风 吹 到 , 天 上 露出 阳光 , 它 便 向 
日 本 三 岛 的 人 民 , 报告 “春天 的 袜 奋 莲 萎 的 消息 "首先 给 入 民 带 
来 了 兴奋 喜乐 的 春天 的 消息 。 日 本 入 民 之 所 以 喜欢 它 ， 引 为 鼎 
傲 ， 当 成 象征 , 应 是 为 了 这 个 。 池 春风 而 忽 放 的 栅 花 , AMER 
REE, 自 金 漆 汽 车 可 机 所 透露 出 洲 的 “促进 日 中 人 民 的 友 北 ,也 
是 斗 等 的 一 部 分 ”的 消息 和 他 个 表现 在 战斗 实践 中 的 行动 , 不 也 
TEE “eS Ka”, BRN HR TO Eee 


fe HATE SEF UND IP AS EIA, TEAST 
JY RE PEARS EIB, “REI ROR”, 作者 
从 心灵 深 由 号 则 了 感激 的 漫天 煤 烂 的 火花 ， 尽 管 在 车 窗外 “ 指 
E Vr FSA FT AID AK”, 但 在 作者 “ 限 前 仍旧 辉 吗 着 
这 一 片 我 所 从 未 见 过 的 奇 丽 的 樱花 "”。 她 眼中 的 爹 泽 的 栅 花 , 已 
“J rh HARRIE AYE”, 在 五 个 星期 以 后 的 “深夜 
回忆 ”中 , Xs EE XE AER. 

XE BEDAE, E BE EREZ “RAR” BEYE? MUR EDK 
ERR” ASSI RAH, FRB HEE? 


t 


SPIE NLA I gore n — EE ES, HEBE 
RASH EA MOALS:, DEERME, JES APA 
PERL, ADEK ETA, SADLER و و‎ 
好 风光 ……; WEA TMG L-NNA RIB. XE 
HEPAT rh dl A, HAR چا‎ c b OLS, ERR 
WE ۳ ELF SM, ار‎ BARR TR 
(rJ Ar A UE LER SIME, HEE YR de^ E, ARSE 0 SK 
کرو را .و جر‎ E, REPRE 
心 大 意 与 所 见 之 河和 片面 的 。 但 是 北京 出 版 十 对 我 的 盛情 .我 所 
希望 于 作 崇 个 与 茂 者 的 指正 与 原 诅 的 心情 以 及 股 切 的 期 待 ， 便 
HERAT YT. THERA SCH, MIRE 
AMT DE! 

RSA: اور کاس‎ RHINE, DEB IL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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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 见 到 的 话 ， 对 事物 的 进展 也 许 是 有 丛 的 。 加 以 作家 们 在 过 
去 一 年 中 对 散 芭 写作 的 努力 和 成 就 ， 以 及 自己 掩 不 住 的 喜 慢 心 
TU, 尽管 是 秀才 人 情 狐 中 张 , ره ارت‎ E. لا‎ RE 
RRR REB RE RRL. BERL, RIESE IE, 
BENA. HORE LESS, BRIS ZH RIE 
SPIT. HORUSIBAESORHCPR AS, SERT NRE E U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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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XIM ARSE, 已 经 走 过 了 四 下 年 战斗 的 路 程 。 

现在 ,全 中 国人 民 和 都 这 样 罕 切 地 呼喊 他 :我们 的 党 。 

我 们 的 党 ,亲爱 的 党 呵 ! 当 你 就 生 四 十 周年 的 时 候 , 我 们 献 
给 你 什么 样 的 装 歌 和 花束 呢 ? 现在 , 可 惜 还 没有 最 壮丽 的 天 路， 
足以 记载 你 那 不 朽 的 功 助 ; 至 于 花束 , 只 有 象征 着 中 国人 民 的 幸 
福 与 全 人 类 的 幸福 的 那 种 花束 , 才 会 是 你 所 喜欢 接受 的 花束 ! 

打开 历史 的 篇 之 , 拂 去 岁月 的 风尘 , REK RN. FETE 
{FAH F, F RUPEE fee 4] 24875 8 REKE TARR A UE? 
FEAT ZI, MARR RGR AG KT AH fita T AUN SB 
的 灯 花 ? FAMERS BH چا‎ ETE, HUY — Bd EP ng RT 
gu 是 七 月 , d BU HEBEL} BE HH 

HACE Rb, ARORICHRIIIE, AI, BET 4 
们 的 党 呵 , ره‎ Pu دعس‎ RKP HI cfe E EE. di 
ILS, 穿着 草鞋 , 跋涉 过 多 少 莞 山野 岭 , ET SLBA 
ار‎ 在 中 国 苦难 的 大 地 上 , 哪 一 条 山 径 小 路 没有 你 印 下 的 足迹 ， 
哪 一 处 湖泊 演 流 没有 你 酒 下 的 鲜血 !…… 

我 们 的 党 呵 ， 你 有 着 多 么 坚定 与 勇敢 的 灵 现 ! 帝国 主义 和 


e le 


中 国 的 反动 派 个 , 他 个 用 尽 一 切 办 法 搜 你 , MAS, BUR, Ee, 还 
用 尽 世 界 上 最 无 耻 最 恶毒 的 语言 来 污 莽 你 ， 诅 听 你 。 但 是 展 杀 
ی‎ A, TEMALAR AURA IE, BE 
"E, ZEBRA AE AC, SEB AS SS BREE A TY REDE EI SR, 
X EF 05 PRES یر ی دا‎ KRE EEF 
的 恐怖 。 可 是 , 我们 的 党 , ddp Sos T E RAE RF 
的 千 千 万 万 的 同志 何 , 当 他 们 倒 下 去 的 时 候 , 他 个 不 是 张 恤 失 措 : 
倒 下 去 的 ,他们 是 整 好 自己 的 衣 敬 , 杭 理 好 自己 的 头发 , 大 步 跨 
上 刑场 , 他 们 是 带 着 高 昂 的 辟 歌 , 与 办 射 着 火光 的 口号 声 倒 下 去 
的 。 他 人 的 血 流 红 了 雨花台 和 一 切 无 名 的 山水 ， 他 们 的 呼喊 使 
vC BS ADE T HF eee 

HEL, 人们 听见 了 你 的 呼喊 , 从 漫 重 的 夜色 里 抬 起 头 来 , HE 
BRET LRA BEK, 心灵 里 燃 起 了 信心 的 火花 。 苯 于 , 更 多 
的 人 ,一 天 上 比 一 天 更 清楚 地 认识 了 你 :只 有 你 而 且 唯 有 你 才 是 他 
全 的 前 途 和 希望 。 他 个 涌 进 了 你 的 队伍 ， 从 死者 手 里 搂 过 了 燃 
Bêl Ade. TUE oR MAL, 展开 了 中 国 历 史上 从 来 不 佛 
有 过 的 最 壮丽 的 进军 。 

革命 胜利 了 。 这 是 你 同人 民 一 起 径 历 过 多 年 的 摩 战 所 取得 
RS PERI, EC AR EAD 9-27 — 0A. ELI ACA EES CRUS 
的 胜利 。 我 们 的 党 呵 ， 你 对 于 自己 的 祖国 以 及 这 个 世界 是 做 出 
了 何等 重大 的 贡献 ! 然而 , 你 的 腿 睛 ,并 没有 望 着 美酒 与 花束 ， 
你 望 管 的 仍然 是 主 昱 永远 是 生气 支 勃 的 未 来 。 你 片 到 也 没有 个 
1s, 带 着 消 身 战 竺 又 投入 了 新 的 战斗 。 你 昨天 是 满 身 的 硝烟 ， 
AK UO EY THE ATIS! 

(EAB RE SEHER HERE ETI IRE VT: 在‏ رک ا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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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k زاس‎ E? Bg - 3. E, REF BE ECU LAORE SE BEAR JE Ed TB 
个 的 党 双 沉 入 昔 思 中 ， 正 象 他 过 去 在 漫漫 黑 夜里 探寻 着 胜利 的 
捷 笃 一 样 。 人 个 , 至 中 国 的 人 个 , 你 们 都 知道 一 个 我 人 所 最 敬 肌 
的 人 , 他 带 着 仆仆 的 忻 生 ,几乎 走 台 了 公国 , 你 们 更 知道 中 南海 
他 那 通 夜 不 烽 的 灯光 ! 

EF, 在 我 们 广 妆 的 国土 上 , 树 起 了 总 路 线 、 大 跃进 和 人 民 
KREBS ARTE! HAN, 中 国人 民 晤 俯 大 的 创造 力 ; 发 出 了 闪电 和 
Bri, BEE LAK, 河水 访 上 高 中， 出 后 做 和 开 胸 怀 , 江河 吐出 
电 花 , BEAR VISE, 把 我 们 的 原野 , 装点 得 但 一 位 
古代 的 勇士 , FLT. RBM, 原野 呵 , 你 在 
我 们 英雄 人 民 的 手中 ， 变 得 多 么 美好 ! 在 我 们 的 同志 们 过 去 倒 
下 的 莞 斥 ， 你 修 起 了 这 样 多 的 高 楼 ， 在 我 们 往昔 马 踊 踏 过 的 地 
Ji, 你 我 上 了 这 样 多 的 好 花 , HERME HERR SR, 
ELE E, T FSR, 还 有 那 数 不 尽 的 烟 向 , 它们 象 披 发 长 叭 
یو ار‎ DS ON TUNAMI en 

我 们 的 党 ,亲爱 的 党 呵 ! YR MAH AMI, 我 便 
7 cc Du ARMS QUERN GE 
里 ， 拥 有 多 少 英 勇 的 优秀 的 战士 ! 我 们 有 并 名 全 由 的 楼 扫 千 军 
的 元 师 , 我 们 更 有 多 少 收 童 出 身 的 身 经 百 战 的 将 军 , 我 何 有 头发 
E SME ASTER, 我 们 更 有 多 少 每 昔 继 光 、 刘 胡 兰 那样 的 
英俊 少年 ， 我 个 有 允 少 塞车 褪 了 色 的 旧 军 衣 永 远 是 那么 叫 敲 省 
EAGT, RIE E DIKRE RRR LAS Ae RA A SCA 

. PANG FE, RAL LANET A AM) 尤其 使 我 们 感到 自 
ER ame < 明 的 艇 师 。 他 具有 最 坚定 的 意志 ， 了 最 大 
的 智慧 与 最 大 的 勇 政 , fh PEP Ae ARH AE HR SE ES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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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 EPEAT ERI ERU HH. f EER B 
EE زار ترس سل‎ AIF. PUPS ih, REKE EREK 
着 一 验 明 月 。 5 

亲爱 的 党 呵 ! تکار بای زد‎ XP TOC RE, RSF Ay ZEE B IS IR, 
3022۳۶012) XR Bl. RM و‎ NL —— FE AR EY 2 مات‎ 
“这 是 我 们 在 长 期 革命 的 烈火 中 ， 炙 过 毛泽东 同志 所 一 手 烤 炼 成 
的 什 家 之 守 。 我 们 来 自 人 人 民 ， TT 人 民 是 我 何 
AY Eat, 群众 路 线 便 是 我 个 的 圣 书 。 我 鸽 永远 不 是 嫩 众 的 上 可 ， 
而 是 人 民 的 学 生 与 忠 供 。 我 个 的 党 ， 过 去 是 而 且 永 远 是 带 着 机 
il ^C 8. VE EE 25, EKEM HL uc Ae HET RR HOE EP BH 
党 , ALA ESTEE — Et E RAO] وش‎ ALA REAR HES, He 
死 与 共 的 党 。 

SR, 我 们 的 党 ,， 披 着 狂 身 光荣 跨 过 了 站 于 个 年 头 。 但 是 ， 
这 只 不 过 是 我 们 行程 中 的 最 初 的 峰 狼 。 我 们 不 能 忘记 :现在 还 
有 天 补 个 世界 仍旧 唱 难 在 帝国 主义 .资本 主义 的 铁 链 之 中 , rp E 
人 民 所 向 入 的 扶正 美景 , 也 还 在 前 面 。 我 们 的 党 阿 , 你 的 道路 是 
选 远 的 , 责任 是 重大 的 。 今 天 , 当 你 挑 着 更 沉重 的 担子 ,， 辐 前 面 
更 加 煤 烂 的 高 峰 关 步 前 进 的 时 候 , 全 中 国 的 人 民 , 都 在 含羞 感激 
的 热泪 疑 望 善 你 ， 从 心坎 里 流露 出 他 个 各 自 的 赞歌 。 他 们 不 是 
在 并 云 流水 中 认识 你 的 , 他 个 是 在 风尘 、 险 滩 和 和 急流 中 , 生死 存 
CATR FARE. AED FEA PES TB. 只 有 有 你 而 
ELIE $5 PR A fo LR YE B RK, 才 是 他 个 的 希望 和 前 和 途 , 才 是 他 
个 取得 胜利 和 项 国 胜利 的 保证 。 你 是 人 民 的 命根 子 呵 ! Bot 
离开 了 你 , 他 就 会 象 夜 行人 失去 前 进 欧 方 辕 ! 假若 失去 了 你 , 我 
们 让 也 无 法 想象 又 会 范 大 一 种 怎样 的 生活 ! 党 呵 ， 我 们 亲爱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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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eli, 我 们 机 永远 跟著 你 走 ! 今天 , 我 们 献 狂 你 的 , 不 是 歌曲 和 
eH, 是 我 个 永远 不 会 砚 变 的 叫 心 ! 
1961 年 6 月 23 日 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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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四 五 年 八 月 二 于 人 日 清早, PURI 2 TR, 见 有 不 
وه‎ As NR eR PUE A 我 们 解放 日 报 的 同 
a, AUS THA, DAG. iA FH BRR YON 
来 , 加 入 向 东 的 人 洛 , 一 同 走 向 飞机 场 去 。 e 

AAS ERAS PR, AEH IS ST EDS RE, RINE 
E Ux, BERTIE; RIT رز‎ DEH MAHER. 
RAR HREM, ERLE Be RICA HI KBE KE D 
息 , کر بارس‎ ASD EROL, RARE, XA TELE EAR 
— (US TIER, WA E. PAP erie BB تا دا‎ TH 
众 自 发 的 庆祝 集会 。 卖 水 果 的 农民 ， 把 一 俊 一 做 的 花红 果子 抛 
I5) 2 rp, REZE ARNE “胜利 果实 ”, 有 些 学 校 的 学 生 , 把 棉 桥 里 
的 棉花 掏 出 来 , 扎 在 棍子 上 , 艾 着 煤油 点 起 火把 来 , 在 大 路 上 游 
行 。 

当时 群众 对 抗战 胜利 的 热烈 心情 , 是 座 也 不 会 觉得 过 份 的 。 
但 是 过 了 两 天 , 令 人 激动 的 消息 便 接 连 舍 来: 斑 介 石 下 命 合 不 淮 
八路 军 、 新 四 军 受 隆 , 癌 锡 汕 派兵 进 必 上 党 解放 区 ……， 新 的 夫 
战 危机 , 40 3 3B را‎ 毛 主 席 八 月 十 三 日 做 了 报 堂 (IK 抗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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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RREUR PASTO هیر و ور روک‎ 7A 
重 的 , RHPA TF Ee T" 

这 用 天 , ACBL GRON CA CIE ALAS ME, PES A0 BUR 
了 一 肚子 气 ; 把 胜利 的 欢喜 , 化 做 对 东 介 石 的 愤怒 , 早 从 精神 上 
百倍 地 警惕 起 来 。 

前 天 延安 飞机 场 上 飞 求 一 架 美 国 飞 机 ， 这 是 美国 特使 赫 尔 
利和 国民 党 政府 的 张治中 来 了 。 来 做 什么 %“ 还 不 是 稳 兵 之 计 !1? 
人 们 私下 这 焙 议 论 。 昨 天 夜里 ， 支 部 忽然 传 到 了 中 央 关于 和 国 
民 党 政府 进行 和 相识 制 的 通知 , ERIE WR Gs FF 
且 是 , 毛 主席 要 亲自 去 重庆 ! 当时 , 心里 象 压 上 一 块 石 头 , 点 着 
一 把 火 , 又 沉 重 , EA, BERHE ANE! 

RF, 那天 夜里 , 延安 的 许多 同志 , 各 个 解放 区 的 许多 同志 ， 
者 是 在 一 种 焦急 和 不 安 当 中 度 过 的 吧 ? FERA EMRE HK 
无 借 无 义 的 大 流 虑 ? 收 不 知道 是 美 帝国 主义 在 支持 葛 介 石 政府 
挑动 中 国 的 内 战 ?虽说 赫 尔 利 假 保 避 地 跑 到 延安 来 ， 难 保 不 是 
一 伙 强 资 做 就 的 圈套 ! 

回想 起 当时 的 情形 , 车 是 合 人 不 安 ! 不 少 同 志 义 愤 地 说 ; 计 
刊 自 然 可 以 ， 这 无 非 表 示 了 兰 介 石和 美 帝 国 主义 不 能 不 承认 党 
所 什 导 的 人 民力 量 的 强大 ， 不 能 不 承认 中 国人 民 的 强烈 的 和 在 
里 望 ; 不 能 不 承认 苏联 战胜 法 西 斯 以 后 , 国际 形势 更 有 利于 和 在 
民主 村 了。 但 是 , 毛 主席 不 能 去 ! 杰 谈 币 , 请 他 蒋介石 先生 汉 延 
安 来 , 咱 倘 保证 和 “西安 事变 ”一 样 ,有 米 有 去 ; 谈 不 成 不 要 紧 ,到 
打仗 , 战场 上 去 见 高 低 ! 

BERE: 自从 上 了 并 阅 山 , 毛 主席 就 
没有 容 开 过 我 们 一 步 ! EKRAD, 万 里 长 征 , VER, “EA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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席 和 我 们 在 一 起 , 没有 离开 过 自己 的 军队 , 自己 的 根据 地 ;如今 ， 
却 要 末 自 去 重庆 , OES ۱ 

但 是 , 中 央 决 定 了 ; 通知 也 说 得 清楚 ; EFF! 在 当时 形 
3 P, 我 党 中 央 提 出 了 和 平 、 民 主 、 团 精 三 大 口号 ,是 符合 全 国人 
民 的 要 求 的 。 机 是 葛 介 石 葛 敢 冒 天 下 之 大 不 古 , TR, 发 动 
Ak, 无 非 是 他 自 取 灭亡 , 革命 胜利 来 得 更 快 一 些 , 如 后 来 的 历 
见 所 证 明了 的 那样 罢了 。 

这 正 是 我 们 党 在 决定 国家 命运 的 重要 关头 ， 所 采取 的 唯一 
正 价 的 方针 ,所 表现 的 大 公 无 私 态度 ; 毛 主 席 的 亲自 去 重庆 , 更 
FEAR RARE A BEF BEAN KAIF AL 单 是 这 一 
点 , Eden AM Sa ZK aK 

SFT MOAT, BON CALS AE. MT ARSE, SEM 
山 嘴 ， 不 远 就 是 飞机 场 。 机 场 上 停 了 一 架 条 色 的 军用 座机 。 
得 去 年 修 飞机 场 时 , 延安 的 许多 同志 都 参加 了 劳动 ， jaa 
整整 的 大 石头 , 一块 块 从 出 上 拖 来 , ROARS, Bete, TT 
ERs 儿 十 个 人 拉 着 大 石 态 子 碾 来 研 去 ， 还 唱 着 歌 ， 喊 着 叶子。 
当时 人 们 都 很 兴奋 , 劳动 得 特别 卖力 气 , 心里 想 着 , 在 延安 修 飞 
机 场 了 , 这 就 是 说 , 咱们 也 要 有 飞机 了 , 抗战 形势 要 发 生 重大 变 
化 , 胜利 快 来 了 。 

是 的 , 胜利 来 了 。 人 个 所 有 盼望 的 , 所 流血 等 取 的 独立 自由 和 
平民 主 的 生活 ， 又 要 被 蒋介石 和 美 帝 国 主义 所 破坏 ! 为 了 制止 
APE, 保卫 人 民 的 权利 , 实现 人 民 的 顾 望 , 毛 主席 现在 要 从 
这 里 ， 从 延安 的 同志 倍 修 车 的 飞机 声 上 ， 动 身 到 斗争 的 最 前 线 
去 ! 

飞机 场 上 人 越 来 越 多 , 一 会 儿 就 聚集 了 上 千 人 。 但 是 , HEU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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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讲话 , VUE, HET BLE RACED زور مزر‎ SIE 
要 打响 前 的 一 潭 那 。 

汽车 的 态 达 声 清晰 地 传 来 。 人 们 一 齐 转 过 头 ， 望 铸 大 路 。 
A PFE EBL HH 8, BL ABLES. E EBE FRA BO Tats ES 
飞 同志 , 后 面 跟 了 穿着 整齐 、 身 佩 短 剑 的 张治中 将 军 。 按 照 当时 
的 情形 , 张治中 将 军 在 延安 人 限 睛 里 只 能 是 一 位 耳 难 的 角色 ; 何 
况 他 那 一 套 标准 的 国民 党 将 官制 服 , 在 飞机 场 上 出 现 , 就 显得 十 
分 不 自然 了 。 这 种 不 自然 ,大 鞠 他 自己 也 感觉 到 了 , 站 在 汽车 跟 
前 犹 和 了 一 下 。 这 时 靖 二 同志 迎 上 前 去 , 和 他 握手 塞 喧 ; 似乎 还 
开 了 一 名 什么 玩笑 , 引得 他 突然 高 声 地 大 笑 起 来 。 

搂 善 又 是 一 辆 天 普 车 有 吕 来 。 车 上 跳 下 一 个 美国 人 ， 戴 黑 腿 
Si, WAFER, 衣服 特别 瘦 , 特别 短 , 这 使 他 显得 脸 比 胸 用 实 , BE 
有 上 身 的 两 倍 长 , 这 就 是 美国 的 所 谓 “ 特 使 " 赫 尔 利 了 。 

人 们 转 过 身 去 ， 鼓 起 眼睛 望 着 他 一 一 当然 不 是 表示 欢迎 的 
意思 。 这 一 点 ， 秋 尔 利 是 分 明 地 感觉 到 了 。 他 犹疑 地 站 在 吉普 
车 前 ， 一 手 扶 着 车 门 ， 一 手 双 在 腰 问 ， 象 是 在 估量 当前 的 形势 。 
等 了 一 会 ,看 到 人 群 只 是 静 静 的 , 望 着 他 , 于 是 控 一 挥手 , 狼烟 也 
不 拿 下 来 ， 朝 人 个 喊 了 -一声 “ 玲 罗 ”， 便 急匆匆 地 朝 飞机 一 直 走 

HE ULAR PELE RE Alas 人 们 又 听 到 了 汽车 的 马达 声 ; 一 辆 延安 人 
都 熟悉 的 带 敌 子 的 中 型 汽车 正 转 过 上山 嘴 , BY CAL. 32l, 
۱ LABS BL, RAT Ts. BE 
着 , 又 停 下 求 ; 正当 汽车 停 住 , 车 站 打开 的 时 候 , 机场 上 响起 了 一 
Bp rn S 

毛 主席 走 下 车 来 。 和 平日 不 同 , BP £pi und IRL 皮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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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, SCRI C009) HERAN: HEAP, 完全 是 象 出 门 做 客 一 样 , 引 
起 人 们 一 种 离别 的 依 悉 之 情 。 

-在 延 实 人 的 记忆 里 ， 主 席 永 远 穿 一 套 总 是 洗 得 很 干冰 的 旧 
灰 布 制服 , ATE, 灰 布 八角 帽 。 他 的 俊 岸 的 身 形 , 温和 的 脸 , ۶ 
fi 8i, REY E E, 热情 而 有 力 的 声音 , 时 时 出 现在 会 场 上 , 课堂 
E, 杨 家 岭 山下 散步 时 的 大 道 边 。 主 席 生 活 在 群众 中 间 , 生活 在 
同志 们 中 间 ; AMAR, 举手投足， 人们 是 狼 悉 的 , 理解 
的 , 怀 着 无 限 信任 和 妥 戴 ,团聚 在 他 的 周围 , 一 步 不 能 离开 , 一 步 
A HAE MA, 主席 穿 起 了 做 客 的 衣服 , 更 将 我 们 远 去 了 ! 

Selby, 人 个 心里 , RUE EY ORM N: TP EDU ES, 热 
Ubi ipn EEO, ACR E S EAE 
ATI A, 经 过 每 一 个 人 的 脸 ; 好 象 所 有 在 场 的 人 , 他 都 看 到 了 。 
这 时 , 他 眼睛 里 露出 一 种 亲切 的 微笑 ,向 人 们 点 了 点 头 。 

站 在 前 面 的 中 央 负 下 同志 倍 ， 迎 上 前 去 。 主 席 伸 贡 他 那 寅 
大 的 手掌， 和 大 家 一 一 握手 道别 。 主 席 的 脸色 是 严肃 的 ， 从 容 
的 , 腿 睹 里 充满 了 无 限 的 关 避 和 区 竹 之 情 。 然 后 , 又 停 下 来 , 户 
着 所 有 先行 的 人 , 举 起 右手 , 用 力 一 探 , 便 朝 停 在 前 面 的 飞机 一 
直 走 去 。 

BLUE A ARERR ESSE, FT OCH BURL RSE WG TIRE 
形 在 人 群 里 移动 , 38 34 358 وس‎ EME TL, 一 步 一 步 踏 上 
了 飞机 的 梯子 。 

这 一 会 儿 时 间 好 长 啊 ! 人 们 屏 佳 了 呼吸 ， 一 动不动 地 望 着 
主席 的 一 举 竹 、 一 投 足 ,直到 他 在 飞机 仓 晶 停 住 , 回 过 身 来 , 向 着 
ATW ARE. 

Wa COLT. ERA‏ رفک زر تالک سس ز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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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E KÊLÊ: I, IE Se LAO, HEURE AM, SAL, Ht 
是 鼓励 ， 人 们 不 知道 怎样 表达 自己 的 心情 ， 只 是 挤 命 地 一 齐 控 
=F, QA EREY K— BEER TE Ae T HC, زر‎ 
3 

主席 也 举 起 手 来 , 2G AGIR PE 8 DA E SAC ELTE HR 
慢 很 慢 , 象 是 在 举 起 一 件 十 分 沉重 的 东西 。 一 点 一 点 地 , 一 点 一 
点 地 ; BEDE, 举 起 来 ; 等 到 举 过 了 头顶 , 忽然 用 力 一 控 , 便 停止 
在 空中 , 一 动不动 了 。 

主席 的 这 个 动作 , 葵 全 体 在 场 的 人 ,以 极其 深刻 的 印象 。 它 
象 是 表明 了 一 秋思 索 的 过 程 ， 作 绸 了 断然 的 决定 。 主 席 完 公明 
白 此 刻 人 们 的 心情 , 耐用 自己 的 动作 , 把 这 种 心情 表达 出 来 。 这 
是 一 个 特定 的 ,历史 性 的 动作 , 概括 了 当 绪 个 人 大 的 历史 转折 时 
期 到 来 的 时 候 , BLN, 同志 , 战友 , 以 及 广大 寿命 群众 之 间 , SEI 
KEE, 无 比 的 决心 , 无 上 的 英勇 。 

请 感谢 我 们 的 摄影 师 吧 , 为 人 倍 留 下 了 这 箱 那 于 的 永久 的 
形象 , 这 无 比 鲜明 的 、 历 史 的 匈 录 ! 正 是 在 这 挥手 之 间 , 表明 了 
一 称 深 列 的 历史 过 程 , SLT EE EKTER. UTA A A, 通 
REHEAT, 能 够 理解 和 体会 , 当 抗 日 战争 胜利 , 我 们 的 国家 处 
在 十 学 路 口 , 处 在 两 种 命运 .两 个 前 途 决 定 胜 败 的 斗 等 的 严重 时 
刻 , 我 们 的 党 和 毛 主席 ,为 国家 和 人 民 做 出 了 怎样 的 贡献 ! 

飞机 的 发 动机 响 了 ,螺旋 浆 转 动 起 来 。 随 着 这 声 普 ,人们 的 
心 猛烈 地 跳动 , 人们 的 腿 睛 一 刻 也 不 痪 开 这 架 就 要 起 飞 的 飞机 ; 
AL SEW MEC T MUAY AR, LET AMER. Xm GFL 
该 有 多 大 的 重量 啊 ! qud AUC رم مار‎ RHEPERAR 
的 希望 , 载 闭 我 们 国安 的 命运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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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TT HAB BLA TL, A XS ERs, Ped. 
挥手 。 主 席 把 手 搬 在 机 衔 的 玻璃 上 ， 手 捐 无 声 地 弯 动 。 直 到 飞 
SUNT, 奔 上 跑道 , 起 在 空中 , HEATH LE, 然后 向 南 飞 去 ， 
人 们 还 是 仰 着 头 ,目光 越过 宝塔 山上 的 塔 顶 , 望 着 南方 的 天 空 ， 
久久 地 不 背离 去 。 

以 后 的 事 , 大 家 都 知道 了 。 毛 主席 在 重庆 住 了 四 十 三 天 ,最 
后 才 签 订 了 “ 双 十 协定 ”"。 从 《 毛 污 东 选 集 》 第 四 乱 《 关 于 重庆 冲 
币 》 一 交 的 注释 里 , 我 们 可 以 看 到 , IMG T URSUS. 为 了 实 
现 全 国人 民 要 求 的 和 在 .民主 的 生活 , 我 们 党 是 做 了 怎样 的 有 原 
划 的 让 步 , 进行 了 怎样 的 针锋相对 的 斗 委 。 如 果 不 是 九 月 间 的 上 
党 战役 消灭 了 并 锡山 的 三 万 五 千 人 ， 恶 怕 连 这 样 的 “ 双 十 协定 ” 
也 不 会 有 吧 ! 

现在 , KA CHE E ALAR MEAS HONE ed IRIS SED, ChE 
中 央 关 于 同 国民 党 进行 和 平 谈 制 的 通知 》, DO FERRED 
等 等 休 大 的 历史 文献 ， 想 起 了 当时 在 延安 机 场 上 为 毛 主席 先行 
的 情景 , 其 如 同 是 一 而 历史 的 盆子 , 照 亮 了 过 去 , 也 照 之 了 今天 


以 后 , FERRET. REA TERT (bz PAST BT 
AE", ZEST Id dE CORR P. KAHL, PEE AIT 
TIU y. رن‎ 在 承德 前 线 , BEB) — [uA JT CURED" EA 
同志 抄 在 一 个 小 本 上 的 毛 主席 的 《 沁 园 春 ' 雪 》 一 一 这 首 蛮 第 一 
次 在 重庆 发 出 来 ,震动 了 整个 所 请 “大 后 方 ”* 的 人 士 , 他 个 从 这 里 
看 到 了 决定 历史 命运 的 其 正 力 景 , 听 到 了 革命 进程 的 脚步 声音 ! 
而 我 们 , 在 前 线 , 在 炮火 声 中 , 在 内 潜 的 火光 里 望 着 成 士 个 持 枪 
跃进 的 身 形 , SKF HELD RA ERE, SE Eo HE REALE, TC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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亢 其 中 的 境界 了 。 于 是 , 词 的 每 一 个 字 , 如 同 火 炬 一 般 ; 燃烧 起 
2I ABDI, REP A, 仿佛 一 片 通明 ! 解放 战 等 的 炮火 , TE 
在 挫 毁 旧 中 国 的 一 切 黑 盟 势力 。 当 时 的 敌人 , 看 求 是 强大 的 ;但 
Ji, EINE E PTE, HE WG Ser AAAS OLR PRA, 而 
是 人 民 自 己 ,是 当代 的 “风流 人 物 ”1 

记得 初 到 前 方 时 , 部 区 的 同志 告诉 我 : 八 月 二 十 八 日 清早 ， 
TBEA. I [335 Y AGA AR ۲۱ جر‎ ARR وال‎ 当天 十 点 钟 ,所 有 
B GR AH E VU SB, 在 天 空中 寻找 那 架 从 延安 起 飞 的 飞机 , arr 
着 飞机 的 声音 ; FF HL FE, 他 个 象 是 听 到 了 这 架 飞 机 的 沉重 的 隆 
隆 声 。 那 时 ， 我 们 的 战士 怀 着 怎样 的 心情 啊 ! 他 个 担 紧 手 里 的 
Bhat, 等 待 事 情 的 和 结局。 如 今 , ARAB ASR, EFA E E 
的 威力 了 。 于 是 ， 在 震 征 的 炮火 声 中 ， 我 们 不 禁 高 表盘 装 起 


^ 


FER, 
数 风 流 人 物 ， 


还 看 今朝 。 


延安 视 场 上 先行 的 情景 ， 双 外 现在 眼前 了 :， رد‎ ERY 
JE, 站 在 飞机 仓 口 ; 坚定 的 目光 , 望 着 先行 的 人 群 ; 宽大 的 手掌 ， 
TE FESTA PR OR CNY 盔 式 幅 ; 慢 慢 地 举 起 , 举 起 , PAF لا زار‎ TC, 


停止 在 空中 …… و‎ 在 他 面前 , 是 无 数 的 战士 , 正 朝 着 他 所 指 的 方 
lal, 奋勇 前 进 。 


1960 年 10 月 写 , 61 年 7 月 改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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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r 35 3‏ 
Hi‏ دس و و زار سس 


刘 à 


ORE Ub Z BU Host, خر‎ t, EIE RC e, و‎ 
时 间 , SUE رو‎ 3A 25 رباع کر‎ AXR 
说 , 面前 这 一 切 都 引起 多 少 回忆 啊 ! 正 这 样 想 时 , 忽然 , 车 宿 外 ， 
墙壁 上 内 现 出 一 行 朱 和 大 学; 


3h ER 2ê Î Ac HG S, 


我 爱 怎 雕 就 怎 雕 。 


这 诗句 象 通明 的 火光 ，- 一 下 照 亮 了 我 的 眼睛。 各 他 往 下 看 
时 ， 墙 壁 却 一 阵 赂 一样 一 内 而 过 。 事 子 又 轰 快 地 歌唱 着 向 前 飞 
ME. ورزر وا کار‎ CHAIR T Dee 和 “一 咱 
ACH BEI 3E" 的 河床 , 同 车 人 还 是 把 脸 次 到 车 窗 上 , E UT E 
紊 对 于 延安 最 初 的 一 萤 。 这 时 二 ， 那 两 句 诗 在 我 脑海 中 已 食 下 
AMR. HBAS, SEDI ACRES, OR RSS, BOK 
僵 光 亮 ， 这 不 正 是 我 所 走 过 来 的 和 我 正在 径 历 的 整个 一 个 新 世 
FG? U, RMAC 使 我 欣 快 , 使 我 感 奋 。 仿佛 我 自己 的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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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RE RHEE a — FF RF DIST‏ مک HEEL‏ ورد 
Bi, “ELT” “SL” RA EAE DON ABD, 走 到 这‏ 
Hh, BSUS AR PIER, ROLLE 2p 2 RIEU AE‏ 
EAS‏ از 呀 ! RMAC TERT. MACABRE TTY‏ 
ارچ UK‏ خی ولا BAe‏ رهگ ام PAESE, HESS ed BE,‏ 
目的 小 路 上 , 第 一 眼看 到 延安 , WARE, 我 的 眼睛 充满 了 泪‏ 
ke HEMEN, 第 一 次 看 到 黎明 的 幸福 的 眼泪 呀 ! 是 的 ,我‏ 
个 的 庄严 的 、 战 斗 的 道路 从 这 儿 开始 了 。 在 那 以 后 的 一 段 时 间‏ 
内 , BREE TYRE REET U SRE, 我 们 在 胜利 欢腾 的 狂热‏ 
中 高 唱 着 它 。 在 困难 中 , 它 喜 和 扰 我 们 战胜 困难 , 在 欢乐 中 , ms‏ 
RMB WORK, RM ABE, 去 浴 洲 大 地 上 的 污垢 ,我‏ 
们 念 着 它 ; 为 一 个 光明 煤 烂 的 新 世界 开辟 路 程 。 现 在 , 当 我 再 来‏ 
到 他 面前 时 ， 我 将 告诉 他 一 些 什么 昵 ?9 eee 这 时 ， 一 片 明光 内‏ 
Ht, 仔 组 看 时 ,原来 是 电灯 烟 焕 放 明 。 回 想 从 前 延安 夜景 , MO‏ 
一 排 一 排 , SHE ARTE HEM SE Me TT HK, HK HE OR‏ 
A. WH, KREMER. BAAR‏ 
BHR, LE ASPARAGUS‏ 
WRG AEE, RAE AZ, d‏ ,36 
SLA ie A HIRE!‏ 

早晨 , RRETH. SKE, 朝阳 有 如 万 道 霞光 , 把 眼前 一 切 
Ye رن‎ f MIE RIT. JE, 
那 不 是 清凉 山 ! 而 那 高 佑 空中 的 宝塔 , 依然 象 一 个 守卫 者 , RR 
看 着 这 一 个 明朗 的 早晨 。 这 时 , PTE FTF, 从 我 记忆 深 处 
升 起 ， 一 一 这 是 那 悲 壮 而 双 庄 严 的 历史 年 代 的 声音 呀 ! 千 千 万 
万 人 的 脚步 ， 从 公国 各 地 聚集 ， 从 这 城中 的 石板 路 上 响 过 去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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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FS CEES EME: BRIER, NEES, EF 
外 路 边 上 , «AE, SER, 2 لا وا( تاد‎ EA ERG Vê. 
我 记得 , 当时 青年 人 的 脸 , 都 象 早 霞 一样 明亮 , 在 访 着 马克 思 列 
宁 主 义 的 关于 革命 其 理 的 新 书 。 我 记得 人 们 高 唱 : “黄河 之 演 ， 
集合 着 一群 中 华 民族 优秀 的 子孙 。” 在 自由 的 灵魂 里 点 燃 起 其 
理 的 火焰 。 而 后 , SÁT DOK JL OPEP, xb, 飞 过 长 
ir, Bc DAS, eint, 人们 用 自己 的 鲜血 与 生命 , 染 氏 了 我 们 
那英 雄 战斗 的 年 代 。 可 是 ， EL WANS, 你 仔 彰 听 一 听 , 你 会 
听 到 一 种 最 优美 的 声 昔 , 那 是 一 片 雪白 的 羊 群 后 面 ,一 个 头 扎 羊 
GD, 身 披 中 截 老 羊皮 , ARIAL, Fl d REL DE 
HF AF HF FF, FCT FU RE — ni, Ji EID RR. IE 
求 狗 娃 子 咬 , 4 و‎ CRE AE, 
它 粉 我 们 无 比 清新 的 快感 。 而 后， 在 这 安 公 的 大 时 代 的 合唱 之 
上 , 响 彻 了 “东方 业 , 太阳 升 " 的 歌声 。 这 是 黎明 的 歌声 , 这 是 延 
安 的 歌声 。 现 在 ; 阳光 把 一 个 新 延安 照 得 如 此 光明 混 些 , 让 我 i 
着 这 妃 忆 之 中 最 最 优美 的 歌声 , 进入 这 瞻仰 革命 圣地 的 旅程。 
“也许 住 过 杨 家 瞧 的 人 ， 想 问 一 间 你 佳 过 的 窗 润 还 在 不 在 ? 
也 许 到 过 现 园 的 人 ， 想 轩 一 间 今 年 梨 树 的 收成 》 延 河 还 那样 清 
彻 ? 谷 种 还 那样 金黄 ? 西 和 红 帽 怎么 样 ? 波斯 菊 怎 么 样 ? REE 
有 去 看 看 我 们 赶 着 毛驴 去 默 水 的 那 条 小 径 呢 ? 我 可 以 回答 ， 延 
安 变 得 更 年 青 了 ， 延 安 现在 是 多 么 整洁 的 一 个 城市 。 从 南 市 场 
到 北 站 外 贰 罕 着 两 条 大 马路 ， 一 座 大 桥 连 千 着 去 东 关 和 去 杨 家 
岭 的 道路 。 我 可 以 数 襄 ;勘探 的 钻 塔 ,工厂 的 烟 向 , 学校 的 校舍 ， 
桥 儿 沟 的 拖拉 机 站 和 柳 林 公社 的 秋收 。 潍 秋季 节 ， 早 晨 地 面 上 
نت‎ EERE, HAC SRE, Pt cfe URL 
e 17 e 


BRIS, ی‎ E REZ FA, TIMI, 站 在 河岸 上 上, UT 
AMETS EAR IC, MER ATL, EFE EI DR, لد‎ 
个 庄严 而 壮丽 的 大 时 代 便 又 回 到 我 的 眼前 来 了 。 是 的 ， 我 们 在 
这 儿 过 过 景 美好 的 生活 。 在 这 些 儿 念 通 里， 我 看 到 了 院 北 工农 
ACCURATE HE HO Se, ATPL, FD, 0 
رح‎ AF EL OSCAR S] Tl D ZA HR, 2t RS EWC AIR TCH, BR 
清 到 了 最 亲 的 亲人 ， 这 一 切 都 在 散发 着 当年 生活 的 芬芳 。 这 是 
开 天 肚 地 、 亨 造 新 世界 的 生活。 世界 上 难道 还 有 什么 比 这 更 激 
动人 心 的 生活 吗 ? HELA BUA RARER, HEHE E 
KT, 在 黎明 晨光 中 , 带 着 血迹 与 征 生 前 进 了 。 现 在 , 当 我 们 生 
活 在 充满 着 光明 、 洋 浴 着 欢乐 的 社会 主义 社会 之 中 ,回想 一 下 ， 
HIM, UPR De OAR, 束 着 皮带 , که‎ CER, I e E AG NEHE 
是 多 亮 啊 ! 在 凤凰 山 、 BAUME, E JEDE ERENT HE, 我 感到 特 
别 的 亲切 ,因为 我 还 漆 到 地 记得 , 当时 , 在 这 儿 见 到 毛 主 席 的 情 
Fi, MULE ARR, 有 时 微笑 ,有 时 深思 的 面容 。 而 我 知道 , 就 
FLAC BB, ET, RHE, EER HET EDIB 
و‎ Ha. HERSE TE TERE HS H de, AU TERES TEE, 等 
候 着 黄河 两 岸 .大 江南 北 来 的 战报 。 而 当 他 把 工作 布 读 停 当 后 ， 
他 双 以 多 全 欣 悍 的 心情 ， 迎 接着 每 一 个 新 的 黎明 。 我 有 多 少 次 
从 他 住 的 而 脚下 走 过 , 望 著 他 的 害 洞 窗 上 的 灯火 ; 立刻 得 到 了 无 
SM DE JC o RE. Jie x E, Abi A "B ERU HETÎ 
ELE HUI رک‎ 我 们 应 该 拍 掌 欢 迎 它 。” 

分 天 , 当 我 在 延安 一 一 这 温暖 的 土地 上 走 着 时 , 眼泪 又 一 次 
浴 满 我 的 腿 眶 。 这 一 章 一 林 , 哪怕 是 一 类 金黄 的 野花 , AE BUS 
多 少 革命 的 、 战斗 的 情怀 呀 ! 但 , MEAE AS A cadis WY f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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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SH Br EC RUNE, TIE CEPA Uu. JA 
YA BIRR, 漫天 黄 沙 迎 地 来 , vf t ۵ RE I EN هک‎ 
那 是 一 无 四 二 年 大 生产 运动 的 春天 。 我 记得 , RETI aS 
冰凌 ,可 是 你 站 在 延 河岸 上 向 四 处 望 一 望 吧 ! 各 处 册 芍 上 都 在 帮 
we, ERMINE, 夜晚 御 影 幢幢 。 只 要 回想 -一 下 , 我 的 心 还 
恐 不 住 激动 。 那 是 一 场 大 成 的 前 夜 , 不 过 那 是 人 向 大 自然 开 碾 。 
到 处 一 片 紧张 、 往 克 。 涉 量 了 莞 地 , ERT LH, HFT FFT, 到 
深夜 , 窒 润 前 的 山 径 上 , 人 们 还 提 着 马 灯 , 走 来 走 去 。 有 -一 夜 , HK 
了 几 星 春雨 ， 隐 路 响 了 两 下 雷 声 ， 泥土 的 气息 弥漫 空中 。 葡 日 ， 
天 出 放 明 , OR, EFKAN. ERA RHEE ERNIE 
FB MELB Us WU کار‎ LUZ f وه وج تچ‎ CCP RFE, 都 是 
رطس‎ BAT, کر‎ RIE, — Fuit ERENT SE! "nne 
的 歌声 , 这 是 党 发 了 号 念 , 谁 也 不 肯 沙 在 后 面 , 6 REDS, 
HFA, 那 一 年 的 冬天 , 我 个 设 有 窗 上 新 的 棉衣 , 每 
PARTE HATER. RIMEKÊ UH RHE, RHEE 
汤 上 漂 着 包 点 油 花 。 但 我们 是 那样 欢乐 , 到 处 是 发 之 的 汪 珠 , 到 
处 是 发 光 的 笑脸 ， 整 个 延安 充满 用 自己 劳力 创造 财富 的 革命 精 
和 神 。 象 我 这 样 生 长 在 城市 的 知 藏 分子， 手掌 麻 出 得， 省 水 透 衣 
44, 但 我 第 一 次 尝 受 到 劳动 的 光荣 , BIE BE, BERRA, REIT 
里 的 水 好 象 流 得 更 由 亮 了 ， 茧 天 上 的 太阳 好 象 更 温 姐 了 。 毒 风 
KEE T PIC BRIE, IE, SE ARE ET HE, URSIN 
ماد‎ BUM RAVE S] — S9 RPM DHE. 而 后 , By TH ET 
{CRE THEM, 多 美丽 呀 , IDEM ESE RTH ACHE ERU]: 这 
I, ob PREAH SER. I, 当 我 在 又 一 个 天 时 代 ,， 鼎新 的 
建设 性 会 主义 的 大 时 代 里 来 到 这 儿 , BERET, WAZ, FERR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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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j اد زار مد لا‎ DEIR HER. KEREM, زر‎ 
SR IBERIA UR, CY JA UE HET TRE PERSE B را‎ JR EE ESE 
创造 新 世界 的 风格 。 只 要 回想 一 下 ， 今 天 我 们 社会 主义 的 每 一 
| ARIE MORBI ig HU oe 2 

让 延 河 日 夜 不 息 地 歌唱 吧 ! 我 们 喝 过 延 河 水 的 人 分 布 他国 
四 方 , 我 们 就 象 吃 过 母亲 的 乳 和 汁 一 样 , 忘 不 了 延 河 的 声响 。 延 河 
的 歌 是 美丽 的 , 但 也 是 雄 休 的 。 你 看 那 春天 的 滑 消 深 流 , 但 一 到 
WK, VR, ره هک ره‎ IST AL, FEW, RAR. 
延 河 就 这 样 从 迁 远 的 历史 深 处 奔流 到 今天 。 — D 

今天 的 延安 已 经 是 -一 个 新 的 延安 了 ， 但 又 是 -一 个 保存 着 优 
良 传 纺 的 延 实 。 人 们 还 如 得 出 席 一 九 四 二 年 陕 匡 字 边区 群英 会 
的 申 长 林 吧 ? 他 已 纤夫 十 信 岁 了 , 但 二 十 年 如 -一 日 他 一 直 坚 持 
在 农业 生产 第 一线 上 , 党 的 事业 第 一 线 上 。 今 天 , MINER 
去 ， 你 还 会 遇 到 申 长 林 同 志 拦 荐 生产 队 的 羊 群 在 行进 呢 。 到 现 
在 , 延安 一 些 干部 , 还 保持 着 勤俭 持 家 的 作风 。 常 常 把 小 行李 答 
一 背 ， 就 下 乡 了 。 开 完 会 如 已 夜 深 ， 把 检 子 一 事 就 在 老少 家 肚 
了 。 手 里 扒 着 根木 棍 , KAFE BPN, FATE BRIE. IRURE 
众 商量 , 一 足下 去 就 是 儿 月 。 还 是 一 身 棉 醋 , FT LLB, ¥ 
上 上 抑 个 冬天 。 现 在 ， 就 让 我 们 就 近 到 杜甫 用 和 少 陵 用 之 问 的 黎 
جر یچ چا‎ ۱ 

人 们 该 还 记得 ， 就 是 出 名 的 刘 建 章 南 区 合作 社 所 在 地 的 柳 
林 。 在 当年 合作 竟 作 仓库 使 用 的 一 孔 大 石 窒 里 ， 如 今 是 柳 林 公 
ره‎ NIT BIR, Ib T— AFIR 
d SUM NEHE AE VL ER TBR, ALERE RIL CK 
HEALER es M SIR e ER Df 3J R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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于 部 一 样 , WTA وک اک 1 ۱0 ات رو‎ 
RRR. 
“BR REBEL, لور زرا‎ A A. CRITE 
横山 , SUE TAB. ی‎ RH HD 
主 老 财 又 赶 回 来 收 地 , 倒 算 , 折腾 得 穷人 一 点 活路 也 没有 。 后 来 
我 到 延安 来 娃 生 和 军 , 才 到 了 柳 林 。 一 看 这 里 能 安置 , 正月 里 回去 
B FXEAUERE, AT AS HERS, SIME, PLS 
48, را ازع‎ RBA, 
他 答应 合作 和 社 帮 添 农具 , RAL T JU BORER, 一 人 两 只 
FUR, EF 0 RE, e" 
JA E EZ KT IRR, MBN ETE ER J FETA, RED 
了 一 段 温 长 的 历史 道路 ， 柳 林 会 社 现 在 在 我 们 面前 呈现 出 一 片 
繁荣 景象 。 正 象 延安 人 跟 我 襄 的 “你 该 还 记得 从 前 那 烂 桥 桥 、 
را زر‎ 4e وا ژر‎ 那 年 月 一 个 劳动 人 民 一 辈子 能 买 超 JL stc 9 
58] x d Bf A, SC ETC, 不 都 穿着 白板 皮 宰 吗 ? 现 
在 , 你 到 农村 里 看 看 , SUP, 哪 一 个 队员 不 是 新 市 布 棉 
MRR, 妇女 前 了 头发 , SERIE ATR, OBR LAR HERS TEER, 
DECUIT THAT St eT” 
ROEM. RM EGET LE PK, dod 
AB. EFF PE ار‎ ABCs 吃 草 了。 
前 面 那 大 场 院 上 , 4421 چرس‎ BUM ABF, 队员 们 正 赶 着 打 场 呢 ! E 
里 面 这 堆 金 黄 的 小 山 , Ae s BE ERE TE, REP, KT S 
WE, AGERE, HL, 一 阵 陈 烟雾 腾 路 ， 马 足 答 答 响 , FORT 
پا‎ HA Ms ae eo, Ae ALT, FERE ENE ERIK, REBERE, 
声音 却 分 外 欢 慢 、 安 亮 。 痊 暖 洋 阐 的 日 光一 蒸发 ,空气 中 弥漫 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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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RA ما‎ IPN, RLF, RRS, 就 在 场 
院 一 边 的 土 墙 上 , 我 又 看 见 那 火 芍 的 诗句 , 而 且 这 一 回 , 我 看 到 
THEE RF: 


ER ze BAL 230 38,‏ راز 
RE ۵ > ۰‏ ۸5 25 11 
按 着 毛 主 席 的 好 图 样 ，‏ 
DUR TRAM,‏ 


这 时 , 就 象 电 炬 一 下 照明 了 面前 的 大 道 , 突然 , 象 浮雕 一 样 
把 我 重 来 延安 的 公 部 思想 、 威 情 都 刻 划 出 来 了 。 是 的 , 正 是 在 这 
里 , 正 是 在 那 庄严 , 观 五 的 时 代 , 我 们 的 党 , 我 们 的 毛 主 席 就 一 步 
进一步 地 雕 着 这 一 个 晶莹 、 透 朋 、 通 红 、 HCE AEB HY SITE IR 
了 了。 而 为 了 塑造 这 一 个 新 世界 ， 首 先 就 雕塑 了 一 批 双 -一 批 能 创 
造 新 世界 的 人 。 全 个 葵 共 产 主义 下 想 阳 光照 奖 后 ， 象 血 -一样 储 
Cs 象 天 一样 明亮 , 他们 的 灵魂, ALB SRE F1, BT PIE. 
Vic UTE AC BERE D PIA A BREE, BUE I 
就 在 这 天 夜晚 , BIE YAKS BESET, 忽然 , 宝塔 山 
上 的 宝塔 , 象 一 由 珍珠 、 TEBE AE T RD, 这 简直 是 梦 妇 
世界 啊 ! 当年 , RAI IRL, BRR CS, 看 月 光 映 出 这 宝塔 ,现在 电灯 
RUE HERR. BREEAM, en EM ME 
first ASR ALT Gr EUM CAT REME, HA, 延安 , 在 
A Ab. A 9L E RARE HRS — p ACABA TABI, MILB 
在 你 竺 活 中 永远 坦 烟 闪光 了 。.……"” 就 在 这 个 黎明 之 前 , 延安 山 
城 还 沉 在 宁静 的 安眠 之 中 ， 我 又 坐 在 汽车 上 滞 程 了 。 双 一 次 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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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OH, Tr. Bob PT A Bath ae Û E. FE 
延安 这 个 灯塔 永远 在 我 记忆 中 内 光 吧 ! ERIE“ EE 35 PR 
(ORT. 308 HE BASE EF, RRC و رل‎ A CB ak ae 308 

BR EAE E FERE] A” رد‎ BRUSH AS WEN. UI 
Bi, TA, BABE se Ios io XX EE DLP RR E RTI, 前方 无 
限 辽 远 的 地 平 线 上 突然 出 更 了 小 小 一 点 光亮 ， 开 始 象 一 枚 金 红 
色 小 片 , 但 随即 扩大 了 , 展开 了 , 象 火 一 样 燃烧 起 来 。 我 再 向 四 
周 看 时 , 不 觉 之 网 , 黑夜 已 为 晨光 所 代替 , 而 新 的 一 天 就 这 样 六 
HE, PRG ST 


FETAL BY. TUS ARIETE, oD PES HA TR GFR. 
R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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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 icd 
» ۶ A 


十 一 月 十 七 日 


FERE RARER, TRA. TAR, FEE” AR TP 
Y. FERI EHEC, 江面 突然 开关 , KS RHE. UA 
NOMS, WIM Kh. — RSW, AY ITEP RW Ek 
HE GE BENG BOF MOTE  E ATR هک‎ 

PRE A SET DE B BIER, RE SKATE, ۴ 
PY”, TP SAA, ASEH AEA, RB LS 
洋 翅 膀 , IEPEM TT E. REBER, HE E ee ARR, 以 
一 吐 局 背 , PRE, HEEE ARMA, 那 会 激发 诗人 多 
少 瑰丽 的 想象 喇 ! …… 不 从 ， 江 面 更 开朗 辽 关 了。 两 条 大 江 , BE 
EARTH و‎ KHER, OEE ERK رو‎ DEE, FAYE FEA FF 
定 , 水 天 极目 之 处 , BK se ae E | BI AS T US 80 ABB 

KATE Eon را کر و‎ RAL را حول‎ T 
根子 , BU WU ره رم‎ oft 
LL. HO. ول و(‎ — KUN, 20020۱] E IRAE G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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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BATE JE, Td رم را ات(‎ Je — BL Rs 可 是 当 你 看 到 它 那 奔 
MEUSE, TOOT URAL, PAT E, RR HETER CAA “FE IE 
界 ”" 上 上 又 浴 了 一 层 英雄 光彩 .后 来 ,我 两 次 到 重庆 ,两 次 登 枇杷 山 
看 江上 夜景 从 万 家 灯火 、 灶 烂 星海 之 中 , OBA ERR) 
而 去 的 灯火 , SAMMI, EE, رز رک‎ duas 
身 霜 略 -一 下 长 江 风 景 , 直到 这 次 才 实 现 。 因 此, 这 一 回 在 “江津 
号 ”上 ,正如 我 在 第 二 天 邱 的 一 封 信 中 所 说 : 

“这 两 天 , 整 天 我 都 在 休息 宝 里 , RI, 观望 着 三 峡 。 
昨天 整 日 都 在 膛 脐 的 雾 趾 之 中 。 兮 天 却 阳 光 - 一 片 ， 这 庄严 秀丽 
GTI To” 

下 午 三 时 , 天 转 开 和 朗 。 长 江 两 岸 , REA, ITER 
是 雄 像 的 机 峰 , Te HR ELEY AE T SE. XEREDERE E. 
HMRI A, PRIMA, WIE MU TE TD dy nr RI 
ری‎ BAR, PRSE SIRE, NSE, WRAL T 
SHEE "BUTS", TORAH den, Pe 
HE, ABE HT SOBRE PR REOR SESE, RET. dif 
Jt fik e, WVU T S 渐渐 进入 黄 如 了 , CER ET ARIE, 
THR ۱۱۱ EBERT راز‎ — I (5, 

* RIE 25 de Cs e i P o P IH, 黑夜 里 的 长 江 却 向 我 展 
FAS AME رز‎ FHKE, 这 里 一 星 灯 火 , ULM BEL Ao 好 和 象 
17 و‎ AER. M AULSCESEA p. FAM DAC 
UE MBE ARN, EUM HUS 
在 深 宿 。 我 一 个 人 走 到 甲板 上 , KELEH, FRE, -一片 
BRAY, 而 无 数 省 强烈 的 探照灯 光 , 从 船 顶 上 射 疝 江面 , RZ 
江上 一 片 云雾 迷蒙 , ENN, 风声 水 声 , 不 但 使 人 深 深 体会 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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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BST MERE ESL DS, T ELLAS EE E RK LAE 
那样 贴近 , 就 象 整个 宇 定 , 都 罗列 在 你 的 胸 前 。 水 天 , RE, HR 
涡 为 一 体 , 好 和 象 不 是 一 只 船 ， 而 是 你 自己 正在 和 江 流 搏斗 而 前 。 
“电光 就 在 前 面 ,我们 应 当 努 力 。“ 这 寺 一 种 庄严 而 又 美好 的 帖 咸 
充 浴 我 的 心灵 ， 我 觉得 这 是 我 所 多 历 的 大 时 代 突 然 一 下 集中 地 
体现 在 这 奔腾 的 长 江 之 上 。 是 的 ， 我 个 的 全 部 生活 不 就 是 这 样 
战斗 . 航 进 , 穿 过 黑夜 走向 黎明 的 吗 ? BL, HERG ARBERINE, 
整个 世界 也 都 在 安眠 ， 而 得 驶 室 上 露出 一 片 宁静 的 灯光 。 想 -- 
想 , SHREVE, 透 过 内 内 电炉 从 惊涛骇浪 之 中 寻 到 一 条 破浪 
前 进 的 途径 ， 这 是 多 公 豪 迈 的 生活 啊 ! 我 们 的 哲学 是 革命 的 哲 
学 ;我 们 的 诗歌 是 战斗 的 诗歌 , 正 因为 这 样 -一 一 我 们 的 生活 是 最 
美的 生活。 列宁 有 -一句 话说 得 好 极 了 ， 前 进 吧 ! 一 一 这 是 多 么 
好 啊 ! 这 下 是 生活 啊 ! …… FLERE” AE TPE YC SR 
向 前 方 航 进 。 


十 一 月 十 及 日 


ica rh, 我 这 样 叙 说 : “这 一 天 , 我 象 在 一 支 雄 催 而 瑰丽 的 交 
响 乐 中 飞翔 。 我 在 海洋 上 远航 过 , 我 在 天 空 上 飞行 过 , 但 在 我 个 
MTT E, f, HERA KA RMR DIRE 
dos 

RE HE RU REE, 停泊 时 天 已 微 明 , 起 来 看 了 一 下 ， 
峰 翌 刚刚 从 聂 夜 中 显露 出 一 片 灰 蒙 缆 的 输 廊 。 启 雁 粮 行 ， 我 到 
休息 室 里 来 ,只 见 前 边 两 面 起 崖 移 壁 ,中井 一 条 狐 锋 的 江面 已 进 
AYET. TOMBE, 前 面 天 空 上 露出 一 片 金色 阳光 , Ro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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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条 金 带 , راز خر کر 22ج وربا‎ HENE HE, 25 SW 

FLAPS MARY SS, “ARS SB, ERE TER. T 十‏ رده 

REAR ول‎ MEE RIEF s Bac AME, HEC E Us 

اد( ۱ BEKIR, XE WE.‏ رها ftu, SEXE RE‏ من تفت 

j&ngJ&-—23HMENL(A BME. XH O, 23 زر‎ ZR RES, OP HEME OBE A E, 

kms. RTI ARABI TE ET 85), MTL Ni, 稍 差分 
Jit, 便 播 得 个 粉碎 。 现 在 , KER, 早已 炸 掉 。 不 过 , Wk, 

BERE, NEE, 江面 形成 无 数 沙 渴 , MAYE rp apos, 只 听 

JT BEIM KE. ET AAEM HIRE, UW RE, 

突然 隐 去 , KE E IBEX. 兆 着 几 小 片 人 金色 浮云 , 一 注 阳 光 象 

"Par AEE asda RE 右面 峰 再 上 一 片 和 白 云 象 白银 片 样 发 亮 
T 但 阳 光 还 没有 降临 。 这 时 , 远 远 前 方 , TOR A AMS را‎ x 

DBE, QIN GL ALE, URAL, KERR GY WE, 衬托 着 这 

一 团 雾 , SET. ۱۳۵ m BOSE A KETIM DIOC, ® 
AA BRE AT itt FRE FL IS CATT Ds ES وج‎ UE ERs, 

PUTT EES ی‎ 中 间 曲 曲折 折 , 却 象 有 一 条 闵 光 的 道路 ,上 
TRUE ME NG HIG EVEL ER UR. a 
钟 过 去 , MMM ACE RATET. BEBE, TAT 
Ears SP, WETE LE RORFE زر‎ UA 
的 阳光 。 太 点 二 十 分 , Bee BT — Hy NB ez CR TH f. 
رح اج‎ 已 到 巫 出 。 上 面 阳光 垂 照 下 求 , P ES SL 

ds BIER, 晤 为 壮观 。 刚 从 远 处 看 到 那个 笔直 的 山峰 , 就 站 
FERE Ek, Hin 8, 15 2549190, APIS SEOOOSUAE ART] TM 
ERG ee, 它 仿 佛 在 招呼 上 游 来 的 客人 说 :“ 你 看 , 这 就 是 巫山 
Bg." "rd SAAN JEL, 进 天 峡 口 。 生 通通 的 阳光 恰 在 此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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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 射 进 玻璃 厅 中 , 照 在 我 的 脸 上 。 峡 中 , 强烈 的 阳光 与 乳白 色 云 
FERRE, BAI, 这 边 是 阳光 , 那 边 是 云雾 , RH 
测 。 几 只 木船 从 下 游 上 来 , PL Seis HEIR ERE AAR, 
山 幢 却 越 来 越 犹 ， 前 曾 两 山 对 峙 ， 硕 去 连 一 属 大 门 那 么 宽 也 滩 
Af, MIS, SER RETE. 

从 点 五 干 分， 满 船 人 都 在 仰 头 观望 。 我 也 跑 到 甲板 上 来 ， 
RAG WWE, EE RUE ELMA LTH, 那 就 是 充满 
| AF BE SWE To PBEM ART E, ETE 
风暴 雨 , AY KT, t fM 6 ک‎ 1 D SAE TDS, BME, 一 
天 一 天 , 一 月 一 月 , BEREK, انز‎ AUR, aA 
雨 , 站 在 那儿 等 候 着 他 一 一 至 今 还 在 那儿 等 着 他 呢 !…… 

RORY, IBA AAW A E— FE 
رل‎ Dr AG Te Ro AYRE LL چا جرج‎ , 右 一 辕 ; 每 一 曲 ,每 一 折 , 都 向 你 
展开 一 幅 码 好 的 风景 画 。 两 岸 山 势 奇 稳 ， 连 禾 不 断 ， 巫 山 十 二 
峰 ， 各 峰 有 各 峰 的 卖 态 ， 人 们 和 给 它们 以 很 高 的 羡 价 和 美丽 命名 ， 
显然 使 我 们 的 江山 增加 了 侍 意 ， 而 诗意 又 是 变化 无 穷 的 。 突 然 
EK OAR ABAD FREAD, FARBI-T BAM 
惊叹 号 ; RAE I, RAR ls PRS 
FEKE EUM HEME AA A HFH, HOTTER ALT 
FLAG 1. MRZATLDE, PCS AAD PEI, ME HERE TRE, 
FEA URN ZZ BG ELT OA AES TEP EF IE f 
A, FRM PORFESEA AS. RRB BEC I LOK E RHE 
3E. FEE BIR LE, TESS RS, IY, 日 光 
水 光 , ze si). 

十 点 , 江面 渐 趋 广阔, GREE, SET EK. FHTE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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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BZ, دیا‎ FERIA O, CUM, 把 船 推 在 浪头 
E, MGNGRWUXE. LTE BITE HAIG, کر‎ de45 MEL, ELLA 
^s i Va pe T 

PUPS WE HERE, [RdbicocEUETERRERWUIXXE, EER 
jit, AOD IEDR سار‎ FE EBERT, — FUER DE 
生肖 学 进 。 最 著名 的 三 个 险滩 是 : THEE, BPE UE, d Fl 
滩 ， 你 看 着 那 万 马 奔 腾 的 江水 会 突然 感到 江水 简直 是 在 旋转 不 
MT WE, 使 得 “江津 号 ”剧烈 震动 起 求 。 这 -- 节 
江 流 虽 险 , 却 流传 着 无 数 优美 的 传 襄 。 十 一 点 十 五 分 到 稀 归 。 YF 
Xu CRB RR». HEREKE ES, 是 楚 王子 熊 瀑 建 国之 
地 。 后 来 届 原 被 流放 到 泪 罗 江 , 死 在 那里 。 民 加 流传 著 : 届 大 类 
死 日 ,有 人 在 泪 罗 江 啦 ,看 见 他 上 哦 冠 博 带 , DERE ET, BS TC FE AG 
TDS. SMB. AEN, Bk AMIRI, 名 于 从 流放 
之 地 回归 楚 国 。 这 一 切 初 看 起 来 过 于 神奇 怪 识 ， 却 正 反 映 了 人 
民 对 性 原 的 无 限 怀念 之 情 。 

笛 归 正面 有 一 大 片 铁 青色 礁石, RASTL, 烃 过 很 长 一 
ELBE. FERRE Ts, FLEE” A SUD, 战 
PEE, BMA. SMM, 看 见 前 面 有 一 奇峰 突起 , 江 
身 沿 着 这 山上 蜂 右 面 委 去 ,ii 上 峰 左面 却 双 出现 一 道 河流 , 原来 这 就 
HEREKE. ETRA REET. FUT RE 
EF, EK MISERY BREE — FEE, HT INE 
BE A JC He BRR 9 Je hk — JB tie GI, BELGE — IRAE 
48, 我 到 船 头 上 , 仰 头 上 望 , ARBRE, 高 与 天 齐 , EMER 
下 就 到 了 青 滩 。 江 面 陡然 下 降 , VERE, 浪花 四 滤 , 当 你 还 没 
来 得 及 仔 翻 观 看 , MERGE CF, ERO KBE, 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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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I, 合 在 一 起 , — PRESS. UKREG TM, 到 处 是 
Tm 到 处 是 浪花 。 船 上 的 同 坊 指 着 盎 上 一 片 乡 镇 告 我 :“ 长 江 
航船 上 很 多 领航 人 都 开 生 在 这 儿 …… 就 是 木船 要 想 渡 过 青 KE, 
也 得 请 这 儿 的 人 引领 过 去 .” 这 时 我 正 注 和 视 着 一 只 逆流 而 上 的 木 
船 , 看 起 这 青 潍 的 声势 十 分 吓人 ,但 人 从 测 涌 浸 注 中 掌握 了 一 条 
前 进 途 径 , 也 就 战胜 了 大 自然 了 。 

HA, 我 们 来 到 了 性 岭 滩 跟 前 ,长 江上 的 人 都 知道 ,“ 沪 滩 青 
PEASE, WENE F FEL PASE.” FI BHAI T. ARR 
NE RKTT, CEE E” AD ازع وت‎ Y. JR عجار‎ ACE 
道 只 能 过 一 只 船 , 这 时 有 一 只 江 输 正在 上 行 , 我 们 只 好 等 下 求 。 
HARE THAN, "f RRM LTR ep DRRT. Ui 
JS f و۳‎ ERA E — Hr LR رد‎ PRAY A ER RE V ad 
的 长 江上 , 而 是 在 巷 基 的 丛林 中 找寻 小 径 足 涉 前 行 了 。 


TD‏ و 


早晨 ， 一 片 通红 的 阳光 ， 把 平静 的 江水 照 得 得 玻璃 一 样 发 
亮 。 长 江 三 日 , TRA, 现在 已 不 是 前 天 那样 大 雾 迷 蒙 , 也 不 
JE را راز جرج(‎ ALIS MAE”, 而 是 苏东坡 所 谓 的 “ 楚 地 关 无 边 , E 
RUPHG&" 现在 变 得 如 此 宁静 , RA 
Pa BOT BE Ae xs 2H JL BI AE RSE ARE, ok UR SR 
BUY , COK ALE EBD B RR HF 2+ F1 B HS REC E RUIT “2L 
津 号 "平行 飞 进 , 水 天 极目 之 处 , 凝 成 一 种 透明 的 薄 雾 , EE 
,رال با‎ 就 象 一 东 一 东 雪 白 的 花 荣 在 蓝天 下 闪光。 

在 这 样 一 天 , 江 输 上 非常 宁静 的 一 日 ,我 把 我 全 心身 沉 涝 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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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p" —— jh AAR CR fl n‏ از 
这 个 在 一 九 一 作 年 德国 无 产 阶 般 划 命中 其 坚定 的 领 裙 ， 我‏ 
YEE, RAMEE ROR EE TMK AEE SE‏ 
و FH, PRAT, XX‏ در 3 WEEE SERE m DAL‏ 
اس “雨点 轻柔 而 均匀 地 酒 落 在 树叶 上 , ECR Dr‏ 
KAA th DIME, KEI, EKEM EF MUYE‏ 
HETER ED D EER. exc — vn RE EE‏ 
EMER T1 在‏ تزا وخ زک وت ور زا خی HH,‏ 
fo‏ از اسر 雨中 , 内 电 中 ， 隆隆 的 雷 声 中 , xcd tU‏ 
SG, 它 歌唱 得 如 醉 如 痴 , EHRE RF, "BEAR"‏ 
“WE AURA eA, 我 还 看 到 壮丽 的 一 幕 ， 我 从 我 的 水‏ 
发 上 发 现 映 在 窗 玻 瑞 上 的 玫瑰 色 的 反照 , KE BRIER DER,‏ 
AKASAKA, REUBEN, FET ROUTER.‏ 
PRA SL, SE‏ رح IB, FEAR EN RAS‏ 
AND AWE LCS M EE, 它 与 一 切 分 隔 开 , MARLEE‏ 
在 那里 , 看 起 求 但 是 -- 个 答 笑 , 象 是 来 自 陌 生 的 远方 的 一 个‏ 
于 候 。 我 如 靶 重 名 地 其 吁 了 一 口气 ， 不 卫 自 主 地 把 双手 但‏ 
SSH Uk DAM. T ROPE, BOA M JE is‏ 
然后 生活 吉美 妙 ; 也 有 价值 ,不 是 晒 ? RIH Be MAR C‏ 
沟 煤 烂 的 图 画 ， 抒 这 幅 图 画 的 每 一 线 玫 瑰 双 的 霞光 都 吞咽‏ 
下 去 , EERIE ESE EH UR. RU, KLIN, 云彩‏ 
啊 , 以 及 整个 生命 的 美 关 不 只 存在 于 佛 龙 克 , 用 得 着 我 水 跟‏ 
它们 告别 9 AR, 它们 会 跟着 我 走 的 , 不 论 我 到 哪儿 , 只 页 我‏ 
活着 ,天空 ,云彩 和 上 生命 的 美 会 跟 我 同 在 。”‏ 
LEE” EEA E RRM. REB, 一 种 非常‏ 
e 314,‏ 


BUG REBERE. ROSIE TOR, SDN 
مه‎ EEE, TTL, ae ea 
اریز وف زا‎ BA t] زک‎ gi E EY ic a IRD? f 8 
象 。 过 去 ， 多 少 人 ， 从 他 们 艰 互 战 斗 中 想 望 着 一 个 美好 的 明天 
BEY 而 当 我 承受 着 象 今天 这 样 煤 烂 的 阳光 和 清丽 的 景色 时 ， 我 
A EAR EREN, 今天 我 们 整个 大 地 , 所 吐露 出 来 的 那 种 芬芳 、 宁 
莫 的 呼吸 , 这 社会 主义 生活 的 呼吸 , TERES IER E, 不 管 在 亚洲 
还 是 在 欧洲, 在 美洲 还 是 在 非洲 , 一 切 先 瞩 者 的 血液 , ERKEK, 
而 发 射出 来 的 最 自由 景 强大 的 光泽 。 我 该 完 了 《 狼 中 书 MD, 一 
输 落 日 一 一 那样 加 , 那样 大 , 象 鲜红 的 珊瑚 球 一 样 , 把 整个 江面 
比 思 在 一 奈 痰 淡 的 生 光 中 ,面前 象 有 一 种 和 翻 的 外 幕 羔 和 地 、 枝 
HOHE T XH. 

最 后 让 我 从 我 自己 的 一 封 信 中 抄 下 一 段 ,来 结束 这 一 日 吧 ， 

“Bel, 九 时 余 一 一 从 前 面 漆黑 的 夜幕 中 , 看 见 很 小 很 小 几 
MDG. 稳 稳 地 向 武汉 
EYE. KDE, 我 一 直 站 在 船上 吡 望 , 渐渐 地 渐渐 地 看 出 小 束 
Wet Fe) BERBER, EDITS. RGR, 我 觉得 
ARGENT AIS b, VEAL SST وا‎ f — 
کر و رفظ رز‎ ADU. MANET 
36, diss Je YI رارقا‎ JL C, TEI 
BERIT MAMA, SCARIER, BERF; 而 
桥 那 面 ， 灯 光 稠 密 得 简直 象 是 煤 烂 的 金 河 。 那 是 什么 ? 仔 丰 分 
He, 原来 是 武汉 两 岸 的 亿 万 灯光 。 当 我 个 的 “江津 号 ' ， 趴 亮 地 向 
武汉 市 发 出 致敬 欢呼 的 声音 时 , 我 心中 升 起 一 种 庄严 的 情感 ,看 
一 和 看， 我 们 创造 的 新 世界 有 多 么 煤 烂 吧 !……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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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X با بت‎ et 
2s m 


我 和 文物 考 罕 以 结 件 上 武当 出 。 

一 条 人 小河， 睹 着 各 浪 ， 欢 欢 地 流 过 这 鄂 西 北山 区 的 一 片 全 
TR. WDKISARY, WO RCRA ACA S83]. BASE 
过 波浪 , 折射 水 石 , SRA. SEC, MR ARMA LER 
还 没有 上 武当 山 , 但 它 附近 的 山川 已 如 此 明丽 了 。 

我 们 走 过 签 谷 , 罕 进 上 山林。 沿途 弯曲 盘旋 的 峡谷 地 带 , 处 处 
eG a. LMR, 日 影 变 成 改 沉 沉 的 。 这 时 , 正 是 山中 
261102۶ 5 ۶۱۵/2۵۵۱۱۱2۱ را‎ 0 
MAT SEL, AMET REF, 整齐 地 面对面 排列 成 两 行 , 很 有 节 
HEUTE RMT. 

"HR RAHM BUG E Se d zs OPA TREE PR UE I CO 
说 ， 那 上 面 就 是 贺龙 元 帅 当 年 弯 领 竹 三 军 的 游击 根据 地 !” 

我 的 眼光 宕 过 由 四 和 林 除 ， 果 然 望 见 背 桂 蓝天 的 一 座 座 奇 
ME, FRA, 武当 出 七 十 二 峰 突 立 万 出 之 上 , f — 36 308 888 

“SUS La US, ALES IR, 方 图 八 百 里 。 山 上 出 产 
IZESAAPQSESUDÉL. Ht, 李时珍 就 在 武当 山上 采 过 药 ……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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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 导 同 志 一 路 上 粉 我 们 裔 吉 谈 今 ， 更 提起 了 我 们 的 腿 劲 。 开 过 
W^, 我 们 就 走出 漫长 的 林 问 峡谷 , 来 测 武 当 贞 脚 的 一 片 水 暖 身 
炉 的 平 滩 。 平 滩 上 有 个 小 镇, 是 草 店 。 在 草 店 望 武当 山 , 眼前 一 
Ari BF Abd, 象 一 把 制造 得 非常 精巧 的 久 罗 局 。 

“这 里 的 树 多 架 1 ”我 说 。 

“是 我 们 栽培 的 园林 场 么 ”从 边 上 挤 过 来 说 话 的 人 , UP 
各 ,原来 是 来 迎接 考察 队 的 武当 山 园林 场 场 长 。 

场 长 大 个 子 , KBR PP DUR, BARI. ENI 
ALPS, 一 无 四 七 年 南下 , 解放 后 转业 求 搞 园林 场 。 

“过 去 这 出 前 一带 的 树 ;, جح‎ ERR SEE BOE TT. TERY 
BERI, 现在 无 十 里 园林 场 , 松 、 柏 、 杉 .果树 ,都 有 了 .。 ” 场 长 的 此 
WRI, SABIE BR, 

fi PKA ORR EER. REE DIE AR 
A, رن‎ MERE, 是 明 朝 永乐 皇帝 的 行宫 。 五 百 多 年 来 的 水 
HER, TERENAS PDS AER. BRT SERI 
از رز مود‎ ERG fto REET A Zt, ARETE Y. 

也 许 向 导 同 志和 看 出 我 们 对 这 故 行宫 的 破 落 很 惊奇 ， 就 解释 
BAER, MUSS EEL, 逼 来 民工 十 三 万 , 工期 十 三 
年 。 可 是 这 规模 最 大 的 老 营 宫 ， 却 揣 不 住 李 自 成 农民 军 的 一 把 
ey” 

«fe ROM BUNT, 皇帝 却 在 这 里 占 山 作乐 。 我 看 
天王 这 把 火烧 得 好 ! " 场 长 笑 着 说 。 

“可 是 现在 你 在 这 里 坐 破 富 院 ! ”向 导 同志 跟 场 长 开 起 玩笑 
KT. ۱ 

“可 是 你 们 看 , 在 这 人 民 的 仙 都 里 , 我 却 登 基 当 了 园林 王 !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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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E SIGE ASE FY ERE 

Et TEE BE, BRR. 

HETE TROT, EERE S An UD T HE. 
AAR TEETH Bik. E EHR A PILE CEE, RE 
ACHE, HE EER. Ath ist An, BEE MEDE C acp, 
SAT We, TEQUE. DUJEREDE US IO AE EEN DNI, IUE 
جر‎ BIS, EI EL UTE AKT TIR, ET at A Ee 
迎 人 。 而 比 果子 更 加 动人 的 , Ka e ات رز‎ 
娘 。 她 们 的 双手 , TEAR A UAR TE RIT, 她 们 的 枝 剪 , 正在 为 幸 
jin A dU. 

dB, LA HAS. KR زر‎ dex iR. BUT POTERE 
ii dl Fk, BZ و نا‎ Du زر‎ P FE pel ao fo DIF TF RUD RE. BRIA 
dc BET KEE Ls B ences ژر کال زار‎ Bb. 

场 长 村 到 草 店 去 参加 区 委 会 ， 他 介 生 一 个 年 轻 的 女 园 艺 师 
ی‎ RPE KU. ERR, Se. DN 
il. 

0 "Waste f ke ۳۸ E Rok! E HIE D ABH” 
女 园艺 师 坐 下 来 ， 难 备 跟 我 们 这 些 远 米 的 客人 长 培 。 我 们 很 直 
然 地 把 小 狂 椅 子 拉 到 她 身边 来 了 。 

“园林 场 养 了 不 少 蜜蜂 吧 ??” 

“现在 留 下 的 有 一 千 多 群 。 我 们 的 峰 群 分 得 远 , 秦岭 .巴山 ， 
AJL EH 长 江 边 .江汉 平原 , 都 养 有 我 们 这 里 分 峡 去 的 峰 群 .” 

“ 滩 想 到 这 老 营 宫 还 是 竹 蜂 的 大 本 营 ! ”我 们 同 来 的 小 伙 子 
喝 了 一 口 禾 水 , 吓 着 嘴唇 惊叹 地 时 起 来 。 

女 园艺 师 好 奇 地 看 了 一 腿 小 伙 子 , RT, 说; “近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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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e, 这 一 带 山 区 的 麦子 杭 花 长 得 好 , IRE 
SM AR EUR, 还 收 王浆 。” 

“你 刚才 不 是 说 蜜蜂 条 野 花 蚂 ?小 伙 子 念 迫 地 问 道 。 

“武当 山野 花 多 ， 密 源 丰 富 。 好 比 说 ,我 们 峰 群 赶 的 就 有 时 
芝麻 花期 , 桐 子 花期 ,木子 花期 , 野 菊花 期 ……” 女 园艺 师 的 声音 
在 静 静 的 月 夜中 显得 格外 清亮 。 

“你 们 的 工作 多 美 , 又 是 果园 , 又 是 诈 群 ! "我 说 。 

女 园艺 师 笑 笑 , 说:“ 这 倒是 , 我 们 的 工作 花花 果 果 , Bea 
Ut. TAL THE FE HA EH fiis HRH!” 

园林 队列 来 老 营 宫 的 时 候 ， 宫 墙 内 野草 荆 球 长 得 比 人 高 。 
他 们 当时 只 有 十 一 个 人 , PS, RAP. TAR, 
是 一 条 大 咎 ,一 条 小 牛 。 他 们 修 桥 补 路 、 阔 草 房 、 开 莞 种 雪子, Je 
解决 吃 住 问 题 。 那 时 , BK BILE, 自己 一 
لا وه‎ 

35 REIS سار‎ REL JU HH EY, HERES ALE, 对 养 蜂 取 蜜 更 
是 外 行 。 但 是 对 人 民有 签 的 事 ， 他 就 本 着 军人 的 勇气 往 前 奔 。 
芝麻 花期 天 正 热 , 他 抱 着 当年 随军 南下 的 破 棉 军 衣 , 下 去 跟 老 
و و‎ (hE ER. EM MIR 
Ao HIE. ERS. “夜里 住 的 是 天 堂 , 吃饭 喝 的 是 
虫子 渴 ,” 于 是 下 力 数 会 他 养 蜂 。 他 学 做 王 台 , BERE, ET HH 
FUE BAK, 在 老农 手 里 一 群 分 三 群 还 没 十分 把 担 , 他 却 最 高 
能 分 三 十 群 ,一手 造 出 三 十 个 王 台 来 

人 们 舞美 武当 山 有 这 么 一 旬 话 :“ 南 崖 的 景 ; SRR NA, UR 
站 句 是 指 的 怒 需 宫 的 杉 树 特 好 。 杉 树 是 适宜 生长 在 山高 气候 凉 
旨 的 地 方 。 但 场 长 却 下 定 决心 非 把 * 紫 袁 的 杉 改 为 “ 老 营 的 杉 ” 


o 26 e 


"Ruf. (FATA LB, PEE ES ار‎ B B HOA E, BRT 
Tk. FEZ, fb RAE TA 

“我 们 场 长 就 是 这 公 一 号 人 一 一 白手 起 家 , 点 石 成 金 ! KA 
艺 师 笑 着 做 了 和 烙 论 。 

“那么 你 一 定 也 创造 了 不 少 成 顷 ! ۰ 

“我 是 场 长 的 助手 ,没有 什么 好 说 的 ”她 微微 地 一 笑 。 

“办 到 自己 , EE Be EIT TI BRM RARE zp KFA ESF 
T s. 

KE EMANE TEKE, 00] PR. CPU DRL. FR 

FULT MET RB, BMRA MC Tue. UMA 
FUIS EESE EOS EXE ZR MT | enn i 

“你 们 怎么 还 不 睡觉 呵 !1 ?一阵 脚步 声 带 来 响亮 的 呀 唤 。 

我 们 回头 一 看 , 原来 是 场 长 开会 回来 了 。 月 光 下 ,他 身上 披 
着 当年 那 件 破 棉 军 衣 。 他 的 破 棉 军 衣 提 醒 我 们 : UK AYE 
够 渝 的 。 我 个 这 二 觉得 夜 深 的 一 阵 阵 产 意 。 

第 二 天 一 早 ,我 们 趁早 丫 上 武当 山 。 山 道 象 螺 娩 转 似 的 , 我 
个 一 盘 一 旋 地 上 I。 式 当 厅 八 宫 二 观 三 十 天 庵 堂 ， 这 些 明 代 建 
筑 在 烟 露 中 , 就 象 云 乡 霞 村 似 的 。 沿 着 山道 两 侧 的 坡地 山田 里 ， 
称 阔 各 色 庄 乏 。 山 上 公 福 的 注册 ， 也 已 炙 在 打 场 。 每 座 山 岭 的 
EHE b. min. ERE, Ki Y BP FI, 野 梅子 、 BIRE, HF 
HARES te. SPIRE KE, SRRDHRERXUREL. ak 
Î HE SE BEA LE Re. 

日 午 ; 我 们 来 到 山 均 里 的 一 座 飞 榴 式 的 古老 富 观 。 

“此 处 吓 做 磨 铬 和 井 。” 向 导 同 志 襄 着 向 我 个 讲述 了 一 个 神话 
ke, SERRATE DERI, FEU PI. WE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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RE, EKIR RE. BPEL, 姥姥 回答 说 
KERRIES. tat —Ur, WAT, Be AEE. 

Sif RAI RAE AE GIR, FE Fr, KR, TE 
含笑 对 答 状 , 770 ee. 

“Fe, 这 里 还 有 两 个 铁杆 , 就 象 炮弹 1 EN tC 
BG) Eu مزع‎ s 对 我 们 襄 。 

“KOSS, MACFOBOREDT MIELE EI REBER RIEU 
道 。 

OBA, ORT. "ELA 

REA. REET, MUN‏ و 
RE, PASE, FA ERR. BPR T, TEUER IULII.‏ 
VARII tg AC‏ 

“你 怎么 喊 他 做 生 和 军备 爷 ?” 我 悄 愉 地 阅 小 姑娘 。 

“他 本 来 就 是 贺龙 元 师 的 老 行军 呀 !” 小 姑娘 好 象 怪我 怎么 
HOR Ani. 

di ERE LE De Se A OR SU EAT AR, e X Ip. 

«M Aer = SBE LE LEER. ERE RF XK 
KEE, SANGER UBER RE EN B bd E, 
{EY OL HU کت‎ EFE BER Ar D BEER JL Fh — 306 زا‎ oD 
情 。 

SUMTER BER PB, mU IHRE 
的 牛 群 , دس‎ 

“ 观 世 旭 到底 没 能 把 铁杆 麻 成 烽 花 针 , 我 们 却 把 绣花 针 轩 的 
炼 成 了 铁杆 "老人 吸 闭 烟 鲍 , 眼光 深远 地 望 着 四 周 的 山岭 慢 慢 
HFT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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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 九 三 一 年 , AG Sc aL — REIS SS SKS, 武当 山 可 热 
Abr. AAR UO, JUIBDETELWONDCEGXEAE]. BA 
DPBPEEHEZE, yl Asa, 4Eycugp EMF HESE BSE VS 
个 , FEB INT ELSE, 钵 成 一 个 队 , PTFE OE. ASR 
Ji fI AFP RLM, 一 文 军 号 。 

当年 , FRA HEF FOS Sm ur, 部 队 忙 着 练兵 , ERAM 
xiu. ARR, PEL, — BER 
E. 

AA, ABE SRA, PTA, EDISSCAUA d ME. 
PAN AE AG dR FRR TB, HEAT 6. FIRO 
UU Y GT 2 Y Het 

TE FHI FEK. ی‎ 45 
Uum 9 EREN es 

三 十 年 漫长 的 岁月 过 去 了 , 老人 人保 埋 在 土 里 的 一 块 钢 , F1 
ATG. APY A, f EA AW A PERE ABA 七 十 
岁 的 今天 , fb AN ELE ولا‎ sec at و( ۱۱۱ زد‎ UE. 

“我 生 在 武当 ,长 在 武当 , 老 在 武当 , 我 服 和 看 着 武当 苦 正 成 了 
MUG! BARR UTHER. 

接着 , EA PHA oF dud. JN ER SL Ee ee RXR fj 
مخ‎ dd رما ور‎ Y FFE, 从 河南 购 米 了 种 生 , 从 内 蒙古 购 
来 了 种 马 。 再 过 些 年 ， 肉 上 丹 的 山道 将 改 为 电气 粮 车 上 ۱۱ Mi. 
到 那 时 , 这 武当 山 , از را و‎ en 

这 个 老 入 军 效 我 们 走出 磨 包 井 的 时 候 ， 一 边 股 勤 地 葵 我 们 
指 路 , — 23136 JOE. "V 4E RR A AE f Qn] ZR, 跑 源 入 
er Hae Saas. SUE, 多 长 两 岁 ; BART EROS Y, 3X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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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, 3942 FE AE E eT” 

EAT وت زد‎ 24 46 EM Wb را داد‎ dd M IEEE وخ‎ 
CBE REL, 久久 地 激动 着 我 们 。 我 们 满怀 喜欢 ,不知 疲 众 地 翻 山 
越 岭 , 继 积 向 前 走 。 

山高 太阳 落得 早 。 在 余 炊 中 ,我 们 来 色 展 旋 山 下 的 桨 霍 宫 。 
ARE re Pe LU AER S SEL Fe ERE Ste RES. DU ELTE 
IU ES REA, Mele 3 S EAT IC AGGIE, BERME. 

整 天 盘 行 出 道 , Eu E UT, BARRE, 334r AXIS 
hio E roter. UPL SEGAL 18972 Jê Wb AE BE AY 4۵ 0 
Mk. ACRE UR UL, 两 层 楼 并, "EP e fi E 6e D e n. A 
老总 当年 住 在 楼 上 , B4 RRIF, مزر‎ ECL IRAN AE 
DARA, PORE Ah, HR, FAR 
WEI, EEE JE FH 69 SOY, 2 LESE AR EB d SE Dg 
KM. HEA BU. BETA ALAR rh RAE E es MD XE 

s ai RMS TIES. Yir, Abc‏ رم 
BUM EVE DIR. BRT AAAI HE SFE RU ES RE RETE UTE D) E nf‏ 
PCPS, IU RADAR SHEIK‏ 
JR. MUMS EEF, FERA ESEH BIR, 只 有 木瓜‏ 
PERSE. HERE, KHER, HVE SATU, 山里 人‏ 
ROB T RSAC RE, ° RROD a PARURE Ten. ERKE‏ 
de ER. BEY 3) Anf, 山中 百姓 年 年 来 看 花木 , 借 此 默 数 年‏ 
月 盼望 和 和 军 的 归来 。 性 丹 年 年 开放 , SPER EA, 木瓜 年 年‏ 
fiie, 数 于 这 一 年 到 来 了 , 红 族 牢固 地 插 上 了 武当 出。‏ 

ACME, 四 中 国 月 镑 活 。 月 光 如 水 , BKK. He 
林 。 白 天 看 武当 出 的 旭 烛 峰 、 香 炉 峰 远 在 云海 , 如今 在 明月 下 , Hi 


e 40 ۰ 


Metti et PUPA IE. 

ARIE, وا‎ dun 
坐 荐 跟 一 个 老农 聊天 。 

AE rr SEO TE RR REED FM DIOE. EM 
是 : 偿 人 东 求 气 尽 紫 ; 下 联 是 : سور و( رو‎ 
字 , 合 超 米 就 是 “ 紫 起 "。 这 副 对 联 不 仅 刘 划 了 当年 革命 者 的 心 
怀 壮志 , 而 且 也 是 对 今天 光 汐 现实 的 预言 。 | 

J RTE, REK. BOME BA, ۰ 

Ly PAR HEA FE. SOR SI سا‎ 3t ea 
Sr. Wl SHA BRAS تا‎ UA fp BL, 但 出 高 路 陡 ， 
EEE, REFE. JRIMEURRGE ROS SU. 

— WEE Ec, PE EE, ILS A Be qup 
POTEET, RRO EER, E REL MRK 
P). ERE, WY RCE RENE, $ TELE. سر‎ 
3i. done, HEME LIF STIR, 下 临 千丈 深谷 , EEE, 看 不 
到 底 ; 左 有 老林 控 天 , AAA TE, 是 猿 猴 出 没 的 地 方 。 
°` REEEFHSTH, HIME IR ARTE. düQUDE DARE E 
处 处 流 朱 的 弯曲 一道 , ED Se TEL. MESE, FILE MEN 
mig End, Ei jen 狸 成 一 格 。 奇 怪 的 
是 ,在 这 深 上 中 却 有 一 个 林 材 加 工厂 , FESS RS BLY Heu dm 
了 无 限 生 气 。 

这 座 本 材 加 工厂 的 规模 虽然 不 天， 但 从 它 昌 前 逃 营 的 业务 
E, 已 可 看 到 武当 山 未 来 的 发 展 。 现 在 COCO ETL 
造 农 具 、 盖 新 房子 ; 但 工人 们 都 知道 , 将 来 八 百 里 武当 山 政 场 的 
34 PRS HE Et, BEBE, BUS, 医院, 疗养院 以 及 下 中 新 城 , 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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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 着 他 们 去 建造 。 

A ROR HERA BR DB SRE EFF AK, PSR E. EMR 
RES ARES RFR, .而且 很 有 风趣 节 对 我 们 说 :“ 天 柱 峰 山 
BUE, 云 低 路 断 。 现 在 给 你 们 每 人 再 安 上 一 条 腿 , 虽然 当 不 得 
AB Be, UT RRA FE FE DEE.” 

TARE وک‎ BUS WE BG IE, HEHE CU TE 
Jui. MBE SEH PPP. 4۱2۱۵۸ ۲۵ را‎ SEA 3l sd 2k 
了 。 十 多 二 十 里 绵延 不 断 的 原始 森林 ,小 天 项 日 。 林 中 阴冷, 但 
BERE HS LERERMSE A TF. HSN, THR ATTE RUP 
JU. ABA, RRR, AEB, 天 光一 内 ， 可 
DF ALL ار‎ RR ee. TEA خر‎ NS RE EE 
Ke, 只 能 远 远 欣 党 , 不 能 探 身 采 摘 。 

TERR, BSW eb, MAAN FS RR 
光 。 但 是 我 们 治 着 陡 立 的 石 级 و‎ BREET 2P AK RHA 
TH, |۱۱ راز 6سا‎ — BRU, TARTS TS. HP ES 
空气 稀薄 , 也许 是 累 狠 了 , CG AE. 我 们 沿 涂 时 时 站 着 或 
坐 着 休息 ,可 是 一 站 住 就 不 顾 动 ,一 华 下 就 不 肯 起 。 只 顾 和 看 着 林 
eB A, RE RK RTF. 

FRI T PER WPA, 心 想 总 算 的 
上 了 天 柱 峰 。 我 们 双 惊 叹 双 欢喜 , 长 长 地 上 吐 了 一 日 气 。 

“ ETI XEF JLRS, ESED JL ار الا‎ Re, F لا نالا‎ T 
Me V P Wed Sg bd a LE e SE SCARE st 0 

Ih] Sled a TRE EMR. FREE RE, RSE 
TERÊ ZE, BRK AAV TUTE. SRA RE) 3:85, 到 
今天 还 令 人 难 解 。 不 要 说 整个 武当 呈 的 修建 ， 光 是 眼前 这 一 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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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TK, 48, C. Bo PH SSM, کاتسر‎ ALTA EZ 
卓越 的 才能 。 

IENE FR, E IE UT 1589 25 ili Kc ip, RAT دار‎ ME 
Ju RE, چا‎ SR REL MEI S. ARN, ASB ۱۰۳۲۱۵ 1۱1۸/1 ALTER, 
Tm AST Rer. م1‎ EE. کی لاو‎ M IGI JUI, 
RO ORT, 石 栏 村 上 系 有 一 条 条 铁 链 。 梦 着 铁 链 , ET RLY 
金 质 。 

金 贰 上 阳光 煤 烂 ， 天 地 无 边 开 疝 。 铅 金 钢 典 就 屹立 在 这 武 
当 山 最 高 的 天 柱 蜂 上 。 在 太阴 下 ， 钢 殿 放 射 着 浪 眼 的 金光 。 
FUE HE RAR, AUR FF SLAF لد‎ Pedo ze. DUE PEGE f 
MR. SFR KG, DEEFFEREN, HERESIES, EDIE 
BIHE. DCE, duce Ja, JA CR BA RR EMRE ho 

PMR, SEREM, DX LER رک‎ AERE 
Zeb, RA HEGRE وان‎ EERSTE. HEEREEE 7 
巧妙 و‎ m Y KE A Me d PI او اک‎ HN, 
ERE, 极目 可 以 禾 望 汉江 象 条 蓝 囊 疆 盟 在 千 出 万 谷中 , 359 E 
REW زوا مق‎ i 3, دج بل‎ SMS BR 
FEDER RA. 

dtxcXTkEWE b, PRPC APES TIRE, CUB ZK 
秀 的 武当 , GE BUM AR EMAL BS RK DH. FERC PIL HB DE, 十 
{CAMA ge. EL. GVEA ADK. MEM EA 
Bic, 杜甫 和 和 孟浩然 的 诗篇 , RT NG BS, BA Ae Re A ll EL 
而 今天 , Ae PES HK BS FEE 10838 3) 27 E AR, 他 个 又 是 怎样 在 
用 双手 截断 江 流 、 移 山 造 海 、 建立 新 城 , RVR AES 
HI, FH iA CREE RET, 及 珍 珠 设 的 五 谷 铺 满 大 地 阿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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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EE ok K iit 
Bid Jb E E E? 
EF, BEAR ° K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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PRPS LR DB, PETC LTC E REEL BE, 485 
—- EDR A HOPE. iA EL PK, HL RAO EI EE. 
如 果 在 公路 上 走 上 儿 里 路 , EO ERA ERIE. 

多 么 干燥 的 季节 ! 多 么 干燥 的 世界 ! 远方 来 的 客人 ， 才 路 
上 吐 乱 番 的 二 地， 就 禁不住 开始 发 悉 了 。 你 发 愁 的 不 仅 是 为 自 
CL. AF FP TT DU AUR 你 深 深 地 忧虑 着 ， 在 这 样 的 上 地 上 ， 
庄 称 怎 么 长 $》 人 怎么 生活 ? 

RSE FR, 一 盘 西瓜 端 上 来 了 , MAAN. MRE 
LU, d He Ee DARE JE HOE Es 甜瓜 就 是 内 地 人 常 说 的 哈密 
Jk, t کاواس‎ 618 BA, 花 一 般 的 香味 在 空气 里 吐 沙 , 蜜 一 般 
f LEUR BE TN RIE TI. 

人 们 向 你 介绍 ; 这 些 都 是 吐鲁番 的 土产 。 你 也 许 会 惊奇 地 
轻 轻 喊 一 声 ,“ 啊 ! ”但 是 心里 可 能 还 有 一 个 大 间 号 一 一 如 此 干燥 
fX REDE E75 ARE HIRE? 

当 你 登 上 那 通 红 的 火焰 山 一 一 就 是 《西游 记 》 里 孙 司 宏大 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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铁 属 公主 的 火焰 山 , 举 月 四 望 , 你 就 会 看 到 这 方圆 儿 百 公里 的 戈 
BE E, 散布 着 一 块 块 大 大 小 小 的 称 济 , 有 深 有 读 , EE UI Us 色 

彩 分 明 , 如 同一 位 手艺 高 超 的 起 楼 工人 , 在 棕 黄色 的 地 毯 上 精心 
ok E n0 RIZE. 

FT AMI, PREDICT RE ما و‎ E, RE REGE SUISSE 
fno Kt — Heat. 就 能 并 到 葡萄 醉人 的 芳香 , سور‎ B Boe 
THUS. 甜 汁 都 快 演出 来 了 。 村 子 里 , 渠道 里 的 流水 洗 尝 地 
在 流 , ALTE YE FE E DU TDI T PERI HRI. 

水 ! 在 干燥 的 戈壁 滩 , FEAR BK | 


吐鲁番 的 水 , 来 得 可 并 不 容易 。 

HAG LR, EOP, REHEK, BTR. eu 
ACHE IR aS BL, 吐 乱 番 就 是 十 层 很 厚 的 意思 。 

也 许 那 是 几 和 于 几 百 年 以 前 的 事 了 。 吐 乱 番 空 有 很 厚 的 芋 
层 , 却 没 有 水 。 

AMARA A, 就 是 天 山 。 高 覆 云 性 的 博 格 达 峰 上 , 成 年 
MASI BK, PRA ROARS, 不 管 春 夏 秋冬 ， 包 总 是 
一 身 白 。 可 是 , 它 的 雪 水 一 流 到 戈壁 滩 , 就 会 被 火 一 样 的 大 阳 烧 
PF, RAPS LB AR. 

HER, AT EE ESP SU B Ye A A Hs We‏ زارت 
也 讨 它 以 为 自己 一 怒 之 下 , 不 给 人 类 需要 的 水 ， 人 就 只 能 干 死 ，‏ 
渴 死 , ERIE 0‏ 

它 的 算盘 并 没有 打 对 。 

AMS HETE RE 7; SLE ARSE, BERLE AR AR HI 
KET, 心里 有 一 团 火 在 燃烧 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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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难道 就 再 阁 有 出 路 人 么 ?” 
“TERS SSF AK ads, 你 的 白雪 难道 只 是 供 人 观 管 的 么 ?” 
大 自然 不 给 水 , HIER RY 


ARABS 人 佰 从 竹 上 的 应 泡 . 脚 上 的 老 昔 
和 全 身 的 计 球 里 , 渐渐 地 技 到 了 超 数 天 员 雪 水 的 法 罕 ; 让 它 避 开 
天 上 狠毒 的 太阳 , 避 开 戈壁 滩 松软 的 沙 寸 ,让 水 在 地 底下 流 。 

MERE SETA ANC, E I EIE DICA EE SERERE E 
WR دراد‎ TET REAM, سیر‎ FFA, RII 
人 踩 副 了 戈壁 滩 一 寸 二 的 二 地 ， 找 呀 找 呀 ， 效 于 找到 了 一 片 称 
草 。 草 很 茂盛， 却 梁 有 水 。 年 青 的 收入 心 息 ， 和 人 草 和 清水 是 一 
对 分 不 开 的 情人 , 看 到 了 草 , 就 一 定 找 得 着 水 。 可 是 ， 从 太阳 出 
找到 月 亮 升 , 从 东 找 到 西 , 从 南 找到 北 , 没有 看 到 一 滴水 。 他 去 
ES, BE SMOG, HHS. 

“PINT, MKT, KART HAE, 在 中 道上 就 全 吓 太 
BH ri Se REE ۳ 

尾 是 这 样 星 ?年 青 人 不 相 人 入。 他 在 灯草 边 上 动手 向 FH, 
FER, 挖 两 尺 ,没有 水 的 影子 ; ALM ^C. PRB Ek, 335 
EH KEE, ETH. HER, PAR, 泥土 慢 慢 地 变 了 色 ; 
(BME ^C, EEK, Wi WEP LGB, HEE THE, dh 
و‎ | ICA ABUELA NIL 
EE EET, EET. SPY ER AE PR TH. 

OKA MEA tak, 对 着 万 里 无 云 的 青天 , — fk 
而 尽 。 清 凉 的 水 沁 和 肺脏, FEE JEH EIEN, UE SEP Se TY 
XH SK, 


e 46 e 


千年 万 代 , اه رسای ار‎ P n 

LOL Mess Je a fo Rk AEE REDE, AMEN EEL 
EIU ASB, 4g fO M ATE TEE IAS, LORE TOT 
EKBER FE, WET RU, m KC AE HE s 为 
了 让 水 有 个 休息 和 汇集 的 处 所 , 流 上 一 段 路 , fiib T — HL JE. 

吐鲁番 有 多 少 人 在 期 待 着 水 啊 ! 一 代 又 一 代 , 他 们 新 入 着 ， 
渴望 闭 。 如 今 , 水 被 这 个 聪明 又 勇敢 的 年 青 人 找到 了 , ERAI SE 
永 能 流 到 自己 的 站 前 呢 ? AMMAR WEE —BENRE, 把 水 往 前 引 ， 
流 上 一 段 路 , 又 控 一 口 井 。 就 这 样 , 一 段 噬 渠 一 口 井 , 再 是 一 段 
li 3E — TS, rl HEE, 接连 不 断 , 一 里 , ME, EE, FE, 一 十 


OPER: SE IL IP RE ER EV, 

坎 儿 间 葵 吐鲁番 人 带 来 了 水 。 

EEE Hike T یلا کار‎ HRT, 花 儿 草 儿 都 从 泥土 里 探 出头 
来 了 。 | 

XE ME SETCYEDG RENE L MATA A? ROBBEN ARB 
时 的 不 毛 之 地 么 ? 

水 , 有 的 ! 它 在 土地 的 血管 里 泪 泪 地 流 , 不 分 县 夜 地 流 。 而 
在 土地 的 上 面 , 是 看 不 到 的 。 

奇迹 星 ? 是 的 , 是 奇迹 。 但 是 , 首先 应 该 感谢 的 是 创造 奇迹 
的 人 ! 

座 是 第 一 个 创造 坎 儿 井 的 英雄 呢 ? BLA CL Bee AB TI # 
了 。 难 道 鞭 是 那个 远方 米 的 年 青 收 人 人 么 ? 

有 的 书 上 记载 着 ， 一 二 多 年 前 , 唐朝时 候 , 吐鲁番 一 带 就 出 
现 了 坎 儿 并。 并 且 有 一 说 是 由 内 地 传 来 的 ， 可 异 这 都 找 不 到 更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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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 的 史实 。 

有 的 书 上 记载 着 ， 一 百 多 年 前 ,林则徐 询 成 新 疆 , f EZE: 
生 秋 管理 过 水 利 工程 ， 开 了 不 少 坎 儿 并 。 这 个 引起 人 们 诈 多 兴 
趣 ,临风 怀 想 , SELL s, 可 惜 也 没有 更 详尽 的 材料 。 

这 些 也 许 都 无 关 紧 要。 坎 儿 并, HE: MAEMO ME RE DA, Il 
和 汉族 弟兄 们 在 同 天 公 千 百年 的 捕 斗 里 ， 用 血汗 凝聚 而 成 的 。 


RT, زر ی‎ EERIE 
的 ; 控 乱 心 荡 的 强 甫 尔 琴 ,在 过 到 知 普 以 前 是 晰 哑 的 。 在 漫长 的 
黑 临 年代， 次 官 家 和 巴 依 们 做 和 牛 做 马 的 劳动 人 民 ， 纵 有 开 天 用 
Hb REE EERE, 又 能 向 哪儿 去 施展 呢 ? 

MBE AMT T وخ رال‎ AK, 招 住 了 穷人 的 血管 。 要 活命 ,就 得 
向 地 主 租 水 。 一 个 呀 托 乎 提 的 农民 , 种 了 四 亩 瓜 , 向 地 主 岛 斯 渍 
RUKERBRE, 一 雷 地 的 水 租 , 就 是 九 斗 麦子 。 仅 仅 租 水 的 钱 , FFE 
提 就 得 拿 出 一 宇 的 收入 。 若 是 把 地 租 再 算 上 去 , 他 一 年 的 血汗 
BRIAR FJLZHAEY JURA T. 

那 时 候 , DLE BLUR Jt RE K, 是 穷人 的 眼泪 ; REE 
滩 上 长 出 来 的 不 是 庄稼 , 是 穷人 的 怒火 ; IRA A URGE BIA 
GWOT AB, LIF AWD SKA 

WARIS TH MRS, HOLJERABETGIE A BHF‏ 231295 رال 
过 粮食 , 也 带 来 过 伙 难 ; 带 来 过 欢笑 , PRS. HEF Kk‏ 
的 时 候 , 人 个 渴望 着 水 ;在 夺取 水 的 时 候 , AFM T £ LAIT S‏ 
在 引 来 了 水 以 后 , 人 们 双 成 了 水 的 奴隶 。‏ 

只 有 来 到 水 的 奴隶 变 成 水 的 主人 的 时 代 ， 坎 儿 井 于 唱 超 欢 
惕 的 歌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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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:‏ رک iE AO‏ چم و و 

۱۸ VAR ASA, زور‎ At SEE] EV ,رال‎ 到 现在 
EEE TU MES. ALGER SATAY, du 
Ab FSW AFA. 

fb REWER [IRS bk, 可 是 在 七 十 年 的 前 六 十 年 里 , 水 是 
居于 水 氏 的 ， 坎 儿 并 也 是 属于 水 霸 的 。 哈 西 姆 跟 许 多 坎 儿 间 匠 
人 一 样 , HORAS. 地 主 摊 了 一 例子 的 水 , 给 自己 控 到 的 只 是 贫穷 
和 疾病 。 

三 十 多 岁 的 时 候 , 哈 害 王 找 他 去 挖 井 , 三 年 以 后 , 他 全 身 波 
售 地 加 到 吐鲁番 来 ,依旧 两 手 罕 空 。 

五 十 岁 的 时 候 ， 一 个 姓 胡 的 国民 党 县 长 逼 着 冷 西 姆 巷 他 扫 
JF, KR EERE AFET, 就 被 国民 党 的 狗 官 捆 去 关 隐 天才 
放出 来 。 

七 十 岁 那 年 , BET, FRE RET, 手指 也 不 太 听 使 唤 
Ty ELIE BUE 8040 A ER RY ET 
A. 

Air, 信 十 一 岁 的 哈 西 姆 老人 , RT SR FLA E TAKA 
یا‎ S, IU ALAR Fit. AMER db 
at Bo, te PLEX Eds, 看 起 来 他 有 点 老 态 龙 钟 , 但 是 只 
BAIT, 听 听 井下 的 声音 ,依然 能 逢 断 出 水 来 了 多 少 ， 


井 里 有 没有 毛病 。 
{BERK Y EFSF, 直到 最 后 的 二 年 ,水 也 是 属于 自己 
的 , 属于 大 家 的 。 


3&T3OULJE, WERE A RABI ATER, SUITE,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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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IR RUNE. 

ê THULE, Wb 4838 A RIT T 46 2 I RTT, 从 风口 里 
夺回 了 多 少 粮 食 。 

Ur Edge, E وج کرت وا‎ EEA Fonts Y AR 
进 的 号 角 。 

要 种 更 多 的 粮食 ! 

要 收 更 多 的 棉花 ! 

BERL £ DA I KE! 

MA, 就 需要 有 更 多 的 水 ! 

BOILIF EEA DI, Wy, HRRK LIP REAM 
sy 

MSS SE 358322 75 BULUM THX, ELK EU LU 
Ske fij fbi p AR, هار‎ Ske 90-70 Y s 

“ 博 格 达 呀 博 格 达 , 你 能 不 能 再 为 社会 主义 献 出 更 多 雪 水 ?” 

在 英雄 的 人 民 面 前 ， 天 出 怎 么 政 阁 惜 自 己 的 财富 呢 ? “ERE 
落 一 身 白 雪 , 就 化 成 流 不 完 的 清 清泉 水 。 

需要 在 戈壁 滩 上 开 渠 道 ! 

渠道 , 过 去 是 开 过 的 。 但 是 那 时 候 , 人 们 的 力量 还 敌 不 过 天 
公 , 泉 水 还 政 不 过 天 上 儿 毒 的 太阳 和 戈壁 滩 松软 的 沙 士 。 

千里 马 需要 勇猛 的 畸 士 ， 冬 不 拉 需 要 出 色 的 乐师 。 戈 壁 滩 
上 汪 大 渠道 , 需要 人 民 公 秆 这 个 巨人 。 

第 一 条 人 民 大 渠 建成 了 ! 

又 是 一 个 奇迹 在 戈壁 滩 上 出 现 了 ! 

清水 从 博 格 达 峰 飞 海 而 下 , 流 深 地 流下 天 册 。 在 天 山脚 下 ， 
大 渠 但 一 支 箭 似 地 直射 疝 痰 周 的 大 地 。 水 ， 欢 赐 地 穿 过 于 旱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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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土 地 , OTE RBI, روج‎ 激 起 无 数 白色 的 花 洲 。 这 
زر شم‎ PR AUER, WAM SS, CEU 

在 大 渠 底 , از و‎ AE AGB, ATT BD 
DAs MIREN, 又 光 又 滑 。 这 是 修 汇 的 各 族 民 工 们 精心 地 挑选 
SL PELE, HET SCR, 村 铺 则 成 的 。 修 这 条 有 中 以 来 头 一 条 幸福 大 
US, 是 吐鲁番 人 民 的 大 喜事 , MIHR E CRRA, RA LINE 
妆 还 要 费心 思 。 

人 们 是 用 纵情 的 歌声 , 笑 声 . 手 鼓 声 和 滩 声 迎接 最 初 的 泉水 
的 。 清 彻 见 底 的 水 渠 里 , 内 动 着 天 上 的 自 云 和 两 岸 欢乐 的 人 影 。 
TATA BK, 沿 着 人 们 开拓 出 来 的 道路 , IP RD SEHE PA 
RE D Eke. 

FEA LEIA eB ELAR, FH ARA ERE N 
هقی‎ AEN MS, HILAIRE û HB 
了 。 


Ty GS A>. 

水 , 激 沙 着 人 们 的 希望 。 

水 ,坚定 了 人 个 征服 更 多 戈壁 潍 的 信心 。 

AA RE S RTE 14] » 遇 到 肉 孜 海 利 同志 的 时 候 , Pe Sh: 
党 委 副 书记 一 定 会 兴高采烈 地 向 你 介 络 扩大 耕地 面积 的 计划 。 
| oe, FENN READER ENO ADR. TERESA 
Và 75 WS ZG EE A A, SEAL BLA, SEH BDF, REET 
Tic D UU AB, EAE 3c WIR E TINIE FIO, 都 会 使 你 目眩 
NE, PEASE. wb, M BCAA مه‎ EI TE Holt, 一 再 兴 
SCRA EMT, VERI DJ MELE RV UR 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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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ORE, جیار زد‎ ERT ZFT RRR, 今年 还 要 收 更 多 。 他 
说 来 说 去 , 都 是 粮食 , 好 象 他 的 以 葡萄 沟 命 名 的 公社 并 沟 有 那 四 
千 多 雷 葡萄 似 的 。 

你 看 , Achten HF E, RAE SVT. HEAR ns RON 
MARL, WAS As SBA A E AGE) 
a, HERON 

“要 不 要 先 去 看 看 新 开 的 高 染 地 ?” 

JL FF TET ERE, 只 是 公社 新 近 开 的 三 千 调 莞 地 的 一 部 分 。 
它 个 看 来 也 并 不 特别 显眼 , 跟 你 过 去 在 别 的 地 方 看 到 的 差不多 ， 
似乎 引 不 起 参观 的 人 和 多么 大 的 兴趣 。 

APES, 就 听 到 了 水 声 源源 , 来 到 了 那 条 人 民 大 渠 边 。 

肉 孜 海 利 同志 的 脚步 比 慢 了 ， 停 下 来 了 。 来 不 及 请 翻 误 同 
志 转 达 , 他 就 用 不 太 炖 熟 的 汉语 向 你 介绍 这 条 大 渠 的 来 历 ,一 面 
ê, MOSH FEHR, 

“这 就 是 我 说 的 那 条 大 汇 , 就 是 它 。 你 们 看 , KKH SH” 

你 也 不 知 不 觉 被 这 润 涌 而 来 .跳跃 不 息 的 洪水 所 吸引 , 在 它 
身边 售 下 脚步 , KAB EBI. URERÉUIKIS, ی زرد‎ EY LL PRE 
入 了 潍 洽 着 欢乐 的 上 生命 的 呼喊 , Dc aire, SURG TREE. Mild 
谷 的 果林 和 大 树 , RRR HURE, LEBEN. BONE, 你 也 许 以 
A ERY FMEA ALAA BR OIE TS, SERIE 
JL HUM PURA ERES HR C HELBG FRM RENE. 

AFA PUR وا‎ EHO BL. HAS, KBR 
Fa 1395۳ AL aE HMR. PORE, Bk 
SEAT SEOUL PRMD, WPT MAE RS 
SCE ERE BE £ HRA B REKÎ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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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 了 这 么 多 的 水 , 这 么 多 取 之 不 尽 、 用 之 不 况 的 天 山 雪 水 ， 
ACA 9t, 怎 不 数 这 位 满腔 革命 热情 的 锥 吾 尔 族 共产 党 员 ， 
双 神 贯 注 地 向 往 于 实现 大 办 农业 、 大 办 粮食 的 培 产 计划 中 去 呢 ? 

莱 壁 滩 依 旧 那 样 车 学 ， 天 气 依旧 那样 煤 热 ， 风 依旧 那样 儿 
JE. WAL, HEIDI DD HEL, ZEB LG IB PE 
EE, PETE AU pU KO f م۱‎ RR , Ze REESE REST PPR 
里 ,哪儿 还 能 找到 一 点 莞 凉 的 影子 呢 ? | 

在 一 望 无 际 的 戈壁 滩 上 , رال‎ ۲2 AT, Hon ور‎ 进 得 村 来 ， 
但 见 家 家 泉水 , F FEB, و کل‎ 水 渠 成 网 。 这 些 水 渠 里 的 
水 , SHITE LE DEI. KERNEN, TUE SULA. 
戈壁 滩 的 水 啊 , RTT AL, 日 夜 长 流 。 

你 看 , EERE SHER HELKE, 水利 队 员 在 村 外 勘测 、 设 
0 主妇 在 水 渠 
SBE AS, ACT LE PE ERE IE pt f T BUT EE TR, 
年 青 人 在 大 渠 岸 上 散步 ， 清 清 的 水 面 上 映 着 一 对 对 傅 候 着 的 身 
影 。 小 伙 子 强 着 琴 , 姑娘 们 宛 转 地 唱 着 ， 

EIL ESAE 
并 并 的 火焰 山 ; 
Hk I BI APA Ws 
a aA aL, 
Ki EWEEK, 
yk MT HAR ARE 
AGREE MS df Je و‎ 
"Hase 
19614۲ 11 月 岛 鲁 木 齐 一 -北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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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ATE EREBE. MERHEBA و‎ ALR FE AR 
X6, KERR ATL LR, (RPA REST 
从 水 路 走 。 这 不 仅仅 是 因为 顺 流 而 下 可 以 到 得 更 快 些 , TEAL, 我 
觉得 , BELTS CH CHR RT Fe EE e ctn uic t 
SL, Mt AEB E OMIT, LORE DU M. 
i. 

— GRSHRUE SERT AE ODE COE LTB. RAPT 
— JT EAT Pe ELT e PE SRT EDF, 通过 水 光 
۱۱۱ 66 HAS BRENT ASA KRE EP, HOS I TE GRE TRE 
EEA A SEET بل‎ B5 ARR ASE. RSME ART 
长 江上 航行 过 , RTE, 在 丽 森严 的 奇 景 而 留连 咳 叹 , 胸 
ره‎ RRC LT, HANE 
ار را‎ ORG 
PSEA, dif Erit Ed LTE APE AS 4 H/T HP TO 
(如 象 云南 的 南 溪 河 和 动 拉 河 ), LAOS ARR BU JR np, Fek 
ITEM AUS TE TOE, “BOAR, FDA E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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N, POEMS, f EL Ek, 极目 所 至 , REP EE HE, 胸中 
AAS CREE ELES ی‎ 

ABH, یاک‎ MEI BARE Ae fi TAT zn —— 18 
i:8iL. 

Jugar EHE. Siento DERE ERR 
#23) FÉREEBDSIDDUM. EAM REWE FAR CERERI 
a9, dE ATI REESE SS Y PATA RÉDUIRE. xut 
江面 , POT ADS A Qe ER ft, ELITR t ze TÎ T HERZE IK E 
测 的 激荡 。 在 夕阳 的 照 身 下 , 江 心 汪 发 着 钢 蓝 色 的 光亮 , DRE sc A 
JET HA تس‎ ^ c AI s 泽 在 江上 的 朽 树 断 枝 , 象 箭 似 地 
被 冲 到 远方 去 。 这 一 片 雄 俊 景象 使 人 不 禁 感 到 : TEM, 你 其 
JE — REE v st T 

但 是 , PRINS ATS IE PERI SER T LCS USAT HS VETE COE PRU 
xb EGRE D Dik. 

FELICE AE, ER RA RK 
BOR RTE AP AIC, ار‎ IET. 

BR AER DHE, SVR LE FE DÊ RC ELT AOI PK N 
Eh, MEREK. PE PIL, PINTS 
别 站 在 船 头 和 船尾 , 船 小 得 象 公 园 里 的 小 划 子 一 样 , 坐 了 四 、 五 
یرم‎ 便 沟 有 通 旋 的 余地 了 。 和 我 何 猪 们 而 行 的 , 还 有 另外 两 只 
不 船 ,一 只 是 为 农场 的 拖拉 机 次 柴油 的 , سور‎ T رس‎ 
浴 求 赶 街 的 花枝 招展 的 傣族 姑娘 。 就 这 样 , 我们 想 闭 一 叶 局 骨 ， 
Job زمر‎ D2 PETE RR TE. 

IRIEL, BMG MEA TALEND. Wik 
HEBD IRI ET, زار زر‎ ABE“ FUR TURK, EAE TI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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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. 内燃 着 万 点 金光‏ وک تا تن EUH ZE,‏ رس از 
RO vb E DEL, HBT — 1 Hei‏ دک , 在 我 们 眼前‏ 
BEA TE. KATE, ZT‏ زا وس 
林 , 忽而 冲 过 木棉 成 林 , EERO IN, 20 REOS GE‏ 
密林 潍 处 的 山村 。 有 时 我 们 府 过 了 一 片 浩 沾 洲 洲 、 波 平 如 绥 的‏ 
DCTs AFI RAEI: TSR, EC REDE LM‏ 
ATS RAMBLAS DEO BRE. ATK‏ 
BYALA RIM TC e ERU E A IRA‏ زرم 
BSc, ATT, DERE, 森林 和 辆 管 , 都 显露 着 一 层 层 由 于 江水 冲‏ 
HT ERKE ERGE Dias, HRH MOK ERE EH — Hn HH IS‏ 
WHEAT AS, AA SUAE KE, 有 的 群集 成 障 , 把 寅 天 平整 的‏ 
江面 上 顿时 分 割 成 许多 庙 急 如 瀑 的 角 荡 。 江 心 和 江岸 的 器 石 都 是‏ 
BOE Cy, WOE TICINO RK, EMBER Be‏ 
JE, 在 阴 光 下 , He DU CAE DIR KRE.‏ 

润 瀹 江 的 西岸 是 壮丽 的 , 直人 能 的 。 无 论 是 山峰 上 KHE, 
都 密生 着 森林 郁郁 的 亚热带 森林 ,密林 者 被 从 生 的 芯 蕊 构 队 着， 
MBER, 许多 参天 巨 树 身上 都 波江 了 各 种 各 桩 的 附 生 植 物 , 从 树 
HEEE, ATR, AMIR A 
的 长 里。 我 还 是 第 一 次 发 现 , اد رز‎ CETTE EL BA, 
营 有 着 这 样 惊人 的 巴 强 的 生命 力量 。 随 着 年 复 一 年 的 江水 的 汇 
3c, 它们 所 据 以 生长 的 土 层 都 被 波浪 冲刷 干 闪 了 , 但 它们 仍然 是 
在 枝叶 繁 蕊 地 生长 着 。 许 多 大 树 的 根 , IUPAC EME, 另 
Ag AD WCW EE ERR NOT AE, 在 它们 的 树干 上 , aic E El 
AIRE, EMV PRORA AS. Y6— Mot MU ET 
EF, ES AWB 1:93 Efe B EU REMRER zz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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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GE زرد(‎ c — OR BS E — RE, Jo مه لس‎ n R8 EC b 
蕊 果树 , 树 上 正 盛开 着 黄色 的 小 花 , 它 的 茂盛 的 枝叶 , BUTE 
的 旺盛 坚强 的 生命 力量 。 

但 是 , 所 有 这 一 - 切 , 多 全 都 是 我 在 归 涂 的 航程 中 注意 到 的 。 
去 的 时 候 , LEME SLANT foc T, 我 应 当 坦白 地 说 , 我 们 的 全 部 
注意 力 痢 被 行船 的 惊险 和 船 工 们 那 称 举重 车 轻 、 展 险 如 夷 的 高 
度 纯 熟 技巧 所 吸引 了 。 我 还 是 头 一 次 句 历 这 样 惊 附 的 航程 。 在 
江上 , 我 们 的 小 船 走 得 和 汽车 一 样 快 , 我 觉得 , 我 们 的 小 船 几 乎 
是 随时 都 有 被 惊 潜 疮 浪 揪 翻 的 危险 。 但 是 ， 在 我 们 心目 中 的 每 
“KEE, 在 我 们 的 船 工 的 控 角 自如 的 掌握 下 , 都 轻易 地 
在 安 渡 过 了 。 和 我 们 同舟 共 济 的 这 两 位 傣族 青年 ， 不 论 过 见 什 
KYL, AWE. REHÊ BD, HERRE NAT RA LH, 甚至 
ازع‎ USE DF EK. MPT IHG TE Rk, 
才 时 拿 起 竹 篇 。 这 两 件 平常 的 东西 ， 在 他 们 手中 仿佛 具有 着 某 
f 当 中 时， 
只 见 他 们 不 慌 不 忙 地 左 的 几 下 , رک ار‎ 小 船 便 马上 顺从 地 划 
HTB. 

在 无 十 里 路 的 航程 中 , REE = A fec c HT”, 也 就 
是 险滩 。 这 些 险 滩 ， 实 际 上 是 由 江面 的 突然 的 落差 所 形成 的 一 
段 瀑布 似 的 惫 流 。 从 几 里 路 以 外 ， 便 可 以 听 得 昂 这 些 险滩 的 叱 
声 , 好 象 是 沸 跨 的 开水 一 样 。 这 时 , 江面 突然 下 降 , RR CH 
流 把 一 只 只 小 船 好 象 是 一 段 段 木料 似 地 从 上 面 抛 下 去 。 我 几乎 
没有 和 看 清 我 们 的 船 是 怎样 冲 下 去 的 ,我 只 听见 了 一 片 水 声 。 我 们 
的 小 船 好 象 是 被 一 支 无 形 的 五 手 一 下 举 到 浪头 ， 按 善 又 扔 到 溉 
JE, 然后 , 又 象 是 坐 滑梯 似 地 朝 着 下 游 急 吏 而 去 。 但 是 , 前 面 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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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E SEIS, — EBE MT AY Fi SEXE ^8 rc ول زج ور‎ V, SB 
头 冲 到 黑色 的 网 岩 上 ， 又 被 揪 得 粉碎 。 难 道 我 们 的 小 船 可 能 不 
LFS ASEM WA TI EAE EE? 我 们 把 一 切 者 
Zeit 使 我 们 不 能 不 信任 他 们 , 因为 
即使 是 在 这 时 , 他 个 也 还 是 在 小 声 地 唱 着 歌 。 果 然 , 他 们 是 值得 
信任 的 , 他 们 一 个 在 左 、 ~ER BEERS Y JL FA, 我 们 
的 直 奔 石 崖 而 去 的 小 船 , 在 高 石 盎 一 丈 开 外 的 地 方 , FS. EE IIL 
地 向 右面 改变 了 方向 ,就 仿佛 我 们 不 是 置身 险 境 , 而 只 不 过 是 在 
本 裔 的 湖水 中 行船 一 样 。 但 是 , 我们 的 险 境 并 没有 完全 过 去 。 另 
外 的 险滩 文 在 前 面 窗 向 阔 我 们 了 。 在 雷鸣 般 的 波 渚 声 中 ， 一 询 
黑色 的 高 大 雁 石 ， 象 一 排 妖 利 的 牙齿 似 的 之 立 在 前 面 。 在 它们 
zen, WOE CRE, IB, 好 象 是 开 了 锅 的 水 。 我 们 的 小 船 又 
GEA KE EAH BIT yp ALE HM. HE, HUE 
在 这 里 , SUP MIA PEAS EM. ALS ZHU HR, 前 划 
JRE, ARH OH BL LI A AA LAE D PRU, 3538] — 2F 
ARRAS HRT. TTP hte BUM RFT — 14, RT ¥ 
操 着 船 艇 的 双手 ， 注 意 到 四 图 的 景色 。 群 山 被 柴 色 的 雾 需 能 时 
着 , ok ihi E823 36 — AA. 江岸 上 , REA IER E 
SAP. BUR TIGE T. BUM EFE 
大 声 向 岸上 的 姑娘 唱 起 情歌 来 了 。 

但 是 ， 我 在 这 时 却 完 双 陷 人 到 沉思 中 去 了 。 从 这 两 位 杆 质 
的 船 工 身上 ， 我 念佛 受到 了 深 深 的 启示 。 这 是 两 个 普通 的 俱 族 
青年 ,他们 的 身材 并 不 高 大 , 但 他 们 却 有 具有 着 一 种 我 们 所 难于 识 
想 的 互 大 的 力量 ;一 能 饮 剧 服 惊 浅 急 滔 的 力量 。 洞 洽 江 是 一 个 
رد زا‎ A, 可 是 , 当 人 们 研究 和 洞悉 了 它 的 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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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 习 性 和 特点 , BAAR Y "IS Fh: — BER ie A BE HE, PE EFE FE FH 
HEMI, APRA Tee AMARA. HBR He 
SORE ATI PE, TE CYT RPE AE, 在 我 
个 前 面 难道 还 会 有 什么 不 可 跨越 的 风浪 和 不 可 战胜 的 困难 是 ? 

我 的 这 个 想法 , 在 我 们 归途 的 航程 中 , 又 得 到 了 进一步 的 证 
明和 充实 。 

BAYT MAM, EEF ERR, FERRE 
UK RD I], 不 但 次 有 使 我 们 感到 疲劳 ,反而 使 我 个 更 加 
充满 了 精力 。 我 们 必须 坐 船 回去 。 如 果 说 ， 我 们 已 交 亲 身体 会 
了 这 里 的 船 工 倍 的 剧 服 波 渚 的 惊人 技巧 的 话 , 那么 ,我们 就 必须 
进一步 了 解 一 下 , 人 们 是 怎样 地 迎 着 急流 逆流 而 上 , 把 船只 划 到 
上 游 去 。 

我 个 坐 的 是 另外 一 只 修 船 , 船 工 是 两 位 更 如 年 轻 的 青年 , 这 
使 我 们 在 开始 时 不 名 感到 有 些 懂 惜 。 但 是 ， 过 了 不 久 ， 我 就 发 
更， 我 的 一 切 疑虑 都 是 多 余 的 。 测 沦 江 上 的 每 一 个 俱 族 和 汉族 
的 船 工 , 都 值得 我 个 同样 地 信任 和 钦 侯 ,他 倍 对 于 江上 的 每 一 块 
MERE, AERA PE, 每 一 片 浪花 , 都 熟悉 得 象 自己 手 上 的 掌 秘 一 
样 。 不 过 , 虽然 如 此 , 在 这 样 的 水 深 浪 和 急 的 激流 中 道 水 行 调 , A 
不 象 是 奢 流 而 下 那样 地 从 容 和 愉快 了 。 可 是 , RA, 我 在 我 们 的 
新 伙 件 身上 , 又 发 现 了 另外 一 种 售 人 钦 和 敬 的 特点 , 这 些 熟 知 水 性 
的 年 轻 人 ,不 但 有 着 在 激流 中 行船 的 范 熟 的 技巧 , 而 且 还 有 着 和 
TRRERIRXEÓ E TEE و‎ Sb SF RR, ARM ASU f 
而 上 时 ， 他 们 不 天 使 用 木 奖 ， 更 多 地 用 那 安 着 铁 央 的 长 竹 和 党 作 
为 武器 。 小 船 治 着 江岸 前 进 ， 他 们 用 长 篇 撑 住 江 底 或 者 江岸 的 
岩石 ， 把 船 一 这 一 丈 地 、 一 尺 一 尺 地 撑 向 前 去 。 波 淮 冲 打 着 船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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身 , 船 身 抗拒 着 波浪 。 但 是 , مزر‎ Son Y ROS رز‎ 
智 杰 。 虽 然 我 佰 的 小 船只 能 以 比 步行 略 快 的 速度 向 前 驶 进 ， 但 
我 们 歼 究 是 在 不 停 地 前 进 闭 。 一 切 波 海 和 刘波 都 不 能 使 我 们 后 
退 一 步 。 可 是 ， 这 得 需要 人 们 付出 多 大 的 数 力 和 机 智 啊 ! 当 他 
们 把 长 篇 支撑 在 一 块 碟 石 的 一 个 图 润 里 (这 是 被 无 数 长 简 的 铁 
estos hs AID, 用 力 把 小 船 推 到 一 浆 以 外 的 上 游 之 后 , BE 
Ji 4138 Es SRI A — DA SB, AS 
秒 钟 的 迟疑 和 延误 。 不 然 , AB SBE INT B DEAE At s, 然 
后 一 切 双 得 重新 来 过 。 但 我 们 的 船 工 一 次 也 没有 失误 过 。 他 们 
有 时 会 从 山峡 中 渤 沁 一 下 , 从 右岸 划 到 左岸 .但 他 们 从 来 没有 在 
激流 面前 退 精 过 , 他 们 从 来 也 没有 表现 出 芒 革 的 手忙脚乱 、 束 于 
TER, WER en AE, PE HE 
ور تا‎ RHE. AAAS, با عماج تا‎ 
ZU Eid n DEPOSI, WR RE FED WI PASEOS E 
di. PAPUHDE—MESLIESREAUR AES MEI, di PA, Rc REALE 
Je PAM Ae c-r pe, AL ED ATES THF 
指 掌 ， 他 个 的 刊 断 总 是 毫 砷 不 更 的 。 

有 了 时 ， 当 我 何 的 小 船 需要 通过 一 段 瀑 布 似 的 急 访 时 ， 便 开 
始 了 一 场 人 和 自然 之 间 的 角力 。 我 舍 的 船 被 推 到 了 沸腾 的 浪花 
中 , 这 时 , 我 们 的 船 工 们 便利 用 水 底 的 石 陵 , 用 长 篇 把 小 船 固 定 
dole, 不 让 波涛 把 它 冲 走 ; 测 涌 的 波涛 不 甘 退 让 , 猛烈 地 击 打 着 
我 们 的 船 身 ， 企 图 把 它 抛 到 下 游 去 。 但 是 ， 它 们 一 点 也 不 能 得 
腺 。 我 何 的 小 船 在 两 根 竹 篇 上 面 稳 固 地 停留 着 。 波 浪 疯 狂 地 冲 
击 着 ,人们 一 点 也 不 示弱 , PRED c FEE ES Re 
Hoi, Y E E JE, 但 人 们 仍然 着 强 地 坚持 着 。 最 后 , DERRY 


i 


TD WRIST. ub, A Met RS و‎ PPD I 
Biz, 把 船只 胜利 地 推 向 前 去 , TT A EET ER A 
TERE. CRUE ZS, 我 们 又 安然 前 进 了 。 

就 是 这 样 ,我 们 越过 了 一 个 又 一 个 的 山峡 , 撑 过 了 一 个 又 一 
个 的 险滩 ， 极 其 艰苦 然 面 又 是 十 分 顺利 地 走 完 了 全 部 航程 。 使 
我 们 多 少 有 些 遗 憾 的 是 ， 我 们 在 归 航 的 路 程 中 虽然 走 了 差不多 
一 整 天 ， 但 我 们 仍然 没有 能 够 凑 意 观赏 一 下 澜沧江 两 岸 的 雄 人 
森 郁 而 又 婚 娴 动人 的 美妙 风光 。 我 们 的 船 工 的 惊人 的 逆 力 吸引 
了 我 们 的 大 部 分 注意 力 。 两 岸 的 美丽 风光 ， 在 我 脑子 里 只 是 印 
CFT E46 MS M P E FI t — i JF EE EST JR AE Hes — DER 
整洁 高 大 的 甘蔗 田 ; EGET T CAN JM RETE EMR 
AE — 4c fto TTE Mer P o ER Ts 一 船 船 的 货物 和 
旅客 从 我 们 身边 飞速 地 掠 过 ; 随处 都 可 以 天 面 的 ,变幻 万 端的 南 
国 风 光 ……。 而 这 一 切 , 又 都 汇 成 了 一 个 总 的 印象 ; 在 像 大 的 测 
沦 江 的 怀抱 里 ; 在 我 们 腿 前 呈现 的 是 一 片 无 比 壮丽 ,无 比 丰 富 的 
大 自然 的 面貌。 

但 是 , 人们 此 大 自然 更 加 壮丽 、 更 加 售 大 。 人 们 有 着 比 大 自 
然 更 巨大 的 力量 。 你 看 ， 和 我 们 一 同 在 润 洽 江上 上 度 过 了 两 个 美 
好 的 日 子 的 儿 位 平凡 的 年 轻 人 ; 在 他 们 身上 就 笨 著 着 何等 深 摩 、 
何等 坚强 的 力量 ! 他 们 获悉 澜 洽 江 的 一 切 ， 就 象 灼 悉 自己 航母 
灯 一 样 。 他 们 掌握 了 济 洽 江 的 一 切 奥 顷 ， 他 们 又 有 着 劳动 人 民 
的 另外 一 种 美德 -一 百 折 不 搁 . 坚 刺 闫 强 的 效力 。 这 样 , 就 使 这 
儿 个 瘦小 的 修 族 青年 具有 着 那 种 可 以 使 江河 为 之 让 路 、 山 呈 为 
之 储 首 的 征服 一 切 困难 的 斗 重力 量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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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 HE E EMIRE FREON, Bee eet, AAV 
晴 。 

四 边 没有 山 ， 也 没有 树 ， 青 草 的 尽头 就 接着 天 际 。 云 影印 
BNE, MAW, KAMAN (5 
高 下 溶解 在 一 起 了 。 

草皮 下 面 有 着 一 层 很 厚 的 腐植 质 ， 人 杰 路 在 上 面 ， 只 迪 
SMH, Rae ERDE. 

这 雨 过 天 晴 的 时 光 ， 是 草原 上 最 明媚 的 时 光 ， 不 管 是 什么 
时 候 ， 即 便 是 深秋 也 轩 ， 只 要 在 新 雨 初 过 ， 太 阳 一 出 来 ， 光 线 
照射 在 草地 上 面 ， 远 远 望 去 ， 都 使 人 感到 有 一 种 春天 的 气息 向 
人 面 扑 来 。 空 气象 蜀 滤 过 似 的 ， 不 带 一 粒 人 尘埃 。 羯 微 的 雨 珠 还 
在 大 气 里 面 游 浮 闭 ， 还 没 等 它 凝 察 成 更 大 的 丽 点 儿 ， 天 就 放 博 
YT. PORE ESE Poke, RARER, 

E. GTO PB eo, OK TER‏ رویز تاد زا 
ORE. DENTE, HKH, HEEE‏ 
RA PRINS, EHH, BOR, BHR.‏ 

BOM MR TY, CRU, HR ره‎ ۰ RA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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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HKE TFI, EEE MEM. 

HE 6۳9 رز‎ REE BREE GHEE, 
AIRE باق رت رک‎ CU A iate 
BE. ۳ EM), £ ARH, REEMA 
از از‎ IE MÀ BOT T FRE REE TIL 

AUC WERE, HORE BRU رت زر‎ "UU 
的 香气 也 是 长 新 的 ， 它 仍然 会 放出 强烈 的 香气 来 。 

就 和 海边 上 的 人 扮 具 内 一 样 ， 章 原 上 的 人 雨 后 就 来 采 饼 
m. 

an‏ و وی ی نی ییون یه 
ent‏ رس SILER ASE, TE,‏ 
SEW T EKE REE.‏ 

33 عوجر‎ ARE, PTA ریت‎ HHR 
WE, از زره ترارح‎ ade 6 FYE! 

AAR رز ورگ‎ ART ARO A ALBIS E A RRETH 
WOK. 

内 蒙 在 过 去 是 没有 工业 的 ， 自 从 大 跃进 以 来 ， 内 蒙 的 工厂 
就 象 雨 后 的 侠 蓄 一 样 哟 出 地 面 上 来 。 

我 们 先 不 要 去 说 包 钢 ， 也 不 要 去 裔 白云 鄂 博 了 ， 因 为 那 已 
是 尽 人 此 知 的 事 了 。 

我 们 更 不 要 去 说 那 大 型 的 铁 矿 和 那些 其 它 的 金属 矿 践 了 ， 
因为 这 都 是 人 们 早 就 熟悉 的 事情 了 。 

我 们 只 襄 一 说 雅克 石 乳品 加 工厂 ， 就 是 够 使 人 兴奋 了 

PS LEHR, BULL TIE, BRT PR, ABIL 
LF SILL TAS. HEP RRR ELH مورا‎ BO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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SERME MK, xb iE CIR T f PA 

草原 上 的 牧民 都 会 用 自己 的 双手 来 作 奶 酷 乳 粉 ， 但 是 更 在 
这 个 乳品 加 工厂 却 出 现 了 神话 般 的 场面 。 用 不 着 恕 过 人 们 的 双 
手 ， 千 奶 就 会 成 为 乳 粉 ， 只 要 人 们 把 牛奶 从 这 边 源源 不 断 地 加 
进去 就 成 了 。 在 这 边 加 进去 的 分 明 是 水 溶 深 的 和 牛奶 ， 在 那 边 出 
Sin, PLT SLUT. 

AABN Lit, جرا تزا‎ 
jM 4E Reet Eh روز‎ fa — REN SLD T ۰ 

人 们 看 不 到 年 奶 怎样 流动 着 ， 人 们 有 眼前 看 到 的 只 是 一 些 有 
趣 的 管道 。 和 牛奶 象 泉水 流 进 奇 妙 的 地 层 样 的 ， 有 时 碰 到 火 深 
HL, ATS MTB DC WIKI, 有 时 又 会 流 过 奉 狂 的 崖 姓 , 有 时 
双 会 跌 进 一 个 大 湾 渴 里 ,不 停 地 受到 旋 提 ……。 所 不 同 的 是 ;号 
Aki Hole REK, FTE HHH ELE T RES D SLB T. 

f PRI SCREAM AE KI ERT, REE سار‎ ER تلا‎ 
着 你 宕 破 那 乳 粉 的 秘密 ， 那 你 最 多 也 只 能 看 到 一 小 部 分 ， 再 不 
会 更 多 了 。 那 就 是 你 从 干燥 车 间 的 小 玻璃 密 可 以 看 到 所 粉 不 断 
地 在 加 多 起 来 。 

你 会 象 一 -个 苇子 ， 从 那 优 膏 中 的 树 润 里 ， 和 看 见 那 不 断 地 在 
KHMER LY, AIR RT DU BAS DU STE LOS UE Co 
长 着 ， 不 断 地 在 增长 着 。 最 奇妙 的 是 你 不 能 用 手 来 角 到 它 ， 宅 
不 会 接触 到 什么 的 ， 它 拒 克 一 粒 不 管 有 多 么 小 的 灰 全 ， 它 也 从 
不 混合 什么 杂质 … *， 它 的 壁 浆 也 一 相合 你 舍不得 用 手 去 触摸 
它 …… 它 就 是 这 样 带 着 纯 关 和 流 养 被 迁 到 年 青 的 母亲 的 案 前 ， 
PEW LOKE, BEA RIE LT, 

(LE, HRA ALAIN AREA RA FUN, D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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اسر داح رس 8G‏ و رز AFF fib‏ 

۱۱ FR P LE T 

۱ DU, Je Uu bk, BiH. 
现在 我 们 来 到 了 黄河 边 上 的 制 糖 厂 了 ， 

三 年 前 这 儿 还 长 着 没 人 的 高 草 ， 现 在 却 出 现 了 一 片 淡 条 色 
的 厂房 。 这 个 厂房 整个 儿 都 是 淡 条 色 的 ， 蒜 加 是 淡 闲 色 的 ， 机 
器 也 是 淡 条 色 的 。 

任凭 机 器 日 夜 不 停 地 旋转 着 , 但 是 ， 却 听 不 到 一 点 儿 噪音 ， 
HUBRIS, RSPR, 0 

REA BITE, UUT—^-DINRBO 483: REA BOZE 
气 是 流通 的 ， 没 有 一 点 有 问 人 的 感觉 。 这 儿 的 机 器 都 是 甜 的 ， 
但 是 却 没 有 一 只 巷 蝇 。 

它 也 和 乳品 加 工厂 一 样 ， 知 食 了 成 千 果 万 的 糖 ， 它 的 结晶 
是 透明 的 ， 粒 粒 晶 蕉 ， 就 和 天 空 疆 落 的 雪 起 一样 。 

不 要 再 氢 就 了 吧 ， 也 不 再 襄 那 些 肉 食 加 工厂 、 制 革 厂 、 毛 
I TW 

E SE SC EXEC DERE FE REEVE? 

AB ARAL, IE AUR ty AERE BU SH Hk. 

FEK xb DATAE C Ee, PALES — PRG, FUEL D REDE A RR 
AB, ERIE AB BUR c HIR, BEHR FE FRU , EMH, — 
RR, OZER, KER, BUR EAM, BRE 
"ELEC BREBEX". 

AMPIA SEA RIE RF AER BLAM! ERASER DH 
关 ， 使 你 能 看 得 到 更 远 的 事物 。 而 且 ， 你 也 不 要 忘 亿 采集 一 柳 
条 篮子 的 鲜 蘑 回来 呀 ! EFL E AMAL REE, 当 你 摘 采 它 的 时 候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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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 的 手指 实 上 都 会 挂 着 香 ， 世 界 上 有 什么 香 ， 能 香 过 草原 上 的 
AY ESE! 

不 要 忘记 ， 去 看 看 雨 后 的 草原 吧 ， 虽 人 然 涉 鸡 不 时 了 了 ， 百 灵 
访 儿 也 熏 得 起飞 ， 但 是 那 白 裕 林 际 的 小 径 传 来 的 香气 不 是 也 正 
在 吸引 着 你 呀 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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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南 水 乡 
HO 


”春天 来 到 了 江南 水 乡 , RAAT EARS T KR. RUA 
负 了 这 个 播种 的 季节 ， 生 长 的 季 有 ……。 | 
一 一 题 刀 


拉 d 


早晨 , 小河 边 一 片 金 光 。 我 碰见 三 、 四 个 拉 绊 的 人 。 长 长 的 
(EH d EM ELATI. 
拖 悉 的 人 在 阳光 里 倾倒 着 上 身 ， 侈 着 腰 ， 用 力 地 提 闭 脚 
我 局 上 跑 了 过 去 ， 站 在 他 们 中 间 背 起 绊 绳 。 我 觉得 我 也 是 
拉 刍 的 , 我 们 每 个 人 都 是 拉 久 的, 我 们 是 用 理想 的 狂 绳 ， 拉 着 -~ 
HATIM KI“ ۱ 
如 于 嘉兴 





mz HB 
KEMERE, وا ار‎ T) AE کورچ‎ TE ERK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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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桑 叶 , Ye SEA D T خر از‎ SIGE de 
PAWEL, BALMORAL رز‎ 要 换 回 成 
JEUX IRIS RH. uL PH SCARE SRT AR RN, XHAR 
مخز[‎ ۱۱ RR: 
“Be JL BEAM LGD Sh ek, 每 -一 个 善良 的 厌 望 都 要 用 勤 


BENE, اج‎ | 
— RETO 
Bs VÉ HM 
HER AE AE تب رز‎ HH des, EL A ATH YE 
回来 。 


需 泥 的 青年 和 姑娘 ， 要 使 乌黑 的 河 泥 变 成 金黄 的 稻谷 …… 

听 ! 我 们 的 劳动 就 是 要 使 且 的 变 美 ， 无 用 的 变 成 有 用 。 鸡 
怪 顺 泥 船 上 的 歌声 不 断 …… 

本 来 有 劳动 的 地 方 就 有 欧 声 。 





起 于 南汇 


8 FH 


一 块 块 的 水 田 , RET PE. RI, 晚上 又 来 
FH. RMR RITE JG, UF RITE Ke 

我 觉得 这 一 块 长 得 又 条 又 好 的 秧田 ， 和 象 一 块 儿 色 的 软 软 的 
地 和 检 。 这 是 上 生命 的 地 和 夸 ， 和 神奇 的 地 千 ， 只 要 等 到 插秧 的 季节 一 
到 , رز زر راوس یز‎ BE EXE HS ICRU ALES, FE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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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OTE, TERA BK EH SET, 使 整个 田野 变换 颜色 , B EDAX ASIE 
fir. 

生命 旺盛 的 秧苗 , i VD REOR A AE ir DPI, 日 夜 用 劳动 
TEE SF PL, 我 把 你 捧 在 心 上 。 





“HUT AB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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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OH 


BIKNN, RAD. BM BA eae, 望 着 
WRI, 云 起 云 飞 。 月 亮 图 的 时 候 , ERR. MEER 
的 天 海上 , BEER, RR, 后 到 礁石 上 , DR A JL sc 
高 的 零 浪花 ， 泛 力 冲 激 着 海边 的 确 石 。 那 礁石 满 身 都 是 深 沟 浅 
BS, 坑 坑 坎 坎 的 , AALS E El, 不 知 叫 座 担 弄 成 这 种 怪 

所 个 年 轻 的 姑娘 未 着 脚 ， 提 闭 裙 子 ， 嘻 嘻哈 吟 追 着 浪花 玩 。 
想必 是 初次 认识 海 ,一 只 海 随 , LY Rod, 她 们 也 感到 新 奇 有 趣 。 
JE BEBO MEAT E RBS ار‎ BOUES, MIU TT a ER 
来 了 : 礁石 硬 得 跟 铁 差不多 , 怎么 会 变 成 这 样子 ?是 天 生 的 , 还 
是 钻 子 羡 的 , 还 是 怎 的 ? 

“是 叫 浪花 咬 的 .”-- 个 欢乐 的 声 秋 从 背后 插 进 来 。 说 医 的 
人 是 个 上 年 儿 的 渔民 ， 从 关 找 岸 的 渔船 跨 下 米 ， 腹 下 黄油 布衣 
dli, NAA BME ما‎ 

ATA T SEER. “WEA, ERK? 怎么 小 到 
我 身上 , 痛 都 不 痛 ? 咬 我 一 口 多 有 趣 。” 

老少 民 慢 条 斯 理 说 :“ 咬 你 一 口 就 该 时 了 。 别 看 浪花 小 , 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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数 浪花 集 到 一 起 , 心 齐 , SOM را‎ 就 是 这 样 咬 啊 咬 的 , we E LTT 
年 , 几 千年 , 儿 万 年 ,哪怕 是 铁 打 的 江上 ,也 能 吓 它 变 个 样 儿 。 姑 
ipi. 你们 信 不 信 ?” 

RH, LM LARS DPE AIRE, RARE IEA 
FOZ TUR, HIKE ASE, BUEN. Mdb 
那 眉目 福气 ,就 像 秋 天 的 高 空 一样 , 又 清 朗 ,又 深 沉 。 老 渔民 六 
Si, ASA s APRI RE, 早 回 到 船上 , AE, 动手 收 扮 着 满 
fH نا ال‎ i RE AA JL. 

SR IEEE A ERIT ORE ADEE, MAREE. HIL 
OF, ABER AN. BARRA MME, HEP او‎ 
JL, و‎ 22 A SILAGE. AMR کم‎ ES LU AAAS 
AAR, BOBBLE IME, ARPA ی‎ EF DUNE 
故 。 人 家 从 少 走 南 阐 北 , BARS, 见得 广 , 生产 队 里 大 事 小 事 , 一 
有 难处 , 都 得 找 他 指点 , HARK, BARRA RRO 
wy.” 

此 后 一 违 儿 日 , BTR, MMM WERIN, 不 能 出 门 。 这 
一 天 晴 了 , FPN, 我 披 着 一 片 火 并 的 霞光 , 从 海边 散步 回来 , I 
SAR FE STEEL IEA CERT AD HL, AD LSAT AE 
HEBE ET). AT ALI. EST, ۳ 
TEESE 

我 招呼 说 :“ 老 人家, MLM 0 2 2" 

PHS DT WRB. TE, 同志 , 天 不 好 , 队 里 不 让 咱 出 
Hg, | NERS.” 

我 说 :“ 象 你 这 样 年 刀 , SE RAI,” 

FERI TER: AREK, FARRER? 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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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RSE, 二 不 里 ; 叫 我 坐 着 吃 开 饭 , EFER, HU, ARLE 
HE, 咱 服从 ; HERE, 这 双手 可 得 服从 我 。 我 就 档 急 网 ， HA 
£j, 照顾 照顾 生产 队 时 的 果木 树 , 再 不 就 推荐 小 车 出 来 走 走 , 帮 
人 麻 磨 刀 , Sh ,راز( زا‎ 反正 能 做 多 少 活 就 做 多 少 活 , 总 得 尽 我 
的 一 份 力气 .” 

“看 样子 你 有 天 十 了 吧 ?” 

“哈哈 ! APT 这 斐 子 别 再 想 那 个 好 时 候 了 一 一 这 个 年 可 
Hi ”说 着 老 泰山 担 起 右手 的 三 根 指头 。 

我 不 禁 惊 疑 说 ; “你 有 七 十 了 么 ?和 看 不 出 。 身 板 骨 还 是 返 磷 
Bj." 

Edel. “OH, 硬朗 什么 ? 头 四 年 , 秋收 扬 场 , 我 一 连 气 还 
能 扬 它 一 两 千斤 谷子 。 如 邻 不 行 了 ,用 辟 害 过 风湿 痛 病 , 抬 不 起 
米 。 麻 刀 磨 前 子 ,用 尺 往 下 使 力气 , 这 类 活 儿 还 能 做 。 不 是 腹 辟 
拖 果 我 ,前 年 咱 准 要 求 到 北京 去 油 潜 人 民 大 会 党 。” 
pei PE wy LARD WE,” 

“AE AUK, 自 少 东 奔 西 跑 的 , 什么 不 得 干 。 千 的 党 生 多 , UT 
的 也 古怪 。 不 瞒 同志 襄 , 三 十 年 前 , 我 还 赶 过 脚 呢 。” 褒 到 这 儿 ， 
PAR u fe 39 TIE TK fae E BET HC, RE BERS, — IRAE ARE. “BB 
时 候 , 北戴河 跟 仿 天 可 不 一 样 。 一 到 三 伏天 , WARMERS ER 
是 蓝 服 珠 的 外 国人 。 有 有 一 回 ， 一 个 外 国人 看 上 我 的 驴 。 提 起 我 
3555, WL Ky BB, رت یلاس و‎ 四 只 踊 子 可 是 
白 的 。 这 有 个 讲 完 ， VIRE, HER, REMEBER E. 
IIE A AER RASSE TR VT. BCR, 他 媒 贵 。 你 媒 贵 ， 
我 还 媒 你 腑 呢 。 胜 得 象 条 大 和 白熊, 别 压 坏 我 的 新 。 讲 来 齐 去 , 大 
白熊 答应 我 的 价钱 , EDET PR, 欢 欢 豆 喜 照 数 付 了 脚 钱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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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I ABBR AS LAR, 警察 局 米 侍 我 , 说 是 有 人 把 我 告 下 了 , 告 我 是 
AGT, DER ARTUR, ” . 

RUB ار‎ MEE, BRET AR, 2۱۳۱ 
Be: RYT RET M. وتا‎ RE EIB, EERE, (RZ BERE 
TEAR TEAL BS? EE BES eG, RE BR RS, 望 着 我 乐得 
PAA, FELT. (hist. RMR, REE MRA 
EES, BUSA. BRR, lh, 这 不 是 , BEATIN 
eT 

REME: WE Me A RC 

EAU: “HÊ RO frr KDE, 你 听 着 啊 。 这 回合 省 事 ,也 
不 用 二, be A Re ES, EY, ALATA AS, fil 
REA, FEU RR IN, dbi E ERIS SUE JL 2b KEE, 答应 回 
头 再 加 点 脚 钱 。 到 秦 ad 个 来 回 , 整整 一 天 , APPT ATE ER 
湿 淋 淋 的 , 顺 着 毛 往 - 你 说 吓人 心痛 不 心痛 ?” 

我 插 问 道 :“ 脚 钱 加 了 没有 ?” 

FE ASU ERE BE, HORE BE "deny Ar 他 连 一 个 
铜 子 儿 也 不 给 , BEE E pe focale E HEKE, 者 包括 在 办 啦 , FR, 
BUSA. CHT! CS! ARRAS.” 

3 CFE, SE PEK, 他 是 哪 国 人 ?” 

SERUM we, RVR. BULA HE, 美国 - 飞机 又 
偷 着 较 进 中 家 里 。 三 十 年 前 ,我 茉 身 吃 过 他 们 的 亏 , XERE 
没 算 清 。 要 是 倒退 五 十 年 , 我 身 强 力 夺 ,今天 我 呀 一 一 ” 

RFD Eî EE KER HEH. “剪子 磨 好 没有 ?” 

FER DR, ET.” MKS ADI 9), 大 再 对 我 
笑 着 说 “了 瞧 我 磨 的 剪子 , 多 快 。 你 想 前 天 上 的 云霞 , سل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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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 被 ,也 前 得 动 。” 

西天 上 正 铺 着 一 片 金光 煤 烂 的 晚霞 ， 把 老 秦 山 的 脸 映 得 红 
GM. ZAMMIT, HPL, 跟 我 道 了 别 , 推 起 小 
Hide T JLI, 双 停 下 , 恋 腰 从 路 边 招 了 枝 野 菊花 , 插 到 车 上 , 才 又 
推荐 车 慢 慢 走 了 , 一 直 走 进 火 红 的 霞光 里 去 。 他 走 了 , 他 在 海边 
MILAM HBA, RR, Sede 
浪花 , 跟 无 数 浪花 集 到 一 起 , 形成 这 个 时 代 的 大 浪 湖 ,激扬 飞 小， 
早已 把 旧 日 的 江 册 变 了 个 样 儿 ， 正 在 勤 勤 县 县 塑造 善人 民 的 江 
"p 

AUREL. MBM A A HF, HE UA, 值 不 
OH AE. RAS HR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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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E fe xk AB BH 
C ROSA X 


TE K X E 


昨天 夜里 十 一 点 钟 上 车 , 人 们 找到 自己 的 铺位 就 用 了 , 因为 
在 我 们 前 面 还 有 一 天 一 夜 温 长 的 旅 浴 阿 。 

早晨 醒 来 的 时 候 ， 火 车 已 释 行 融 在 大 兴安 岭 里 了 。 我 从 来 
没有 到 大 森林 里 旅行 过 。 森 林 , 对 我 象 梦 一 般 奇 妙 ! 我 爱 森 林 。 
在 我 工作 室 里 常年 挂 着 儿 幅 康 因 哲 的 描 烩 森林 的 风景 画 ， 而 层 
格 涅 夫 、 巴 岛 斯 托 夫 斯 基 的 作品 ,又 公 帮 助 我 僻 略 过 森林 之 美 。 
然而 , 直到 今天 , 我 于 第 一 次 身 临 其 境地 观赏 这 大 森林 的 施放 风 
光 。 

九 月 , 在 北京 正 是 天 高 气 爽 , 移 好 的 黄金 季节 。 可 这 儿 , 车 
窗外 已 经 是 一 片 银白 的 世界 ， 据 说 昨天 出 下 过 一 场 雪 ! 从 车 窗 
钻 进 来 的 风 , 冷气 逼 人 , 外 地 的 旅客 个 只 得 将 带 求 的 衣服 一 件 双 
一 件 地 套 罕 起 来 。 

火车 天 并 从 一 条 河流 上 顺 过 , 河水 还 没有 封冻 ,只 是 水 面 上 
烙 了 一 层 煞 子 般 的 薄 冰 ， 和 看 去 那 注 冰 至 多 只 能 负担 一 片 树叶 的 
RH. WIN, RHEE, 但 仿佛 是 很 柔软 的 晨 雾 能 界 着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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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x FE RDN کر‎ LU BAIE REA CBAR ROB A A AC. KB AE ZB BI 
HEFL, 不 由 得 使 人 产生 出 多 少 童 话 般 的 想象 呵 ! 

Ese, Cri D SEE D MAINE ZF‏ ی 
北角 冰天雪地 中 从 未 见 过 树木 的 一 个 狩猎 民族 的 少女 ， 在 伯 力‏ 
SOR Rb DR Mob, 然而 , 同样 是 在 冰天雪地 , 也 同样‏ 
是 以 狩猎 为 生 的 我 国 鄂 丛 春 族人 , 却 从 他 们 降生 的 那天 起 , RAE‏ 
活 在 这 无 边 无 际 的 谈天 盖 日 的 树 的 海洋 里 。‏ 

鄂伦春, 是 世界 上 最 小 的 民族 之 一 , 直到 解放 , 他 们 一 直 过 
着 原始 的 游 猎 生活。 解放 后 , 这 个 仅 有 二 千 人 口 的 器 小 民族 , 跟 
址 国共 他 兄弟 民族 一 一 其 中 有 拥有 六 亿 人 口 之 多 的 像 大 的 汉 
族 一 一 以 平等 地 位 ,成 为 宜 国 大 家 庭 中 的 一 员 , 并 且 正 在 忘我 地 
进行 着 祖国 社会 主义 建设 事业 。 

这 次 , 我 就 是 为 了 访问 这 个 兄弟 民族 ， 才 到 大 森林 里 求 的 。 
在 以 后 的 日 子 里 ,我 将 接触 什么 样 的 生活 ,现在 还 不 知道 ,但 是 ， 
那 车 窗外 的 一 派 诱 人 的 景色 , 已 足以 使 我 心 飞 神往 了 。 

开 过 早饭 ,旅客 们 友好 行李 , WR, 打 扑克 , 有 些 爱 静 的 人 ， 
却 望 着 窗外 ， 在 呆 呆 地 默 想 。 火 车 在 原色 屏 障 般 的 森林 中 穿行 
AX m L 

坐 在 我 对 面 的， 是 一 个 女 同 志 ， 她 带 着 一 个 小 男 芒 , 大 、 七 
岁 , 黄 头 发 ,并 脸蛋 , 提 招 人 喜欢 的 。 那 位 年 青 的 既 嫣 , 操 着 南方 
خر‎ ANC و‎ 所 以 猜 她 是 四 川 人 。 
她 长 得 清秀 . 嫩 弱 ;打扮 和 风度; 却 象 是 个 舞 训 演员 。“ 她 可 能 是 
来 探亲 的 , 跟 我 一 样 ,也 是 第 一 次 到 这 里 来 。 可 是 她 一 -一 个 南 
方 女人 会 有 什么 亲属 在 这 里 呢 ? 咽 , 可 能 是 他 父亲 , 老林 学 家 ， 
工程 师 ……” 我 常常 喜欢 对 陌生 人 的 生活 作 各 种 各 样 的 猜测 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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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象 , 到 后 来 , 事实 证 明 我 的 猜测 和 想象 是 正确 的 时 候 , EEE 
到 -一 种 胜利 的 乐趣 。 

但 是 , 今天 , 我 的 第 一 种 猜测 , WBE. HOE 
次 来 访 者 。 

她 看 着 窗外 山 岗 上 的 森林 , 痊 孩子 解释 着 哪 一 种 是 落叶 松 、 
ACES EBS 又 讼 , 红 松 、 落 呈 松 属于 针叶树 , FE 
BE, IRE RED EF INR, 接着 讲述 起 每 一 种 树木 的 质地 、 
FAR ARG MNE. 

“她 的 孩子 ， 能 够 理解 这 些 旺 ?》 她 可 能 看 出 我 们 初次 来 , 是 
BARI BA. 

其 实 不 然 ! HUSH Bek SEL, FY RS EG HG EE, 他 就 
IJ. “我 知道 ,落叶 松 , 木头 硬 , ARSE, 能 作 电 杆 、 E 
木 , 还 能 架 桥 …*…。” 

BIRR, LS, REY ARIE. 

“她 可 能 是 在 这 个 地 区 工作 , 孩子 是 在 北方 生 的 。” 

为 了 证 实 这 种 猜测 , 我 第 一 次 与 他 们 母子 搭 话 ， 

“你 们 到 哪儿 下 车 ?” 

“阿里 河 .年青 的 母亲 很 有 礼貌 地 答 道 。 

阿里 河 是 鄂伦春 自治 族 族 人 委 所 在 地 , 我 也 要 到 那里 法 。 

“PERS LACES?” ULM 

“是 的 。” 

“这 次 从 哪儿 回来 的 ?” 

“到 四 川 他 姥姥 家 去 了 一 赵 。” 

本 可 以 继续 把 事情 于 个 清楚 ， 辟 如， 地 什么 时 候 到 边疆 来 
的 , 做 什么 工作 , 其 至 她 家 猎 情 况 等 等 , 但 是 当 我 取得 初步 胜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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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 后 , AEE TF RAR RTA ARR 67. 

虽然 她 的 外 表 有 点 象 演员 , 但 她 不 是 演员 。 一 , RETA 
演员 那样 打手 势 , 作 表情 , 她 的 举止 很 庄重 ;二 , 听 襄 鄂伦春 地 区 
还 没有 一 个 专业 剧团 或 较 正 式 的 业余 剧团 。 我 也 从 猜想 她 是 个 
医生 ,但 是 随 闻 火车 上 有 个 旅客 得 了 急病 , 列车 广播 宝 通 过 扩大 
器 向 至 体 旅客 呼吁 “如 果 哪 一 位 是 医务 工作 者 , HBR AR 
SXF, 到 第 x 和 车厢 抢 救 狂 人 ”时 ,她 为 那个 病人 担心 而 不 断 地 
EHR. FEE KRE! 但 硕 车 上 有 个 医务 人 员 ! 

最 后 , 我 断定 她 是 数 师 。 

EE DCTRU RUCRE REP Hcc DL. NE 
子 起 居 定 时 , 饮食 定量 , BET SLUT RS, 跟 大 人 讲话 很 有 礼貌 。 
他 还 没有 和 人 学 , BEELER ADE CFT, 而 且 有 时 还 向 我 
ay ifl]. “BLL, 七 九天 十 几 呀 ?” 

- 从 她 孩子 的 一 日 北方 普 , 我 估计 这 位 四 川 女 同 志 , HS 
偷 春 地 区 ,至 少 在 七 , 八 年 以 前 ; 那 时 她 还 是 列 交 走出 学 核 的 小 姑 
AR. WOR, 跟 一 个 小 学 数 员 ; AS, 是 跟 旅 医院 的 一 位 内 科 医 生 , 可 
“能 也 是 南方 人 , SSE 糙 了 婚 。 他 们 很 幸福 。 也 许 是 第 二 年 吧 ， 
就 生 了 这 个 黄 头 发 的 小 家 伙 。 和 看 得 出 ， 她 是 个 坚定 而 能 干 的 女 
Per. RU. 办 学 校 , 鄂伦春 族人 还 不 习惯 选 孩 子 上 学 , 她 过 到 
了 多 少 困难 哪 !, 咽 ， 她 还 器 过 鼻子 呢 ! EPH میا‎ E cz 
书记 家 里 , 襄 过 ; “我 算是 干 不 了 1 ECCE TE GM e D B d, 
她 立刻 双 想 起 自己 毕业 时 所 怀 定 的 为 边疆 兄弟 民族 服务 的 把 
负 ， 党 对 自己 的 培养 和 那些 可 弛 的 鄂 偷 春 族 儿童 渴求 知识 的 妥 
睛 ……, 当时 , RUE — 40. “不 , 我 能 干 , BEF! ” 便 冲 出 门 去 ;其 
着 刺骨 的 必 雪 向 自己 滥 间 炉 火 融融 的 小 本 房 跑 了 回去 …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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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同志 , 你 是 第 一 次 到 这 地 方 来 吧 ?” 

HS AREAS HIRE, FT T BRR BK. Ree. 

“第 一 次 , 所 以 威 到 什么 都 很 新 鲜 .” 

这 时 , 进 站 了 , 火车 慢 慢 地 停 了 下 来 。 她 指 着 站 右上 的 牌子 
B. 

“这 个 小 站 是 岭 顶 ， 就 是 说 现在 咱 但 停 在 大 兴安 岭 的 顶 上 
Bp 冬天 这 里 最 准 , 莽 至 有 时 火车 元 不 能 开动 。 有 一 年 冬天 ,我 
跟 猎 民 个 一 起 来 过 这 里 。” 

“ 那 正 是 小 学 放 塞 假 的 时 候 吧 ! ”我 很 巧妙 地 开始 证 实 我 刚 
才 的 猜测 了 。 

“是 阿 , 正 是 费 了 九 牛 二 虎 之 力 办 起 小 学 的 那 一 年 。 孩 子 们 
放假 回 家 了 , 我 没有 什么 事 做 , RR EYE RENE AE FTE, 那 时 
Ji 4 — 208 885 4c 16, FI LE RA eS TET LEE, U 
BELG? 一 一 我 可 出 了 不 少 洋 相 。” 

“妇女 也 有 打猎 的 晒 ?” 我 间 。 

“有 , RS, BANKAI BIL, EAT 
个 孩子 ,一 身 轻 松 , 所 以 我 跟着 进 山 了 。” 

我 开始 鞭 莫 起 这 位 女 同 志 求 了 。 那 些 生活 对 我 们 这 些 急 于 
扩大 有 眼界 的 人 ,有 和 多么 大 的 魅力 呀 ! AGL BAK, 狂风 、 大雪， 8 
晰 、 枪 声 ,还 有 那些 数 不 尽 的 飞禽 走兽 : 黑熊 、 老虎 、 野猪 、 飞 龙 、 
PAT فلز‎ 

XERE E سرا رید‎ BEER I INE 
StL, رران 20و‎ 人 们 只 有 爷 望 那 若水 的 天 际 ,才能 
看 见 它 的 白 冠 峰 头 。 我 把 眼光 从 那 巍 虞 的 云端 移 到 坐 在 我 对 面 
رس لاو رز‎ 顿时 , 我 仿佛 看 见 了 她 那 清秀 、 BEC PE I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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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 个 矫健 ,高 大 的 实体 。 

这 时 , 我 再 也 不 想 独自 猜测 和 想象 了 。 了 解 好 的 生活 , 会 对 
我 是 个 难得 的 学 习 机 会 。 正 当 我 准备 从 头 详 和 间 起 的 时 候 ， 年 
青 的 母亲 在 招 唤 她 跑 到 车 厢 门 外 去 了 的 孩子 : 

“HERI, BEREF, 回来 , 回来 。” 

BERE KAFE LRM! 我 知道 这 不 是 蒙古 疾 , 因此 


ول 
"ECT GM EZ TR A FE?‏ 
RET TR, FR:‏ لح )زیر 
“是 鄂伦春 名 字 。”‏ 


这 时 , 孩子 跑 回来 了 。 他 间 : 

“ 烃 嫣 是 我 干什么 ?外 面 莞 是 棱 子 树 ,我 图 想 下 去 摘 柑 子 。” 
“把 姥姥 答 做 的 外 衣 穿 上 , 快要 到 家 了 。” 

“ 快 到 阿里 河 啦 ?我 间 。 

“车 停 下 就 是 , 同志 , 你 也 准备 吧 !” 

这 时 , 列车 广播 员 也 开始 广播 ,“ 前 方 停车 站 就 是 阿里 河 车 


旅客 们 都 从 座位 上 站 了 起 来 , 提 箱 的 提 箱 , 拿 包 的 拿 包 , 18 
长 的 旅 泛 ,使 人 们 一 分 钟 也 不 想 呆 在 车 上 了 。 他 们 之 中 , 老 相 茂 
的 在 互相 狗 请 到 家 里 去 玩 ; 新 烙 藏 的 , EREK MRR. 7b 
رترب یر‎ AMES, رح‎ “BU, GE 
ga” 

4b Do HG HG BB 

“PARE ITI, 我 姓 李 .” 

火车 黎 黎 地 怠 进 了 阿里 河 车 站 。 站 房 是 新 盖 的 ， 脚 手 架 还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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没有 拆 去 , 电工 们 正在 安装 着 电灯 。 

忽然 ,小 乌 塔 木 汗 想 拉 嫣 嫣 的 手 而 错 拉 起 我 的 手 , SCIENS BG 
地 喊 道 : 

“HEHE, 答 从 来 了 , 在 那儿 , 那儿 1 

小 家 伙 乐 得 都 没有 发 觉 是 拉 错 了 我 的 手 。 

APNG LIER Jy EOD ATA, SR BEES 
示 的 方向 望 去 。 

“AS HME TER SE, 把 咱 俩 的 大 衣 都 带 求 了 。” 

我 向 窗外 望 去 ， 和 看 见 在 站 台 顶 栏 外 面 ， 站 着 一 个 健壮 的 青 
^g, Ab Ep SF GIU KK, 脚 合 用 野兽 腿 皮 做 的 猎人 长 靳 , — 45 
着 两 件 皮 大 衣 ( 也 是 犯 皮 的 ), 一 手 牵 着 三 匹 马 , 他 还 没有 看 见 妻 
子 和 孩儿 , 疾 着 脚跟 在 寻 视 着 。 

看见 那个 青年 的 装束 和 气质 ， 跟 我 猜测 中 的 内 科 医 生 和 南 
BAMBARA, BAAR AB 

“那个 牵 马 的 人 , Blk ES BEAT B EI?” 

她 微笑 着 点 了 点 头 。 

“他 在 哪个 单位 工作 ?” 

“他 不 是 干部 , 是 猪 民 , MEA RR. " 

“是 汉族 里 ?” 

“不 , 是 鄂伦春 人 。” ۱ 

IY, KAUR, 我‏ ان هر و 
“BE, BE” MILI BUR IRE A yo‏ وا ERD‏ 
去 了 。 当 我 走出 收 票 口 的 时 候 , Aib EAS ARE ECT S, 三 匹 马 ，‏ 
在 雪 地 上 留 下 三 条 足迹 , 看 去 犹如 姑娘 们 的 三 条 长 长 的 大 办 子 。‏ 
Jb ES BEATE RE DCSE BS 走 在 前 头 , 那 一 对 久别 的 年 青 的 夫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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妇 , AEH UAT, Bi Ep Y رخ‎ AE BF, 时 而 接触 ,时 
而 分 开 , 他 们 大 概 谈 着 一 件 有 趣 的 事情 , KN و‎ HA BB BY 
笑 声 , 而 那 年 青 的 猎人, 不 时 用 火 一 般 效 人 的 腿 光 和 看望 一 下 美丽 
的 妻子 , MAP UCEE Y RE P SE ECRIRE Zo rh eu 

"fib 96 — E Jc ETS A AS I EGRE LETTRE INE TT THER 
ib X ^ BEA AF, f B n UA EET BR, RARI ZS 


激动 起 那 位 少女 的 心 呢 ?8 eee 
我 一 边 走 ， 一 边 又 在 猜测 和 想象 了 。 有 什么 办 法 ! 已 经 习 ， 
IR Y. 
ANB 2 
夭 火 旁 的 野餐 


L 


初 来 时 , FREAK S8 (9۲ Be ER, 以为 这 里 今年 再 也 没有 阳光 煤 烂 
的 秋天 了 , 其 实 不 然 , 这 几 天 连 种 是 有 晴朗 朗 的 天 气 , 虽说 早晚 版 
有 冬 赛 之 意 ， 但 是 中 午 却 还 是 暧 洋洋 的 。 平 原 和 向 阳 的 山坡 上 

-的 新 雪 深 化 了 ， 修 次 源 涯 ， 给 和 人 一 种 感觉 是 仿佛 春 姑娘 就 要 到 
来 。 然 而 , 据 猫 民 们 膏 , 这 次 好 天 气 一 变 , 今年 的 秋天 再 也 不 会 

这 是 多 好 的 机 会 呀 ! VM AR ACE BE A HEURE BR PIA S 
作客 。 他 说 :“ 我 机电 你 党 一 党 连 你 们 蒙古 人 郊 没 有 上 过 的 肉 
食 ,” 好 同 ,今天 正 是 访 朋 拜 友 的 日 子 , 走 它 一 但 。 

在 大 兴安 上 岭 ,在 鄂 偷 春 地 区 , 任何 一 块 地 方 祁 可 以 成 为 一 处 
HAE RED. BOTI, 花草 , 森林 , 好 象 有 哪个 巨人 统一 筹划 
过 , 那 般 井 井 然 。 我 有 时 觉得 只 有 这 些 森 林 的 居民 , FURIE LEK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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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 的 “又 子 ” 他 们 一 降生 , 就 看 到 了 大 自然 如 此 无 以 偷 比 的 美 
اه‎ 

AWS, HEEE NEKE HRERE. BIEN‏ که یز 
—AR KC KC AKILINHE, BRAT SREB. BRE‏ 
ES BET Je acf‏ وت FRA‏ رز تا از .ره 
BY.‏ 

鄂伦春 ， 是 由 上 的 人 的 意思 。 他 们 世 世 代 代 居住 在 高 由 审 
林 之 中 。 解 放 前 , 哪 偷 春 人 没有 房屋 , 是 住 在 极端 简陋 而 原 妇 的 
“仙人 柱 ”" 里 。“ 仙 人 福 ”是 用 三 十 多 根 稻 木 搭 成 贺 锥 形 的 架子 ， 
itis Eli X df es 一 年 四 季 , REK, FOE, FEN 
雪 ; 再 加 上 常年 就 地 而 队 , 人 们 的 健康 受到 了 很 大 的 损害 。 现 在 
没有 人 佳 “仙人 桂 ? 了 。 解 放 后 , BRAD IAAT EASA, 
这 是 娜 偷 春 人 生活 的 一 个 转折 点 。 

RMAC AM BM, ILEUM TR. OM 
几 只 狗 , 长 得 跟 蒙 十 狗 差不多, FUE HULME, EHO NY 
/ 

听见 狗 咬 , 从 屋 里 跑 出 来 一 个 少女 , 她 穿着 -一身 秆 毛衣 , 青 
WERE, DL LEMKE RSC EREK BANAT YS, BRIA 
و‎ JEM EE AD SEMA IL, 4-4 AP AIL 
特 医 核 毕 业 回来 , ik PERI SNE ATR, WLR d 
是 鄂 偷 春 族 的 第 一 个 医生 。 

莫 娜 杰 把 我 们 引进 屋 里 , 库 波 琴 老 猎人 热情 地 跟 我 们 塞 咯 ， 
Fh EACH 是 出 色 的 猪手 ,七 
岁 开始 学 练 枪法 马术 ， 九 岁 就 跟 他 父亲 进 册 狩猎。 小 伙 子 枪法 
duit, 百 发 百 中 , 十 六 岁 那 年 , 在 第 一 届 全 国运 动 大 会 上 全 获得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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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KO AS Bao. وا‎ ETR 
倒 象 个 大 人 了 。 

当 库 波 琴 老 人 向 我 们 介 胡 他 的 儿女 们 的 时 候 , 他 女人 ,一 个 
杆 实 的 鄂伦春 母亲 ， 站 在 一 旁 为 自己 生养 了 这 样 一 对 好 儿女 而 
无 限 蛤 做 地 微笑 着 。 她 除了 鄂 偷 春 语 以 外 ， 别 的 什么 语言 祁 不 
Ti, 因此 只 能 用 微笑 代替 好 客 的 嘻 辞 。 一 看 就 明白 :这 是 一 个 勾 
T RU, SEI DA] C EE 

“ASS ABE, 你 们 来 了 , 可 我 什么 都 没有 准备 呢 。” 

我 忆 上 觉得 有 些 不 好 意思 了 。 来 之 前 ， 应 当先 跟 人 家 打 个 


招呼 的 。 

“不 过 , 客人 们 别 见 怪 , 这 是 我 老汉 训 心 款待 你 们 。” 康 波 蔡 
老汉 坦率 地 说 着 。 

我 一 时 没有 懂 老 人 的 话 意 , 这 时 跟 我 一 起 来 的 巴 图 同志 , 从 
d HACERSE. 

“好 客 的 猎 民 , 是 不 让 重 贵 的 客人 吃 隔夜 肉 的 。” 

这 时 , 老 猎 人 双向 我 说 道 ， 

“同志 , 我 的 女儿 先 僻 你 们 去 看 一 看 我 们 公社 的 养 虹 场 、 荣 
地 ,我们 大 家 胸 午 到 西山 坡 上 兄 !” 


BEB IL, 他 转 过 身 去 , 向 他 的 家 人 分 配 起 任务 来 

“ 慎 列 顿 , 你 进 北上 出 里 打 一 只 犯 子 来 , 挑 肥 一 些 的 ! ” 

他 说 这 句 话 时 , 就 象 域 里 人 说 “去 胡同 口 称 二 斤 肉 来 ”或 者 
象 农 村 人 襄 “ 到 荣 园 子 拔 几 棵 花 来 ”那样 轻易 而 随便 。 可 是 一 
只 狗 子 有 五 六 十 斤 重 呵 ! 这 不 能 不 使 我 这 个 初 访 者 感到 十 分 
惊 疑 ! 

耶 列 顿 答应 了 一 声 , 从 墙 上 拿 下 猪 枪 和 猪 刀 , 走出 屋 去 , BA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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۱ 

Uk SERE GUN BE BE,‏ جر 

“我 去 双 角 ,你 去 采 野 果 。 你 早 回来 -一 会 儿 , EREK.” 

分 过 工 后 ， 老 汉 让 女儿 贪 我 们 去 参观 ， 他 自己 拿 上 三 股 刍 
又 和 一 个 榜 树 皮 桶 子 ， 向 房 前 的 河岸 走 去 。 当 我 们 在 莫 娜 术 的 
向 导 下 , 来 到 养 座 场 时 , 老 远 看 见 老汉 和 坐 上 梯 树 皮 船 ,在 波 浇注 
BENG E, EEK. TIAE RIESE, aR 
夫 。 他 们 除了 兽 肉 , 主要 是 吃 鱼肉 。 他 个 也 下 网 , 但 通常 是 拿 刍 
RAK. PATRIA, Tek PORE ABR BIO LAT fA, ATT 
急 。 在 附近 的 阿里 河 、 甘 河 , 吉 文 河 ,有 着 许多 种 刍 , BKK SIE 
JIAR. 

说 起 野 果 ， 久 安 岭 是 鄂 丛 春 人 的 广 关 的 天 然 采 集 场 。 这 里 
有 山葡萄、 山梨 、 秋 李 子 。 还 有 一 种 是 都 柿 的 酸 甜 的 野 果 , PUR 
著名 的 “ 越 材 酒 "就 是 侠 它 酸 成 的 。 鄂 偷 春 妇 女 ,在 秋天 , 采集 野 
果 是 一 项 主要 劳动 。 

库 波 琴 的 妻子 背 上 一 只 楼 树 皮 俯 ， 从 房 后 一 条 小 道 进 山 采 
RIT 

BRIAN MOS ICES و‎ 9 Om 

AOL pP, DUP IBIS AH 6 NE —— Pe EL 
NIE رل‎ e E A, Cult ze VT Dal eT BR ELISE GE 
一 些 。 其 实现 在 也 不 少 , 这 么 一 会 儿 , 她 就 采 了 满 满 一 大 信 呢 。 

莫 娜 杰 提 着 佬 到 河 边 洗 澶 野 果 去 了 。 我 们 帮助 次 主人 开始 
AMR. Mite DERNE TIT coh EJ Both. KAN 
NA YE بای‎ Lang. رز‎ IEE BY — 
WEGE. وچ بل اک ار‎ DE RARER, 1۹9 CS RTI D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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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ILAL AR, و زا رت بر‎ R, ub 
31 لام‎ RA i rH 

TEFEN, Asam yb Ae "باس‎ MRF, KE 
Adi FEREH TH, Be: 

“老头 子 , 出 了 什么 事 啦 ?” 

我 们 看 见 莫 娜 杰 向 她 管 管 那里 跑 去 了 。 因 为 不 知道 出 了 什 
LYE, 我 们 都 不 安 地 观望 着 , 等 待 着 。 不 一 会 儿 , 他 们 父 女 俩 , 向 
这 里 走 来 了 。 但 是 他 个 走 得 那么 慢 ， 那 么 费力 。 我 跟 巴 图 迫 不 
及 待 地 跑 去 迎 他 们 。 跑 到 他 个 跟前 地 看 见 他 们 父 女 二 人 用 一 根 
木头 担 着 两 条 足 有 天 七 十 斤 重 的 大 鱼 ， 每 个 人 手 里 还 提 着 一 桶 
میژر‎ SEAT ABB A. Ss JL, 老 猪 人 就 捕获 了 这 么 多 刍 , 我 们 
一 边 向 他 般 痪 ,一 边 从 他 肩 上 接 过 担子 。 

“HFS ET E HE? Hl. 

“FI Fr ko Y WIFE, 可 他 还 没有 回来 。" 莫 娜 杰 答 说 。 

“他 不 会 在 客人 面前 丢 猎 人 的 脸 吧 ?老头 幽默 地 上 陕 了 屿 腿 。 

听 得 出 来 ， 老 猎人 的 话 是 说 :“ 我 的 儿子 ， 不 会 比 他 老子 差 
的 。” 

当 我 们 来 到 山坡 上 ,收拾 好 大 和 刍 的 时 候 , 从 东 由 密林 中 未 出 
一 个 崎 马 的 人 来。 他 唱 着 一 支 鄂 偷 春 语 的 歌 子 , Fi FIRE, 震 起 
RELL HF, 听 求 仿佛 整个 大 兴安 岭 都 在 歌唱 

子 列 顿 回来 了 ! 

那 列 顿 的 猫 获 物 也 很 可 观 一 一 一 只 犯 子 ， 三 只 野鸡 ! HR 
们 多 个 人 吃 十 天 牢 个 月 的 了 。 

我 看 了 一 下 圾 ， 他 进出 还 不 到 两 个 中 小 时 呢 ! 这 确实 是 象 
EB _L PENS ^ Med T EKE fü. BENS CARI E SAV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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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EEE ار و رجا ور‎ REKET fd, JL 
子 看 出 这 一 点 , 向 他 的 父亲 解释 说 ， 

“我 伯 了 观 客 人 的 时 间 , 就 没有 往 大 由 里 走 。” 

BISA TMB UNA, BE: 

“我 们 的 射击 冠军 , 两 个 多 小 时 就 打 来 这 么 多 野 物 , 看 来 我 
MEZ EUR] " 

“别提 他 的 冠军 了 , BERLIN THE GEE Eds, HK 
一 年 他 到 北京 得 了 冠军 回来 ， 第 一 回 进 山 就 好 险 趾 黑熊 答 吃 
T.^ 

«4848 AERA JO BRET AIBC, 

“BBR? EA SUE UCRERR PERI — Bo E e E, "M 
向 我 们 转 过 脸 来 ,继续 说 ,“ 在 北京 得 了 和 冠军 回来 ,好 光 沫 呵 ! 第 
二 天 , 我 俩 着 他 进 山 打猎 , 我 们 俩 相交 不 远 , 往 一 个 小 山头 搜索 
走 着 , 我 在 看 别 的 方向 的 时 候 , 突然 他 哄 地 开 了 一 枪 , 我 回 过 头 
去 一 看 , 他 遇 到 了 一 只 黑熊 。 猎 人 都 知道 , 黑熊 性 情 暴 躁 , 打 它 
要 一 枪 必 中 , ARR, 烈性 发 作 , 反扑 伤 人 , 那 可 了 不 得 ! 可 是 你 们 
的 冠军 打 了 一 枪 , CALE ROME PRE, HEREKE FEE NABA 
了 过 去 ,我 一 看 势头 不 好 , 枪 口 一 点 , 把 黑熊 打倒 了 。 这 时 候 , 再 
一 看 你 们 的 和 冠军, 喝 ! 脸 跟 样 树 皮 伺 地 发 白 了 ! FHA, BRIE 
么 人 都 能 够 资 个 数 啦 ! 你 可 以 成 公国 射击 冠军 ， 可 不 一 定 就 是 
个 好 猎人。 猎人 每 次 开 枪 以 前 想 的 是 ' 我 要 打 死 它 ! 这 里 没有 
可 能 ,大 概 、 也 许 等 等 那些 玩意 儿 , 同志 , 那 不 是 一 件 容易 做 得 到 
的 事 呀 ! 可 是 , 耶 列 怖 开 那 一 枪 的 时 候 想 的 是 什么 ?他 想 的 是 ， 
' 我 是 至 国 冠军 , 打 一 只 那么 大 的 黑熊 还 不 容易 !” 这 么 一 想 , 就 
差 一 点 吃 了 大 亏 !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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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E مزاع را انز‎ 
深刻 的 道理 呵 ! 我 久久 地 回味 着 , 回味 着 ……。 

这 时 , 女 主 人 开 了 口 ， 

“有 话 过 一 会 儿 吃 着 肉 慢 慢 说 吧 , 时 候 不 是 了 。?” 

于 是 ,我 们 大 家 一 起 动手 , Be RE, 切 肉 的 切 肉 , 只 有 莫 
娜 杰 襄 要 给 我 们 做 一 个 地 道 的 “ 城 里 的 所 渴 ”， 独 自 跑 到 一 旁 施 
` REM 2 

AUPE AME E پاک‎ BIR” f. RARE AEE KIF, 每 人 
HEPAT, PI RIA PEE. SHARE 
与 我 们 蒙古 人 不 同 ， 我 们 是 用 铁 条 把 肉 串 起 来 或 者 把 肉 切 成 片 
Bete BARAT: LAS KG, 娜 偷 春 人 是 切 成 竹 板 形 的 肉片 , 而 后 套 在 
“MURS E, HSER. BERN, FRE 
38,75. EAA TID, HOSP RIL 2A FS RE ۱۵۰10۱2۴ AJ, 也 
AR FEZ 

WEF ERT EME, HARRI. KEARNS 
FREESE HAIETRDBORD AT, 她 说 ， 

“同志 们 品 一 品 我 类 手柄 的 酒吧 1” | 

正在 这 时 , SARA VES! VOTE" MKT رس‎ 
她 把 锅 著 一 掀 , BER WE EORR. 

“ 才 香 村 (呼和浩特 著名 饭馆 ) 做 不 出 求 的 好 渴 !”. 

HEIRS TIARA KEN IE, SUR AE A Ti 
一 片 肉 , رل وس روز رح‎ AE A STs 随后 ;他 
ERMEN HD EE Tc d RC B — ERR. A] —— AEE EE DU 
我 们 永远 富足 ! 

野餐 开始 了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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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OG) Aaa, A 
fice GW, TOPGEAR NK CAN FEE A, 每 -一 株 树 木 , 都 
在 为 我 们 播 唱 着 动 昕 的 歌 出 ……。 

AJ ۲ات‎ ۲ 


HE ne dk sk 


SOD TART ZA, BERIT SLATS A CRT 2S DE 78 
捕 养 应 , 10 EL ob rae Be Beaton T =, bar HES. 上 昕 后 觉得 
很 新 侠 , 所 以 来 到 阿里 河 的 第 二 天 , BOB GE PES S T 
人 们 都 知道 , HEA Eres. PEG. EM. HE E. HD, DPE AS 
AX Sy AE از‎ RE SEG را هرت‎ PCR 20 ۳ ۰ RED EHR i A 
MRED, POG AD AEST EES POR. FEAR, 
从 前 在 兴安 岭 里 , EFIE GRE, BIDAT CLA BJ, 但 是 近 些 年 , 却 越 
来 越 少 了 。 原 因 是 ;一 , 讶 一 年 一 胎 , SERIOUS 二 ,猎人 大 量 捕 
杀 ; 减少 很 快 。 如 果 继 续 打 洒 下 去 ,那么 珍 其 的 应 种 就 有 狠 灭 的 
可 能 。 在 一 九 五 八 年 大 跃进 的 时 候 ， 先 进 猎 民 就 提出 了 这 个 开 
EH. oe LAIR EUN ADU 3S J, 提出 了 变 打 杀 为 捕 养 繁殖 的 方针 
Be ESE HE Me He PRP E TRE OS, "FER SEE GOB, 
陪 我 同 去 的 巴 图 同志 说 “ST FE, BU GE REIT BF HEA FY, 也 只 能 得 
一 副 , 再 说 打 一 只 少 一 只 。 如 果 捕 捉 活 庇 养 起 来 , 13: E — 45 nf AE 
一 个 个 应 , ZR EM 4E RESEM Ba EHF, OPE وک و‎ 又 能 收 签 , 比 
打 鹿 能 多 创造 几 十 倍 的 价值 。 养 底 确 实 是 一 件 好 事 。 可 是 起 头 
改变 一 种 习 惯 ,学 会 一 种 新 东西 ,并 不 是 那么 容易 呢 !…… 5 
mae SX, 我 们 看 见 前 面 二 里 多 地 远 处 , Ye — بر‎ JE br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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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EL SES &, 巴 图 指 了 一 下 襄 :‏ دز 

“ 那 就 是 养 应 场 。” 

我 们 进入 了 楼 子 林 里 , BI, 风 刊 得 树叶 沙沙 作 响 , 在 这 
里 不 便 了 守 就 话 ， 我 们 一 前 一 后 沉默 地 走 着 。 走 在 析 子 林 里 我 回 
忆 起 十 五 年 前 在 达 呼 尔 族 地 区 工作 的 一 段 日 子 ， 一 到 秋天 满 山 
汤 野 者 是 唱 着 点 儿 采 栋 子 的 达 呼 尔 族 妇女 ， 那 时 我 们 吃 标 子 是 
HIERN! 娜 偷 春 地 区 也 有 柑 子 林 ， 但 是 看 求 他 个 不 像 达 呼 
尔 族 那样 公 力 采集 。 

走出 柜子 林 有 -一座 权 木 小 桥 ; 也 许 是 因为 架 在 应 场 附近 , 名 
hy HEUS", die (Poe pe LAN, 巴 图 同志 又 开始 进 述 起 放 的 故事 

ESAE ME, 签 处 确实 多 , 人 个 都 点 头 。 可 是 应从 哪儿 求 ? 骂 
偷 春 人 世 世 代 代 狩 猫 为 生 , AREAL ALTRI. MELE BLA, 
精灵 的 动物 , 诈 是 速度 的 象征 , TIN d AER. DUE RED, DF 
以 ， BLA AA A HE Yî FB IRZ FELL, 但 还 想 不 出 如 何 解决 
XC FIBI, GAUL AD BIE, “FIRS LORE 
地 繁殖 。 可 是 认 听 就 过 住 在 山里 的 人 , 还 到 外 地 去 买 柴 ! 咱们 这 
LEERY 再 说 买 来 三 几 只 ， 哪 一 磁 子 才能 繁殖 成 群 哪 ? 
量 后 决定 还 是 自己 捕捉。 怎么 捕捉 ? 谁 也 没有 悉 腑 ! 有 些 人 信 
AU, Bb. HEBFT LF BEBE EN, 人 能 捕 得 住 吗 ? 也 有 些 
3e GT ITIL T,, 一 见 了 这 手 指头 就 发 痒 ， 想 杀 掉 它 。 这 时 ， 
族 委 成 立 一 个 工作 组 , 拜访 哪 偷 春 族长 老 , GSAT, IE 
活 庭 还 是 有 可 能 的 。 在 那 一 年 冬天 , MEER HY — Ml WE A, 
冒 着 严 塞 , HERE APR AEA, De I ODE EE D 

“开头 , MATER, 只 好 千方百计 , 条 条 都 试 难 。 先 是 在 冰 天 
BEET =F LBER, WARE, A RS. 它 

e 95 «s 


都 不 去 。 等 了 中 个 月 , — REALES, BI JL EAE, 野猪 掉 进 
去 了 。 这 个 办 法 不 行 ! 后 来 双 搭 拦 看 圈 ， 也 汽 有 成 功 。 看 来 还 
AG NG 把 握 大 些 。 但 是 , 那 一 年 冬天 , Se, 平地 上 都 没 局 
膝盖 , 能 追 得 上 吗 ? HELA 

“第 一 个 报名 参加 撒 庇 队 的 鄂伦春 族 共青团 员 白 秩 山 , 讲 的 
一 段 话 很 有 道理 。 他 说 : ' 雪 深 , NEBO, REAR SG? 马 
JE BEA KY JU, HEBER LI 一 天 , 两 天 , 三 天 ……, AT EA, 
WILSALL 后 来 才 知 道 , 那 一 年 水 草 好 , HESS, BJ JL و‎ ۴ 

“FE DA CLES ABORT, XALE, 供应 双 一 时 跟 
不 上 来 ， 捅 论 队 员 的 生活 是 非常 艰 莽 的 。 他 们 通过 电台 跟 指 挥 
WR. SALA, Kb paso T HEN 
生活 必需 品 , 族 委 书记 双亲 自 到 现场 , BUY B CHOR CE, 这 
BIE TENA, 坚定 了 他 们 捕获 活 鹿 的 决心 。 可 是 , 当时 , 活 
庶 还 是 没有 捕捉 到 呵 1…… 

"Ne RA DSI, BOMBER. UA, 它 
就 一 个 劲 儿 地 跑 , WEL A Hog, TE Pee, 仍然 不 停 
脚 地 转 山 头 。 它 也 很 ' 侦 强 '， 在 它 使 尽 最 后 一 点 力量 之 前 是 决 
不 会 停 下 脚 来 的 , 甚至 被 射 伤 后 , "t Eb RE, URE EB 
下 去 。 捕 捉 这 样 的 野兽 , 猿人 该 需要 具有 怎样 的 机 智 .力量 和 筋 
To E Ti UB ! 

“有 一 天 , 捕 独 队 照 常 从 基地 出 发 , ار‎ T. ری‎ 
PE SERE RS, 虽说 个 头 不 高 , 但 是 醒 力 、 速 度 都 很 棒 。 他 贷 着 一 个 
小 钥 , 间 番 过 一 -个 小 贞 ; 就 看 见 雪 地 上 有 鹿 的 足迹 ; 硒 着 这 足迹 没 
走 多 远 ,就 看 见 前 面 盎 石上 站 着 两 只 庆 , 一 公 一 母 。 他 个 小 租 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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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AE fF, لام‎ a a EEE. FEDL FE, BELEN HH 
AF برس‎ BPE OSE, Up LIE FT — ya JERE Mi. PE BEAR RTE, 
了 猎人 , 还 没 等 猎人 靠近 , “EP OER HEME, 逃 之 天 天 了 。 
MIE EE T FR, KETM AEE TT ith, 先是 交 头 接 耳 ,好 象 
狗 定 了 一 个 相 会 的 地 点 , 随后 便 一 东 一 西 , 分 道 逃 去 。 猿 人 们 研 
究 了 一 下 , 决定 放 走 公 应 , 集中 力量 , ALE. RA 
SHE DEK RBBB ZR BERT HR, 车 能 捕获 , UKE 
一 举 两 得 ! 对 策 下 定 , ARE ERE, BEBE. یور‎ = 
尺 深 的 雪 里 , 庵 还 是 跑 得 很 快 。 有 时 跌倒 了 , ENS, RI 
那么 一 点 "f" SIL 

“前 一 天 , EL LU LERS KT OR, TD — Aib A CIS EG, 精 
راز‎ 其 跑 如 飞 , 不 一 会 儿 , HEL MER Él 
山 在 前 面 大 物 追 了 三 个 多 小 时 , 他 回头 一 看 , 不见 其 他 儿 个 人 ， 
他 知道 他 人 的 已经 不 起 这 样 长 时 间 的 快速 冲刺 而 落后 了 。 他 对 
HOR: 只 剩 下 你 一 个 人 了 , 万 不 能 吓 它 逃 掉 。 现 在 , exclut 
雪 林 之 中 , AAT REESE AY, FD. PES LAS 
ABER T, 于 是 想 把 最 后 一 个 ‘尾巴 ' 也 有 忆 掉 。 它 开始 用 
各 称 办 法 迷惑 猎人 ,有 时 急速 冲刺 , 扩大 猪 人 跟踪 的 距离 ; 有 时 
藏 到 与 它 毛 色相 近 的 岩石 当中 , 稍 作 喘息 ; EE PS TL 
跑 , 目的 是 据 乱 足迹 , 寻找 不 易 发 现 足 迹 的 道路 逃走 ; 有 时 钻 进 
各 客 得 不 能 进 人 的 林子 , 与 你 捉 迷 距 。…… 总 而 言 之 , HEE 
斐 相传 的 与 猎人 周旋 的 全 部 技巧 都 使 出 来 了 。 但 是 猎人 从 小 就 
APA TEMA MA, Ae RIT Cee EN 
Wi. ME, 不 时 回 过 头 来 , 向 他 观望 ,好 象 它 在 奇怪 , 这 个 猿人 有 
时 溃 到 离 它 那 么 近 的 地 方 ， 为 什么 不 开 枪 ? 和 看 来 它们 祖先 不 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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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 它 后 代 预 彰 有 一 天 猎人 会 来 活捉 它们 。 它 也 处 在 ALES? 
UL FEF! 

“HE YU BY Y — RRM RT EE UC, KE 1: Oy BU RAT 
“PERE, vk ihi ژر‎ uh — REET TT UT X, A E EUER eet 
kiii. {LS OK, XCRURRNEDEDUEE ECT KT. FREE Rak 
面 上 没有 雪 , 想 乘 机 消灭 足迹 , 等 猎人 追 过 河 去 时 , ER 
xe, 从 老路 逃窜 。 可 是 没 想 到 主观 顾 望 和 客观 实际 发 生 了 了 矛 后 
它 一 踏 上 冰 面 , 四 只 踊 子 就 不 象 是 它 的 了 , EGR KK. 4 
PIL THR, BAA Bw RK, HET THR. BELL 
跤 , BERE TL, ENERGIE T1 正在 这 时 , Aa T Ex. 
ها‎ LAS HERR A BE SPT. ASE رل‎ ET 
NG, EERIE. MEEKER EAL, 变 得 性 情 狂 暴 , 有 
HEE RRR. ARMAS E, 一 个 箭 步 猛 扑 过 去 ， 
HUE TENGE, BEBEK. WTI HE ASD LAG BF 
曾 ， 不 知 怎么 一 下 利用 将 人 的 力量 陆地 站 立 了 起 来 ， 自 欧 山 一 
x. 脚 没 站 稳 , 反而 滑 倒 了 。 可 是 小 伙 子 咬 着 牙 , BRIER. 
WE RAL, 对 它 有 利 , 硬挺 着 脖子 , HR EL Ze Mots SERU 
م1‎ Eni SALT وک‎ BRS, 松 开 了 手 , 0 
MESSIS Y. EKEM DOR MGR, HERM, RAE 
3E, DE Le, RK, RETF JL, 可 一 想 者 
还 算 什么 捕 论 队员 ? uj rae مت و‎ 
人 ! 立刻 走 上 河岸 , REB. EGE TTR. 

“又 妃 了 几 二 里 路 。 记 的 速度 渐渐 地 变 慢 , 停 下 歇息 的 次 数 
WRT, KRM ERMA. HA Ps, BEAT DUG 
了 。 这 时 , BBE E/E, EDS B SRB, JEG 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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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& Tf, جات‎ T Eds, AEN, 观察 了 
— Pubs, KHE FR IW! 如 在 平时 , BRT E HEAT 4158 B جات‎ 
SABE LAXE. RUP Pe 7 15 م6‎ BHF, 再 坚持 
一 会 儿 ! ”局 好 象 明 所 了 主人 的 塌 思 ， 扎 下 头 向 那 高 高 的 悬崖 攀 
去 。 

HEK EK و‎ YT, ZAPATA, lr 
成 , HARIRI ک‎ Eds, HE, (284 A Y, 3 تیا‎ 
HE HLT IE, JRA RWS TEK, REFEKE A 
尽 , 但 是 看 见 崖 下 那 千 重 云雾 , TPR, "EET. TEER 
PRA ZÎ JL, Ai LL ELSE RT BERE EAE T CHE s 0 fic Vs o HOO S 
—FRIMETEMMR EZ, MAHER, KET 
Ae eR, MEAS AVE REZ, EEO HE. THE XT PEER BL 
会 逃 身 , 便 用 最 后 一 点 力量 , PR EDU DE Y HK. EFL 
Eri ER EE LH, BV SEA I 

"rk AU EET, HEREY, Wie RP. PME 
رز‎ “ARR MBE TIL ایا‎ PIS. WADERS 
3. XSALA EET" FER ET fib 5 3048. f E UTERIS. 

“正当 意 崖 上 的 捕 斗 难 分 难 解 的 时 候 , BILAN XOE Ek 
了 。 他 们 一 起 动手 , TEE DITE RO. Inn 就 这 样 逻 于 捕捉 到 了 
第 一 只 活 鹿 。 与 他 们 同 玉 的 兽医 同志 担心 庶 会 由 于 疲劳 过 度 和 
极端 激动 而 死去 , A BIA ET Y 2080, KF UE E2958 E 
而 专 作 的 担架 , SEE RRUUZE TÉ ee 

“ 捅 住 第 一 只 活 诈 是 一 件 大 事 , HF DEA, 鹿 是 可 以 捕捉 
的 , 养 昆 事业 是 可 以 发 展 的。 这 消息 , cc Xu T Se EM EL 
区 ,一 种 新 的 生产 方针 , 从 此 开始 了 1!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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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现在 ,全 族 已 经 养活 了 -一 百 多 只 应 ， 有 公有 母 。 今 年 第 一 
ART SORGE, 接生 了 第 一 胎 家 养 庭 患 。 明 年 , 后 年 , 我 们 的 
家 养 龙 会 越 来 越 多 ， 将 答 国 家 创造 出 更 多 的 财 定 !1” 

di) RHE RE, dfe Doe REBEL AH T 8 06 
和 养 施 工作 的 开始 和 开展 。 到 后 来 一 离开 鄂伦春 自治 旗 以 后 ， 
我 了 地 听 襄 巴 图 同志 原来 就 是 英雄 的 第 一 支 捕 谋 队 的 党 支部 书 
记 ! 我 后 悔 我 们 那 次 谈话 太 短 促 了 ， 央 为 他 刚 说 到 捕捉 到 了 第 
一 只 活 许 的 时 候 , 我 们 就 走 到 了 养 不 场 , 当时, 我 忙于 看 那些 活 
BILDER MURAH FLIES f SE MIRE KR 
THREE, و‎ ABR FH, ee HEH E AF 
URBES PME 

"Aj RR A ELEK BÈ LHR 2F و ارو‎ Heid Hep? 1” 

八 月 二 十 九 日 


dE— BEP ARS Ae 


雪花 , ERR, 从 清晨 起 , 一 直到 蓝 色 的 北方 夜 降临 
的 时 分 。 

月 亮 册 来 得 很 晚 ， 恰 象 一 位 等 待 观众 平 磷 下 来 才 姗 姗 出 友 
Aye. TERMI ASE, FESR, BEM THR AS BE PK RE 
رجا‎ BEA RMD BEE WETE A EZ SMR RIKE A 
和 我 , 就 是 这 篇 童话 的 出 场 人 物 。 

杨 本 老人 已 多 六 十 七 岁 了 ， 然 而 白头 发 却 比 我 的 还 少 ! 两 
只 猿人 的 眼睛 ， 依 然 可 以 辨认 几 里 以 外 的 野兽 。 他 是 个 老 共产 
党 县 ， 在 猪 民 当 中 有 很 高 的 威望 。 他 会 说 一 口 哈尔滨 一 带 的 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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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ERE, ALITA LAR. ور‎ AE PPR 
4i 2 RARER”, WBE A f E NOG A ES I FE s HAR 
WERIRRAM EVE. Sli, (he STEGER ها‎ FE 
25, 正好 , BEBE Hl UE BASS, 这 样 我 们 就 成 了 友好 的 旅 位 。 

我 倍 的 四 输 马 车 穿行 在 特权 林 里 。 这 正 是 地 后 短 草 的 风 平 
气 和 的 时 刻 。 厚 厚 的 雪花 , 挂 在 样 树叶 上 , Phd SUR GIT 
DW. KAZE PE TT TE TO LY FET JE El, 
FUB BUA dcl TE ار کر‎ ED LA ۵۵ که‎ ۵ ZE. FE KRE FE 
Bl, AMES LEU ARE OE, 而 不 轻易 地 去 破坏 北国 严冬 少 
TB BUT. 

BASSE AF LA BRE, 松弛 地 搭 拉 在 雪 地 上 , MG Le ee 
的 步伐 略 作 跨 息 , DEF SU HR HEEFT RAPE EREK BER! 

我 售 沟 历 过 多 次 草原 风暴 , 然而 森林 风暴 , 对 于 我 还 是 完全 
陌生 的 。 风 暴 常 党 输入 个 带 来 损害 , 但 是 经历 一 次 所 其 ,人们 也 
会 多 部 一 次 斗 等 的 欢乐 。 

ASE ve d M aee, 传 来 了 一 种 奇妙 的 声音 , EE TG 
双 刺 耳 ， 象 是 口技 省 员 藏 在 那里 故意 过 和 弄 着 我 们 。 不 时 ， 一 阵 
Ve ANSE TT LE BOS, KE— RRR + ۱0۸01220 BIM LTE 
一 片 片 地雷 落 下 来 ， 由 于 风力 微小 ,它们 在 空中 束 短 了 一 会 儿 ， 
便 落 在 树 身 附近 同位 的 身上 。 

月 亮 疫 有 方 于 那样 明亮 了 ， 几 片 藻 云 诸 住 了 人 它 。 夜 空 呈 现 
HUGE BOR C, IGS FM bw (9x b ke a 


这 一 切 都 预示 着 风暴 即将 来 临 ! 
BABE A UT SUR, BARKE EL, 然而 他 的 双手 却 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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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APIA T ERE. 

“fe, L8] — He JL رت‎ EE BIER EK, S REGE, 

我 们 往 南 走 , 顺风, 风暴 再 大 也 不 观 我 们 赶路 。 我 跟 杨 本 老 
ATIB BFE— RE, 两 个 人 合 着 把 -一 件 宣 肥 的 猥 皮 大 胡 披 在 身后 ， 
双 放 下 狐狸 皮 帽 的 劳 耳 。 这 时 由 本 老人 向 天 空 作 了 个 欢迎 的 手 
势 ,打趣 地 说 ， 

ETAT TE 

没有 过 多 外, سس وا .یا‎ i Se MANE db 
森林 后 面 , 24:15 A Be Hollis, IRE LP. 

从 那 以 后 , BOB E TIRE, 周围 的 一 切 景 物 , 他 都 
看 不 清 了 ， 耳 淋 里 充 塞 着 风 婆 放肆 的 趾 喊 声 。 然 而 那 匹 在 任何 
情况 下 都 能 辨别 道路 的 鄂伦春 马 , FEE DU mH d, BEA 
我 们 安然 地 拉 到 目的 地 去 。 我 坐 在 抬 能 一 般 寿 节奏 的 晃动 的 车 
所 里 ,并 上 两 妥 便 听 那 自然 界 谭 厅 的 普 响 , 设想 着 假如 有 一 位 作 
曲 家 今 晚 与 我 们 同行 ,他 将 会 有 怎样 的 感受 ? 

这 时 , 忽然 不 知 从 什么 地 方 传 来 了 熟悉 的 《国际 歌 的 普 斋 ， 
BEKE TERE, 也 不 是 汉 请 ,我 一 旬 也 听 不 懂 。 


AA, RRB EERE LR, U. 


从 音调 上 ， BRIT ی‎ ELAR HAT. 

顿时 , RET REE A HAR. ABUT MIN, 才 发 
WE Mole FUB SUA T A S PENI AL PFI SC RAC 

1b ATE RT SUR TECH, RAL A I IEE ET CT, 而 
在 这 时 , 在 风 雪 冬 夜 的 旅 禾 中 , 突然 唱 起 《国际 歌 》 来 ? 他 的 歌声 
虽然 轰 而 又 低 ,但 是 那样 热烈 而 壮 关 ! 与 令 晚 这 风暴 的 气氛 恰恰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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WDE. رارف‎ E کته ات‎ SCARY. Up AB HIR, 
这 歌声 是 发 自 他 内 心 的 最 深 处 ! 

我 向 他 看 了 一 腿 。 他 眉 宇 和 如常, 脸色 在 静 , 只 有 从 那 腿 角 的 
RICE FE HFF Fi fS ASN Ee A TT, 
RADA EERE UE RRS TEE og 

当 他 唱 完 以 后 ,我 间 道 : 

“你 唱 的 《国际 歌 》 是 强 偷 春 语 的 ?” 

"AES. oT fir AR ier UAE BRD! ” 

ARAM SRS Shy 文 用 汉语 高 声 唱 了 起 米 : 


不 要 论 我 们 一 无 所 有 ， 
我 们 要 作 天 下 的 主人 …… 


庄严 的 《国际 歌 》1 MESE Etpa op pal a RM JH AS pl 
HA TS, AROSE HERE HL HRS ره‎ CLA LTT, E 
至 几 万 万 人 口 的 大 民族 , WALT, 或 考 几 十 万 人 口 的 小 民族 ， 
然而 , TEASE AS AY ED ARR, 是 怎样 第 一 次 用 自己 民 
族 的 语音 唱 出 这 支 像 大 歌曲 的 呢 ? 

我 不 是 在 作 历 史 考 证 。 这 里 面包 含 着 此 历史 尊 证 更 为 意义 
深远 的 东西 ! 当 我 正在 思索 这 个 问题 的 时 候 ， 杨 本 老人 自 言 自 


ner AE. 
“在 二 十 年 前 的 一 个 冬天 , 也 是 在 夜里 ， 我 们 两 个 人 冒 荐 风 
暴 从 这 条 道上 走 过 ! eo” 


“ 跟 您 同行 的 亚 个 人 还 健在 吗 ? RÎ. 

“FE, 他 是 一 个 汉族 同志 。 那 一 天 夜里 , 跟 你 一 样 , 全 也 和 我 
- 莽 排 坐 在 一 辆 四 输 马 车 上 ， 到 我 们 鄂伦春 地 区 来 。 风 雪 电 人 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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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过 气 来 , 可 是 他 不 停 地 唱 着 一 支 歌 , SOLA, 就 浑身 
FW), 心里 装 起 一 把 火 来 ! 我 间 他 ，' 同 志 , 你 唱 的 是 什么 瞒 儿 
mio? hk. ون‎ duh. رک‎ KARE 
HEB 那 位 同 坟 马 上 答应 了 。 我 用 汉 话 刚 学 了 包 甸 ,就 知道 这 支 
点 的 分 量 了 。 我 停 住 唱 , 设 ; ‘这 么 好 的 点 儿 , U MERE 
春 人 都 会 晶 , 同志 , HAG D d TE CURE ERR? IA 
志 很 同意 ， 可 是 他 说 不 会 娜 偷 春 话 。 我 说 :你 给 我 齐 歌 词 的 意 
思 , 我 试 着 翻 ?就 这 样 ,第 二 天 早晨 , 我 们 到 达 部 落 的 时 候 , 我 们 
DR AREA CPA T. BERME, HDR KEI T EME 
中 的 每 一 个 鄂 偷 春 人 家 , 鄂 偷 春 人 都 非常 喜爱 它 1……” 
凰 暴 还 没有 平息 ， 森 林 庄 严 地 挺立 着 。 我 跟 杨 本 老人 紧 紧 
HRA RRO FF, ERK MRE? BARI 
八 月 三 十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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记 一 辆 妨 车 


我 贫 烃 使 用 过 一 辆 巧 车 ， 离 开 延 安 的 那 年 把 它 跟 一 些 书 籍 
一 起 留 在 蓝 家 坪 了 。 后 来 常常 起 起 它 。 想 起 它 ， 就 象 想起 旅途 
BELE, 成 场 的 战友 , 心里 充满 了 深 深 的 怀念 。 

We PEM, BEE, 一 来 它 的 车 架 、 NM, GE 
子 , 跟 一 般 农村 用 的 手 插 共 车 没有 什么 两 样 ; 二 来 它 是 延安 上 于 
上 万 辆 巧 车 中 的 一 辆 。 的 价 , 那个 时 候 在 延安 的 人 , 无论 是 机 关 
的 干部 ,学校 的 茹 员 和 学 息 ， 也 无 论 古 部 队 的 指 欣 员 和 战斗 员 ， 
在 工作 .学 习 或 者 练兵 的 间隙 里 , HEAT BE HL EDE? LE 
战斗 用 的 枪 , BEH HHH, 学 习 用 的 已 和 笔 一 样 , WR aR 

FEE ZE, i HETE A ER FERRE FE. IEE EH RÊ 
最 艰苦 的 时 候 , E Rê XIRE RSE, 配合 日 寇 重重 封 镇 
BH TILK, MEZEL E IMEI. BME HE FERRI RE 
毛 主 席 的 像 六 号 召 : “自己 动 手 , ERER.” 和 结果 彻底 粉碎 了 政 
人 图 困 的 阴 谍 。 在 延安 的 人 ,在 所 有 抗日 根据 地 的 人 ;不 但 吃 得 
fd, To H. Z1, 坚持 了 抗战 , 鲫 取 到 了 抗战 的 最 后 胜利 。 开 带 ， 
Bh HERR, 种 蔬菜 是 保证 足 食 的 战 缕 ; EE, HATE, 是 保证 让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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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BE.‏ ار 

۳ Je, RUS, HUS IU ARD OR, ot 
A dass DU BRUEE RR, DAE Pr CLE Sco M zi REPAS DET 
Wu. IPL RAVE TRE dese HEME LEAT, GEIR AE 43 Veit. 
SOLAR STO, رجات رز‎ ARTE, MPEP ee 
布 做 的 衣服 , 穿着 格外 舒适 , 也 格外 爱惜 。 那 个 时 候 ， 人 们 对 一 
身 灰 布 制服 , PAR GMMR, 或 考 自己 打 的 一 副手 套 ,一 
EEE, AMAT MN. RARITY, KT, AL NOTTE, 不 舍得 
FE. MULE EVE, WET AM, HEU Lk, REM ÁESUS 
e JG ACE CIS, ی‎ EBD. YER, 华丽 
f NRE, 只 有 在 演 局 的 时 候 作 演员 的 服装 , PUKE, 就 是 
看 看 也 觉得 碍 腿 , 隔 路 。 美 的 概念 里 是 更 健康 的 内 容 , 那 就 是 束 
وکا‎ APSE, 自然 。 

PE, 劳动 量 并 不 太 小 , BAT SIRS, IE SE 
学 习 和 紧张 工作 的 间隙 里 埠 料 ， 除 了 烃 洲 上 对 敌 斗 筷 的 意义 而 
外 , 也 是 一 种 很 有 兴趣 的 生活 。 在 巧 线 的 时 候 , IES RH E 
如 或 者 棉 稍 从 所 指 和 食指 中 间 的 毛 齿 里 或 者 棉 条 里 抽出 来 ， 又 
AU Ke, HERRE, 简直 会 有 一 种 艺术 创作 的 快感 。 拘 动 的 车 输 ， 
旋转 的 锭 子 , aU LIESS, RII TF, 象 演奏 路 乐 , 象 轻 轻 地 
唱 隐 。 那 有 节奏 的 乐理 和 歌声 是 和 谐 的 、 优 美的 。 

HART, HRT, RAMs HOPE‏ بر 
了 , AMET, CAR MASHER, BEAT WOR. Hort, 扫 线 , 配‏ 
合 恰当 , 成 为 熟练 的 技巧 , 可 不 简单 , 需要 用 很 大 的 耐心 和 数 力‏ 
KEN. WWE, TEPER ILO. —% LEE‏ 
ERAT, ZILLI URS T SPER. BETR—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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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ESE BESTA AL HR, PREITY, BR‏ را مد 
HOPE. WHEW HUT ASME? REA EK, 坐 下 去 ,一‏ 
HA, PH RAKE RATE, ROH AIM‏ 
AF, RAMS CHL, — i A nd, 仿佛 只 是 在 等 待 , 等 待 。 一 直‏ 
SB hi AP ILM A DERM TY, 左右 手动 作协 翻 , 用 力 适 当 , Ve‏ 
慢 均 习 了 ， 左 手 拇指 和 食指 间 的 毛线 或 者 棉 秒 就 会 象 魔术 家 帽‏ 
FAS RAB PETC ICS AM BASAL SBA. ME‏ 
NR, WOE AES a Hi IES TRE. REAL SU, PRI‏ 
FEES 3۱ 3 AAG. PAGER, IT ICR RNR‏ 
的 月 光 , AL Sed HC, HE. EXE, — I E iN. EL ESE TF‏ 
UC f) f, BOAT AEE.‏ لا کر 上 , EB FERRE Et LEO,‏ 
WGEF EXCITE. WRI E PURSE, SFT MOIS T‏ 
Tt, FS Hie FERE Uo ES SEU BE HEUS, REANIM, CSE) EU‏ 
SO HEE A AH LA Y WU. AA, MESI DEDE‏ 
uk 85 HT, 是 “ 仰 手 接 飞 独 , WEE TBC NS aR” 的 射手 对 良 马 的 感‏ 
情 。‏ 

WA LEZ, WO HA, ef RE, 也 可 
VASOS HAS ERIS ATE. WERE, BFE HEA, FS 
هراق‎ FE AGH A”, FREED IMIR ICR. ROR RR 
Al, 肢体 最 舒展 , 兴致 高 的 时 候 , 很 难说 那 是 生产 , راخ‎ 还 是 
Ti T; SBR 

为 了 提高 生产 灰 , 大 家 也 进行 技术 改革 , X HUP HEE Ld t 
和 磨 党 传动 的 道理 , 在 输 子 和 逛 子 中 辣 安 装 功 速 输 , Dn Se 3-6 

@ 曹植, 《白马 篇 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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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RG رح و رک تا‎ PEDAL. ی‎ e 
EE GA E رل‎ Se n p RIE HORE D ACT cB s SZ pu s 
也 是 在 劳动 实践 中 大 家 摸索 出 求 的 创造 发 明 。 从 劳动 实践 中 还 
ARI EHI Heg. Sin. E RN AE He AIR 
要 求 ;羊毛 要 松 一 些 , We, BE He He, ILRI 
NOEL BEDE RAS, HIE REDE OR AR, زب‎ E ER BIER ACE — E 
KREDI. KHER, KERE RETREAT E 
的 奥妙 的 。 
A J BoE, 互相 提高 , 息 线 鼎 开 展 沉 蹇 。 三 五 十 辆 或 者 
百 几 十 辆 烤 素 搬 在 一 起 ,在 同一 个 时 简 里 比 炒 钱 的 数量 和 质量 。 
成 名 好 的 有 奖励 , رخ زو تس لایر‎ Esp Ip. ML, 笔记 本 之 类 。 
PEACH. HOGER ERA BRE. WOR ER. 3 
FE, 2۲ ۲01 ARAL, BIETER RIL, SH ERZENA 
IL SER E. FEE ESE AE YHA IB TE [8], “沙场 秋 点 兵 ” 
HOR HEAT IBAA? AS. PEE, RIKA. TR B 
里 赛会 的 场面 。 只 要 想 想 : 天 地 是 厂房 , 深谷 是 车 间 , FRR, 
群 卫 环 拱 ， 怕 此 界 上 还 没有 哪个 地 方 哪 一 种 轻工业 生产 有 那样 
的 规模 呢 。 你 看 , MINT, HERE, 一 声 
رهم‎ 百 车 齐 噶 , 别 的 不 说 , 只 那 哆 哆 的 响声 就 有 点 象 飞机 场 上 
机 群起 飞 , 扬子江 边 船只 拔 销 。 那 哪 是 党 赛 , HET ERNE, 在 


共同 完成 一 项 成 斗 任务 。 因 此 党 赛车 束 ， 无 论 是 巧 得 多 的 还 是 
HELA, TREN RIAA TERN, KRAVE IG 
We 


证 了 革命 根据 地 的 人 大 家 有 衣 穿 ， 使 大 家 学 会 了 一 套 生 产 劳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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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H, TG 2 رما‎ Y RRA DA A HAS EUR 
的 意义 ; 自觉 地 克服 了 那 称 “认为 劳动 只 是 一 种 负担 ， 几 是 劳动 
都 应 当 付 答 一 定 报酬 的 习惯 "中,。 劳动 为 集体 , 同时 也 为 自己 .在 
劳动 的 过 程 里 ， 很 少 人 为 了 个 人 的 什么 去 锚 铁 计 吏 ; 倒是 为 集 
PAK Y 3€ 1T AAT XEOCBS SETS, Zn RUBIA TE DB SER 

就 因为 这 些 , dS de A, AVVO RAE EZ, 
AH FE STREAM. ور‎ U HD EY ۲ 
生活 。 在 党 中 央 和 和 毛 主 席 的 周转 工作, 学 习 , OF), Fd هد‎ Ac iit, 
革命 大 家 庭 的 温暖 ， 拒 大 家 团结 得 象 一 个 人 。 鞭 是 既 团结 、 紧 
UK, DOP. Nd. TAMIR, WUE AT, WDXERS 
U, 但 是 ,， 比 起 无 限 丰 富 的 精神 生活 来 , 那 算得 了 什么 ! SEP 
高 的 理想 、 豪迈 的 气概 、 乐 观 的 志趣 , 克服 困难 不 也 是 一 种 邓 受 
IRS? 

SUS ES HETE Sb SR, SER IC AF, 
OM Hi. 





1961 年 2 月 15 日 ,春节 


O 《从 莫斯科 一 一 哈 岂 铁路 的 第 一 次 星期 六 义务 劳动 到 五 一 节 双 俄 星 期 大 义 
务 劳动 》(《 列 宇 全 集 》 第 三 十 一 省 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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忆 当 年 , SEE im 3E ELE SEL 
woe 华 


15 4:881, GAARA, 身 之 炎 也 ”, BAR, RIF DIKES, f 
赛 而 已 。 怎 么 宕 得 不 当 ， 还 足 招 衫 ? LT “MLR”, F 
想 : 象 “ 万 世 师 者 "那样 方正 ,古板 , 连 走路 都 “ 行 不 由 径 ”, 吃饭 也 
“HAS IEA”. —- HAMA, 为 了 不 使 人 注意 , 怎么 还 把 平常 
的 衣服 都 换 了 逃走 呢 ? 此 外 还 遇 到 许多 有 关 衣 服 的 话 ， 那 时 都 
ASHE EEE, EWA Y YI. 

EY BAT OE, BRE E”, 第 一 次 从 万 山 从 中 内 来 , 到 

县 城 考 高 个。 有 位 年 儿 比 我 狗 大 两 倍 的 同乡 膏 :“ 进 城 考 洋 学 堂 ， 
也 该 换 一 身 象 样 的 衣服 , 怎么 就 穿 这 一 身 来 了 。” 

我 豪 不 知 天 高 地 厚 , — Hr HEBE, 土 统一 样 , 这 么 统 了 一 
^), “FRET, 又 不 是 考 衣服 !” 

这 一 铣 非 同 小 可 ， 把 允 方 的 腿 睛 然 得 叉 大 双 图 了。 他 过 声 
ie: "了 不 超 ! 了 不 起 ! FH! ۱ ۳ 

BIT APE ETE, 还 是 正 语 。 不 求 其 解 , 仍 以 不 了 了 之 
ds 

总 之 , 书 是 书 , 我 是 我 。 不 识 不 知 , 书本 于 我 体 有 截 ! 

“ADE” JSS HB, 作为 一 个 北方 省 城 的 中 学 生 , BEES DS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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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SB eden. onda PCR LH LE, HEA 
SICH ANE BRB, “LA Seat, AUR ARLE A Ek 
情况 比 来 , JO LATA. 

tt HT 092625, 加 之 满口 土 腔 , EE MBE, 十 九 都 遭 到 
白眼 。 举 目 所 至 , AR KDE, 油 头 粉 面 。 不 快 之 感 , 油 然而 
E. AS, ATARI, Jul. del 
kn JEOEBBERI AGB EAR AT XK KEY, FIER. HER, FA 
KH SCRE 

ASKER TEC EWNA, EEEREXCRE— Bet. “HE 
上 海 生活 , ات[‎ D ^C BE. Jo PIA AAR, 公共 
电车 的 车 学 会 不 照 你 的 话 停车 ， 公 园 看 守 会 格外 认 芮 的 检查 大 
PSR, 大宅 子 或 大 客 窗 的 站 本 会 不 许 你 走 正四 。 所 以 , 有 些 人 守 
可 居 斗 室 , VEL I, 一 条 洋 服 袜子 却 每 聊 必 须 压 在 枯 头 下 , 使 丙 
面 宰 腿 上 的 折 痕 天 天 省 楼 角 。” (《 南 腔 北 调集 》 (Ohta 
` 4, FK 431) 

Wi, JRO, AGS REPT. Xe ARE A fade 
RLF Cof, iol EL FAS. | 

且说 当年 北京 ， 我 总 觉 有 所 不 同 。 尽 管 岁月 飞逝 ， 人 事 洽 
ی‎ 男女 老 幼 ， 
RAR, RHR’, REKE, 时 序 更 类, WE EL 
与 其 主人 形 影 相 随 也 。 海 时 局 夏 , [ends MEE, 改换 车 
gu. 那 也 不 见得 芙 穿 , 出 门 时 , 多 
BEES ERT, RAL T. MURR, 又 一 元 
复 始 了 。 其 他 季节 , 不 管 < 内 容 ” 如 何 随 塞 暖 而 变化 , 由 夹 而 棉 ， 
gis tuti He, 也 不 管 怎 样 的 “ 俩 舌 其 内 ?”， 外 面 却 总 置 着 -一 件 “ 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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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R EKE. ره م9‎ IC He TR BIE ۳1 BC hb. Dr Hi. 
APSR TR, EFF, TBD o RE A PE TES B EFF I 
BER BATE PEK, 更 觉 相 宜 : 这 不 仅 使 他 一 出 数 室 : EE — hi, 
便 故 我 依然 , 且 在 一 些 富裕 的 同类 和 学 子 面 前 , THE T ار‎ 
寒酸 ,使 他 侧身 “ 士 林 ” 也 满 可 无 介 于 怀 了 。 

不 仅 此 也 。 FE SE a. 猎犬 四 出 的 当年 , FREE KH JK 
大 功能 ， 在 于 它 的 “鱼目混珠 。 但 其 实 也 不 尽 然 。 同 样 托 庇 于 
蓝 大 街 之 下 , WISER AIRES, 实 大 有 人 在 ! 不 过 同 其 它 罕 着 相 
Jb. 蓝 大 竺 毕 葛 “ 吉 笠 ”得 多 卫 。 这 虽然 是 无 可 奈何 中 的 聊 以 自 


和 慰 的 看 法 。 
某 年 的 秋 夜 ， 一 个 朋友 把 我 从 -- 个 地 方 徐 到 北平 。 另 一 个 
朋友 相 见 之 下 , 惊慌 地 说 : 


«pp PERSHRD KIF, 换 掉 ! hE! 

RAT IR, BED. HRRK “民族 形式 ” 的 装备 
也 外 安 。 他 忽然 鞍 有 所 司 地 转身 到 氛 房 里 取 了 一 件 蓝 大 衬 ， 粹 
我 换 上 , 就 讲 起 北平 的 “ 穿 衣 轻 ?来 。 

SEE, 我 疝 来 是 不 喜欢 *“ 洋 局 袖 ”， ERKEKE. KN 
这 之 前 , 此 一 地 , Hu, REKE SLI ELIE, 其 
引 和 人 注目 ， 正 不 亚 于 狗 能 在 广场 上 表演 。 而 现在 和 蓝天 衬 重 类 
FMR اج‎ T. 

ADK, BRERA”, Ti کت‎ HEP" HEK 
ih, SUT RB ES ۱ 

不 知 怎 的 , UEP ADS SE, OREM, BKAN 
Se EAC IURE, MRE A, REED اک روز‎ 
第 二 天 , 早饭 之 后 , 一 同 登楼 。 坐 定之 后 , 正 不 知 话题 从 何 开始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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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 BH JL, POPE JC, WL BA, TASS A, BME UE REX, 77 18 
(HIE, 如 此 和 良辰, ERIE REFL. CIN SHE e PRUE 
一 扬 , 就 像 哥 偷 布 望 见 新 大 陆 似 地 , 把 我 这 “是 非 之 胡 ” 一 打量 ， 
Va SOS. 

AGE, AMS. MOL TEES‏ ارت" 

我 感慨 地 说 :“ 北 方 之 不 行 也 , PERSE" 

他 没 待 我 说 完 , RRR. 

THD LRU, HEKE! 兴 马 衬 倒 满 行 。 还 有 好 的 没 
有 ?” 

我 一 面 答 有 , 一 面 把 那 顿 成 * 不 群 之 胡 ” 的 下 襟 往 起 -一 撤 , E 
ULT RRO, BORE Cy, 本 色 提 花 的 , 我 吓 不 出 名 字 来 的 糙 
Kn. رن رال‎ SEE, 160 LRA, FERS. 

和 鲁迅 先生 一 见 ， 好 象 发 现 了 我 的 保险 单一 样 ， 喜 不 自 胜地 
s 

“好 , 好! MEKI” 

他 放心 了 ， 面 露 微 笑 地 吐 了 一 口 烟 说 ， 

"Vr. 千 万 不 能 窒 这 莹 大 宰 。 此 地 不 
流行 。 和 否则 易 被 注意 、 采 梢 ,万 一 被 盯 上 可 不 得 了 了 !” 

当时 的 确 是 “ 沪 上 实 危 地 , ALES, 商业 之 种 类 又 其 多 , 人 
头 亦 系 货色 之 一 , 上 服 此 为 活 者 , RATE, 幸存 者 大 插 侦 然 耳 。” 
BHD, (AKAD 9, E 351) 

— 接着 他 就 说 到 不 但 要 注意 穿着 , 而 且 要 注意 头发 枯 整 齐 , 皮 
EEOC, BEF TE. KEKE 都 足 引 起 注意 , 并 
大 乱 子 , 连 举 止 也 都 要 留神 ……。 

"yk وا از‎ INF! " 
ell3e 


ART — 59, 双 点 起 一 支 烟 , SB‏ مزر لب و ور 
所 思 地 沉默 了 一 下 , 接着 说，‏ 

“在 上 海 过 上 生活, 就 是 一 般 人 穿著 不 留心 , 也 处 处 引起 麻烦 ， 
我 就 遇 到 过 .” 

fi LET را ات‎ 停顿 了 一 下 , 用 说 故事 的 口气 ， 从 纵 不 追 
地 一 边 回 忆 , U BER. | 

“有 一 次 , dS Bt B D ROTE AE XX — Ey, BSE 
的 饭店 , S^ PRESE. UNS زا‎ dodRlE y E RH Tt E 
截 了 当地 说 : 

SERRI 

“这 样 狐 店 的 后门 ' , 通常 只 运 东西 或 “下 等 人 ' EM. BR 
THEY XEF, NORM BEDS, 到 了 电梯 跟前 , Jp و‎ desert 
رو رس‎ BEER, 用 脑袋 向 楼 梯 探 了 一 下 , AY 


4 EE, 
* 走 楼 机 上 去 1， 
我 只 得 一 层 又 一 层 地 走 上 去 。 会 见 了 朋友 , 聊 过 一 阵 天 , 肯 
sr. 


“ 据 襄 这 位 外 国 朋 友 住 在 这 里 ,有 一 利 惯例 : RE, 只 到 
自己 房 门 为 止 , 不 越 雷 池 一 步 。 这 一 点 , 饥 店 的 四 丁 , 开 电 梯 的 ， 
以 及 勤杂 人 员 ， 都 司空 见 惯 了 。 不 料 这 次 可 破例 了 。 这 位 外 国 
AAMBF ES AED Wi AS OUS BUS PY, EBB, 陪 我 下 了 电 
Wi, EGS SIE, asec GUTES RN, 而 且 望 着 我 的 背 
影 , 目 选 着 我 远 去 之 后 , FRY MRR. BS be EMT 
FRIEZE TEREF BBD A, HBT PR BE BF Hb EE e Û j Fî 


ABM Y — DAR, dn ij 
“PLS, HES, BHU. RL وا‎ 
ji OF.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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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 旗 
1 石 


每 一 个 人 者 保有 着 自己 第 一 次 看 见 和 红旗 的 深刻 的 记忆 。 我 
同样 保留 着 这 样 一 个 永志 不 忘 的 强烈 印象 。 这 一 面 插 在 心头 的 
RL, 一 直 是 鼓舞 着 自己 不 断 要 求 前 进 的 动力 

TE Iu ARAL, FSFE HEL KEREN, 
斤 进 到 我 的 家 少 。 当 时 ， 我 还 是 一 个 没有 到 达 带 红 颁 山 年 龄 的 
Ai, 但 是 , 答 车 的 家 庭 和 当地 革命 斗 等 的 影响 , 使 我 朴素 地 懂 
得 红旗 代表 著 什 么 。 

那天 早晨 ,不 知道 为 什么 ,我 起 得 特别 早 。 朝 雾 刚 剖 散 去 ， 
SINTER, GRASMERE. BOE RS RAS 
KP. ASM AMM T, 红军 还 没有 进 村 。 一 会 儿 , 一 
输 红 日 从 东山 顶 上 冉冉 上 升 , 霞光 万 道 , 立即 照 红 了 人 定 边 天 。 就 
在 这 个 时 候 , 一 面 竹 旗 在 日 边 渐渐 举 起 。 先 见 磨 头 ， 再 见 天 族 ， 
最 后 看 见 一 小 队 人 局 从 册 背 后 登 上 山顶 。 红 旅 在 和 日 边 洱 风 招 
Hi, 一 小队 人 局 村 托 在 梯 和 红色 的 天 空 上 ,就 象 剪 影 , BRIBE, 分 
外 鲜明 。 

“来 哮 !" 全 村 腾 起 一 障 欢呼 。 很 显然 , 这 第 一 耐 红旗 不 仅 被 
我 看 到 了 ,而 且 被 全 村 人 看 到 了 。 于 是 乡村 沸腾 起 来 , 生 军 进 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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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 AR PITT PO PURE Pa. KERA BLA RUN 
观察 杠 旗 到 底 是 什么 样子 的 . HEH LE 987] AE if 
RE ERLE SRST I, TYR TEAR MIs KFT HH 
FSIS. RAR, WRT, JERR, 
也 非常 亲切 。 

和 红军 进 村 后 可 热 关 极 了 。 他 们 做 了 许多 大 事 ， 我 当时 理解 
RT, 但 是 我 学 会 了 儿 首 山歌 ， 跟着 大 伙 儿 唱 ,“ 日 头 一 出 满 天 
光 , AAV EL" ART ee PI OER E— 1E — 
AA BWA, “AREER BE, “MCE SEE A RO 
民 ” E M P4 Hb BO — 16:3 8 A EL EAN HE DN بر‎ “KHK, 
面 过 , WPM, "RET SER, 红军 在 当地 处 决 了 反动 民团 的 团 
理 和 几 个 反革命 分 子 ， 开 拔 了 。 而 我 一 生 中 见 到 的 第 一 面 红 旗 
和 这 一 个 热烈 的 斗 生 场面 却 永 远 在 我 心头 留 下 来 了 。 

过 了 七 年 ,对 于 条 旗 我 又 有 着 另 一 个 毕生 难忘 的 印象 。 

那 是 抗日 战国 前 的 一 个 夏天 ,在 上 海 近郊 的 一 个 农村 里 。 当 
时 我 还 交 好 到 达 现在 的 共青团 员 大 团 的 年 龄 , 被 批准 人 党 了 . 同 
我 一 起 人 党 的 还 有 两 位 ， 连 同上 儿 组 线 派 来 的 同志 ， 一 共 四 个 
A. SUPE VD BT, 自然 不 可 能 有 红旗 。 但 是 , 我 们 必 
须 有 生 旗 。 上 狐 派 米 的 同志 熟练 地 在 一 张 杠 色 的 香烟 灰 上 画 上 
一 面 旗子 , We 0938 C.C.P., 并 且 解 程 襄 : C.C.P. 是 中 国共 产 党 
的 意思 。 我 们 就 对 着 这 面 红 旅 宣 拆 。 当 时 已 痉 是 “一 二 ， 九 " 之 
后 , 抗日 救亡 运动 正在 茵 勃 发 展 , 但 是 , 敌人 对 革命 运动 的 镇 压 
仍然 无 所 不 用 其 极 。 为 了 防止 意外 , BREEZY, 我 们 就 将 画 在 狐 
上 的 灶 旗 烧 掉 了 。 但 是 , ACHE, 中 国共 产 党 的 党 旗 , 却 永 远 在 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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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DGEHOBUT. FER Mm HRH, EMSA 
Pa rp EEE HIE no, ii rd E BUT BARBER وک‎ 党 的 思想 上 的 
LIE 7306 9 | SE UE E 

七 年 前 , STB RRR FS BEDA Re. CBRE AY 
旗帜 ; 穷人 要 出 头 , PIT. BUA AJ T, 开始 了 解 
BUSTER BE LS SARE TEE, ARE MY” MERE Ms 开始 
T BV عز‎ E EF PGR 2131217018۴ Seb se eA ۵ fi 
大 意义 ; ASEM "BUE Ep 29 E^ ESHELF FRE? HF LR 
颖 正 被 虐 与 了 让 党 的 、 上 生动 的 内 容 。 打 红旗 着 不 是 简单 地 为 了 
* c n | 

Wa Rt Meee Bob TTE. RAFF, FAM 
只 是 青 面 猿 牙 的 国民 党 族 。 象 人 家 做 丧事 那样 ， 茧 底子 上 涂 白 
色 , PANE, FPS. KNN, 藏 在 心头 的 条 旋 就 更 加 办 出 
发 光 了 。 在 漫漫 长 夜中 , 它 是 报 晓 的 晨星 ; 在 茫茫 大 海里 , 它 是 


引路 的 灯塔 在 冰天雪地 中 , 它 是 熊熊 的 烈火 ; 在 风雨 恕 隆 的 时 
ABE, 它 是 划 破 长 空 的 内 电 ……。 碰 到 各 种 各 样 困难 的 时 鹿 , 都 是 


红旗 在 鼓 王 着 自己 的 斗志 , 加 强 自己 的 信心 , 鞭策 着 自己 , 要 永 
远 跟随 着 党 一 起 前 进 , 跟随 着 时 代 一 起 前 进 。 

但 是 , 对 于 和 红旗 所 代表 的 激烈 的 , RIE, RHR SFA 
的 意义 ,我 是 在 参加 了 武装 斗 细 之 后 才 懂 得 更 多 一 些 的 .在 一 支 
革命 的 队伍 中 ， 并 旗 具 有 多 么 重大 的 意义 和 作用 呵 ! CERE 
哪里 , 战士 就 蠢 疝 哪里。 它 成 为 党 的 谷 导 的 化 身 , 又 是 革命 战士 
钢铁 意志 的 象征 。 在 以 往 的 火热 的 斗 特 年 月 里 ， 有 多 少 劳 昔 的 
人 民 和 勇敢 地 站 到 生 旗 下 面 来 ! 有 多少 战 士 为 了 把 并 旗 插 上 茶 一 
个 山头 、 某 一 座 城市 ,在 和 红旗 上 染 上 了 自己 的 鲜血 ， 有 多 少 面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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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RF Y KR Al ور‎ BR XE! BRE, AC — eT 
MS 3/467, رورا رادید‎ AAA TA TABI I Ss 
原 , 从 黑龙 江 插 到 海南 岛 。 

Mia, Fir OA CRORE. EMBER) 
5$, USA PERL SB ee E, DRE MELEE f, 也 器 描 在 
Wit Fe RIM A ROR TTT HEPA, 
Be AT GSE AY E FF FH EF ET UC, 7K تا خی‎ ER ABE, 学 校 的 楼 房 上 有 
和 红旗。 这 个 时 候 ， 炸 旗 就 不 仅 代表 了 我 个 已 经 取得 的 公 天 革命 
3F 5 WEAN, mi ELA Y BRIM I AY EK RE SEE AD ERI 
ABET BE, زور‎ BBE, SERIA SRT TUI a 
AR جک هه کر وت‎ ERU ABS rh BALIF EX. 

SRA BS AR SALE‏ رک ماد 
RSS RR AY FDS, PASCH Te RR Lae a HIBE FE H 329832548 JE‏ 
红旗 。 在 红 族 上 , UA SL EPI EDS ERER, B BUH SED d‏ 


色 的 大 字 , EB: 
“RAS RE Bt” 
“大 跃进 万 岁 ! ” 


“ARAM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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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g JL d ABC A x x 师范 学 院 实验 小 学 。 开 始 的 时 候 ， 
我 们 都 陇 心 他 跟 不 上 班 。 一 方面 因为 年 儿 天 资 比 较 差 ， 什 会 事 
物 比 较 慢 ; 另 方面 因为 我 们 没有 做 好 学 前 笃 育 工作 , 他 没有 天 过 
幼儿 园 ,* 撒 野 成 性 "， 如 果 天 天 叫 他 坐 在 玻璃 窗 前 ， 伯 也 是 件 不 
容易 的 事 。 果 然 不 出 所 料 , 大学 一 个 多 月 , 翻 开 他 的 功课 本 , 不 
是 两 分 , 就 是 三 分 , 四 分 都 很 少见 , 更 不 用 襄 五 分 了 。 我 们 有 了 时 
候 督 促 -一 下 ; 辅助 一 下 , ARIE, CAP 

有 一 天 晚上 , 年 儿 俯 在 我 的 书桌 上 写生 字 , 写 得 很 用 功 , 也 
很 吃力 。 等 他 与 完了 以 后 , 我 拿 起 来 一 考 他 , 才 发 现 他 是 在 “ 依 
样 画 萌 芦 ”, 狠 大 部 分 是 不 认得 的 。 这 时 候 , 我 于 着 惫 起 来 ! 这 
样 下 去 , 怎么 得 了 。 我 半年 儿 ， 他 们 老师 什么 时 候 有 时 间 , 我 巴 
备 去 拜访 她 , 对 年 儿 的 学 习 情 况 交 换 意见 。 

心 顾 许 了 好 儿 天 , 但 一 直 都 没有 实现 。 有 一 天 下 午 ,年 儿 从 
学 校 里 回来 , 手 里 攀 着 一 个 本 子 , 一 见 了 我 就 喊 ， 

“和 爷 管 ,就 老师 答 你 的 一 本 手册 。” 

我 楼 过 来 一 看 , 是 一 本 普 普 通通 的 “五 字 部 ”。 我 打开 一 看 ， 
第 一 页 上 乱 着 密密麻麻 五 、 六 行 小 字 , 字 写 得 很 整齐 , 很 娟 秀 , 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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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IMING, 一 眼 望 去 , 便 知道 王 自 一 个 女孩 子 的 手笔 。 年 儿 很 注 
意 这 个 本 子 ， 腾 着 两 只 大 腿 睛 , URC BRE JUS NTR dfe UR. 
我 一 边 看 , BST HR. EER. 
HB Fs 
BT. ار و زر‎ T, HFH E 
经 验 , 工作 做 得 不 好 ， 所 以 小 年 进步 得 比较 慢 。 为 了 学 校 家 庭 互 相配 
合 ， 从 今天 起 ,我 每 天 把 小 年 的 表现 摘录 在 这 本 子 上 ， 和 希望 您 每 天 检 
As, 对 我 们 提出 意见 ,并 希望 您 把 小 年 在 家 的 表现 也 写 在 这 个 本 子 上 。 
HEX 
LY 
谈 X 
我 当时 就 在 本 子 上 写 下 了 我 的 意见 ,除了 感谢 和 同意 以 外 ， 
还 把 年 儿 这 一 -两 个 月 来 在 家 里 的 主要 表现 , 简单 地 与 在 上 面 。 
Wo, LEED, EERE YE FIR UE 
听 。 果 然 也 不 出 我 所 料 ,手册 上 与 闭 , LTE EMRE, OE 
路 位 子 ， 跟 同学 谈话 ， 有 了 时候 还 小 声 唱歌 。 这 不 但 自己 泡 有 学 
好 , 而 且 也 影响 了 别 的 同学 学 习 。 哎 ,果然 是 “野性 难 吕 "出! 吃 
Sel BUR, 我 和 年 儿 来 了 一 次 “ 诛 币 "。 我 问 他 : 
“你 认为 学 校 里 的 课堂 , BILE PB JF SL PL RES?” 


& 不 一 样 。 » 

“BEF E iT A PEREAT — E" 

“不 一 样 。 » 

“ 那 你 为 什么 把 课堂 当 成 野外 ， 当 成 大 树 底下 ， 乱 跑 乱 路 
YE?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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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g HB TELA, FLYER, 乱 唱歌 子 , 不 影响 人 家 学 习 蚂 9? 

年 儿 自 知 理 亏 了 吧 , ASSP IBIS, REF, ALCUN 
点 发 红 。 

又 过 了 两 天 ， 年 儿 又 侈 着 手册 欢天喜地 地 走 回 求 。 我 心里 
想 ， 他 一 定 是 受 了 谈 老 师 的 表 扬 ， 不 然 小 心 腿 里 是 不 会 这 么 高 
兴 的 。 翻 开 手 册 一 看 , REN. FY LS, 年 儿 这 儿 天 课堂 
和 狂 律 比 以 前 好 多 了 , 听课 也 用 心 了 。 只 是 做 功课 进步 还 不 大 。 

又 隔 了 一 天 , 歼 老 师 在 手册 上 双 提 出 建议 : 她 把 每 天 留 下 功 
课 的 主要 内 容 , HEF E, 备 我 们 和 检查。 并 希望 我 们 把 年 儿 做 
功课 时 的 疑难 , 号 在 手册 上 , 备 他 们 重点 复习 和 重点 辅助 。 

这 个 方法 , 果然 生效 , 不 到 两 个 星期 的 时 间 , 年 儿 的 功课 本 
上 的 分 数 , 和 以 前 翻转 了 一 个 个 儿 。 在 他 的 功课 本 上 , 现在 是 四 
分 、 五 分 居多 , 三 分 虽 有 , 只 是 偶然 现象 ,二 分 是 再 也 看 不 到 了 。 

日 月 如 流 , 手册 往 还 ,说话 间 已 沟 是 一 个 多 月 了 ， 手 册 已 邦 
BET KERE, 翻 开 手册 , 其 中 狠 大 部 分 是 贰 老师 写 的 年 儿 学 习 情 
况 ， 年 儿 的 功 届 作 业主 要 点 。 有 一天， 我 写 好 年 儿 在 家 的 表现 
后 , 再 仔 和 地 翻 看 了 这 本 普 普 通通 的 “五 字 部 手册 , FART 
的 分 量 。 这 里 面 装 进 了 老师 多 少 辛 勤 和 心血 呵 。 这 个 时 候 ， 我 
仿佛 看 到 ,一 个 年 轻 的 女 数 师 在 数 完 课 以 后 , 在 别人 正在 休息 的 
时 候 , 她 却 埋 首 在 桌 前 ,把 自己 的 一 个 学 生 的 卖 现 , 需要 的 帮助 ， 
一 次 不 苟 地 二 狂 他 的 家 长 , 而 且 是 每 天 如 此 , 从 不 间断 ， 从 不 做 
懒 。 想 起 自己 以 前 对 待 年 儿 功 课 那 种 不 负责 任 的 坊 度 ， 就 感到 
PDA To PUAN LN TY رز‎ 等 在 旁边 拿手 册 的 年 儿 , 等 得 不 耐烦 了 。 
is HSE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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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RB, 你 在 想 什么 ?” 

S&— 就 顺口 半 了 一 句 : 

“你 个 同学 中 , 有 多 少 人 有 这 种 手册 的 ?9” 

在 我 的 想象 中 ， 一 班 里 象 年 儿 这 样 重点 博导 的 学 全 最 多 也 
AE, WE UT y 这 手册 也 只 能 是 一 种 极其 特殊 极其 个 别 的 。 
座 知 年 儿 的 回答 , 大 由 我 的 意料 以 外 。 他 襄 ; 

“我 们 班 四 十 多 个 同学 , 有 二 十 多 个 同学 有 这 种 手册 。” 

] FER I VAT BAS, THEE. 

“就 老师 襄 了 , 要 我 们 每 个 孩子 都 成 为 毛 主席 的 好 学 生 。” 

昕 了 年 儿 的 话 ， 蔷 老师 在 我 的 想象 中 再 不 是 一 个 年 轻 的 女 
孩子 了 。 WERE. SHEE IEW T JERR NORE, 利用 有 限 的 时 
间 ， 做 了 无 限 工 作 的 人 民 数 师 呵 ! 她 在 我 的 想 但 中 变 得 崇高 起 
x (EAH. 

PERI Y BORAT IRE. TRE 
期 就 进入 总 复习 了 , 为 了 学 生 们 能 复习 得 好 , MIL BEDI RIE 
家 长 座谈 会 ， 希 望 我 明天 务必 出 席 寺 好 。 座 谈 会 的 时 间 是 晚上 
七 点 钟 ,我 算计 了 一 下 晚上 没有 什么 事情 , 就 答应 了 。 

认 知 道 第 二 天 下 午 斑点 钟 , 快要 下 班 的 时 候 , ORI ET tl 
iif, 说 有 一 篇 妇 章 一 定 要 我 最后 校对 过 才能 付 印 , 趾 我 已 上去。 
我 畸 上 单车 就 走 , 印 剧 厂 将 我 办 公 的 地 方 有 十 儿 里 路 , SCR EE 
路 , 走 到 已 经 快 大 点 了 。 一 篇 妇 章 校对 完 , 差不多 已 痉 七 点 钟 , 这 
时 候 , 我 了 猛然 疝 想 起 我 贡 参 加 的 家 长 座谈 会 来 。 二 庄 不 襄 , UE 
上 单车 , را کار سر‎ 赶 国 去 参加 这 个 会 。 等 我 到 家 , BEAR 
多 钟 了 。 年 儿 在 门口 等 我 ,等 得 眼 里 早已 渝 清 了 泪花 。 一 见 我 ， 
泪花 和 笑 声 一 齐 进 了 出 来 。 八 点 多 了 , 还 没有 吃 晚饭 , 会 是 参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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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成 了 , 所 以 一 边 吃饭 一 边 安慰 年 儿 , 说 明天 晚上 我 一 定 到 学 校 
m, 跟 就 老师 商 诛 ,还 把 这 意见 号 在 手册 上 。 吃 完 饭 , REE 
FIV, FE HWE AR 

RoI, TRA. نک در‎ 
T, WKS BI IAS. EIR, BEI d 
喊 道 : 

"4548, 痪 老师 来 了 。” 

MOE, BEEN DEE LMR, — Reden, 心里 想 ， 
WEE, BH SEHER, 双 劳 人 家 来 了 。 请 谈 老 师 坐 下 后 , 我 
才 看 出 果然 是 我 想象 中 的 一 个 二 十 岁 左 右 的 女孩 子 ， 衣 服 穿 得 
很 朴素 , AAT, 开始 时 不 大 说 话 , 显得 有 点 拘 洲 。 及 至 从 年 
JL i ROE, 她 的 话 才 多 了 起 来 , 而 且 就 到 景 后 , 简直 有 点 
Ho GOD. RUMBA YB BBA RR. 

“我 是 在 县 域 里 项 完了 师范 就 到 师范 学 院 来 做 工作 的 。 开 
始 时 在 院 里 做 行政 工作 , 后 来 这 所 小 学 开办 , 说 是 缺乏 数 员 。 我 
说 , 我 来 吧 。 有 同志 功 我 , ROE, 数 不 好 不 是 玩 的 。 我 
上 听 了 有 点 担心 , 但 是 继而 一 想 , 这 不 是 向 困难 低头 吗 ? 党 平常 怎 
入 样 数 我 们 来 哩 , 这 个 时 候 能 忘 了 吗 ? BROT, 又 有 同志 功 

di, VRBERR IS TY, 录取 学 生 时 可 要 光 选 那 有 程度 的 , 数 起 来 顺手 ， 
也 容易 试验 出 成 炽 来 。 我 就 想 : 十 个 手指 头 还 不 一 般 齐 呢 , 哪 能 
全 要 求学 具 一 样 好 程 府 的 。 再 说， 光 要 好 程度 的 ， 斌 脸 出 成 业 
来 , 不 是 也 没有 什么 代表 性 吐 ? 才 开 始 的 时 候 , 确 是 有 点 困难 ， 
学 生 程 度 不 齐 , 功课 进度 不 一 , 怎么 办 呢 ?” 院 党 委 书 记 跟 我 说 : 
EEE, 你 的 群众 就 是 学 生 的 家 长 , 取得 他 们 的 协助 , 就 
好 办 了 。 一 个 一 个 家 访问 , 没有 那么 多 时 间 , 我 这 才 想 起 用 手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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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Y ASB, HARTA, RIST BRK 8009 

سر و71 CRAKS T,‏ گنر 
FO, ۱ Tx it XT E‏ تا 会 , HERKE.‏ 
在 野外 的 夜色 里 。‏ 

WRIT. SEBITAGIN AOA 
心 成 为 多 余 的 了 。 帮 塞 假 这 天 , 年 儿 手 从 着 手册 和 成 炳 链 上 楼 ， 
小 心眼 里 特别 高 兴 。 论 锯 的 时 候 ， 还 冲 着 我 笑 。 大 概 这 一 天 太 
疲乏 了 吧 , 吃 完 饭 不 久 , ^e JUSTE LIER TT. PUVA 
放 在 他 的 枕头 旁边 。 他 一 只 手 找 着 它们 ， 满 脸 笑 意 。 看 了 这 种 
ی ره‎ 7] Hc PED es, 
40, ER ABE EV ON ERR, 想 超 那天 她 消逝 在 野外 的 背影 , 我 
AAS Mr MRE BE “CPE, ISOM, 这 孩子 的 脸 上 笑 意 里 边 
KET £ DERM DI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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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 见 茶花 , 你 是 不 答 易 懂得 “ 春 深 似 海 "这 旬 诗 的 妙 由 的 。 

想 看 茶花 , 正 是 好 时 候 。 我 游 过 华 庭 寺 , XEF ERAN 
两 游 了 一 次 黑龙 潭 ， 这 都 是 看 茶花 的 名 胜地 方 。 原 以 为 茶花 一 
定 很 少见 ,不 想 在 游历 当中 , THESE Bs AEE Io Ac D HI — HR 
猩 红 的 花 来 。 听 朋友 襄 ;“ 这 不 算 稀 奇 。 要 是 在 大 理 ,差不多 家 
家 户 户 都 养 茶 花 , 花期 一 到 , A BITE LAE 3E, SE 
we.” 

我 不 觉 对 着 茶花 沉吟 起 来 。 茶 花 是 美 啊 。 凡 是 生活 中 美的 
事物 都 是 劳动 创造 的 。 是 谁 白天 黑夜 , 积 年 时 月 , 拿 自 己 的 汗水 
PRSE, MCT Û UL zc BERE SHE, 义 于 培养 出 这 样 杷 色 
的 好 花 ? 应 该 威 谢 那 为 我 们 美化 生活 的 人 。 

普 之 仁 就 是 这 样 一 位 能 工 巧 奈 ， 我 在 软 湖 边 上 会 到 他 。 梁 
湖 的 茶花 多 , 开 得 也 好 , IEMA, 简直 就 是 那 一 段 彩 云 
DIL. مر‎ RAE, HATER 
5j, POULT; LI, DLR, 名 目 花色 多 得 很 。 
JR 花期 迟 , 刚 打 骨 
Jk, 开 起 来 颜色 深入 , 倒是 最 好 看 的 .” 

我 就 问 .“ 古 评说， 看 花 和 容易 栽 花 难 一 栽培 米花 一 定 也 很 
难 吧 ?” 

普 之 仁 答 道 ,“ 不 很 难 , 也 不 容易 。 茶 花 这 东西 有 点 特性 , 水 
HOUR, SBCA. SUE, 又 怕 晒 , 最 喜欢 定 阴 件 阳 , HEY 
厌 的 是 虫子 。 AAO, HEARS, 花 就 死 了 。 一 年 四 季 ， 
不 知 得 操 多 少 心 呢 。 

BRIE. “BIEN ey” 

普 之 仁 说 :“ 活 得 可 长 啦 。 华 庭 寺 有 棵 松子 馆 , 是 明 朝 的 ;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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百 多 年 了 , 一 开花 , BEI —T-5 7g. " 

我 加 了 一 声 ; “想不到 华 庭 寺 见 的 那 标 茶 花 来 历 这 样 大 。” 

善之 仁 训 会 我 的 意思 ， 赶 紧 说 ;“ 你 不 信 么 ? 大理 地 面 还 有 
一 标 更 老 的 呢 , 听 老 人 讲 , 上 千年 了 , FIER, 满 树 数 不 清 数 ， 
都 外 万 末 茶 。 树 干 子 那 样 粗 ， 儿 个 人 都 搜 不 过 来 。” 说 着 他 伸 出 
Viet, Bc Ti DU A 

我 热切 地 望 着 他 的 手 , 那 双 手 满 是 英子 , 沾 着 新 鲜 的 泥 寺 。 
我 双 望 着 他 的 脸 ， 他 的 眼角 刻 着 很 深 的 敏和 攻 ， 不 必 有 多 间 他 的 身 
HE, 猜 得 出 他 是 个 佛 沟 忧患 的 中 年 人 。 如 果 他 离开 你 , 走 进 人 从 
里 去 , Se AMET, 再 也 不 容易 寻 到 他 一 一 他 就 是 这 样 一 个 极 
其 普通 的 劳动 者 。 然 而 正 是 这 样 的 人 , 整 月 整 年 , 劳 心 劳力 , 拿 
出 人 部 精力 培植 闭 花 木 ， 美 化 我 们 的 生活 。 美 就 是 这 样 创造 出 
求 的 。 

正在 这 时 , 恰巧 有 一 群 小 孩 也 来 看 蘑 花 , 一 个 个 仰 着 储 竹 的 
小 脸 , AIRE, Di p A RIK. 

RR. “童子 面 茶 花 开 了 。” 

1 TR, 立时 省 悟 过 来, ST. ORME, 再 没有 上 比 
这 种 童子 面 更 好 看 的 茶花 了 。” 

一 个 念头 忽然 跳 进 我 的 脑子 ， 我 得 到 一 幅 画 的 构思 。 如 果 
JAHR RS BU REL, KRG EET REA RE, 岂 不 正 可 
以 象征 着 宜 国 的 面貌 ? زود‎ MRE To. SEE 
国外 的 那 位 丹青 能 手 ， 也 许 她 肯 再 手柄 一 秋 ， 为 我 画 一 幅 画 儿 
吧 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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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 FEM y" MAE. SORIA D. یز‎ 
AMAT AREF ETR, HEMETE را‎ AT 
یر هم رز جر‎ ALERTED, dme 
国 朋友 一 起 选 购 着 鲜花 。 往 年 的 花市 已 经 够 感 大 了 ， 今 年 这 个 
花 海 又 涌 起 了 一 个 新 的 高 潮 。 因 为 家 村 人 民 公社 化 以 后 ， 花 木 
的 生产 壤 加 了 ， 今 年 春节 又 是 城市 人 民 公社 化 之 后 的 第 一 个 寿 
闻 ， 广 州 去 年 有 黑 万 的 家 庭 妇 女 和 街坊 居民 投 玉 了 生产 和 其 他 
的 劳动 队伍 。 加 以 今年 党 和 政府 进一步 安排 群众 的 节 日 生活 ， 
花木 供应 空前 多 了 , 买 花 的 人 也 空前 多 了 , 除 原来 的 几 个 年 寡 花 
市 之 外 , 双开 辟 了 新 的 花市 。 如 果 把 儿 个 花市 的 长 度 昧 加 起 求 ， 
“十 里 花街 ” 恶 怕 是 名 不 虚 伟 了 。 在 花市 开始 以 前 ,站 在 珠江 涯 
LUE BARE EBA SAA PSA ERI, 
但 见 在 各 式 各 样 的 楼 船 汽 输 当 中 ， 还 划 行 着 一 稻 稻 载 满 鲜花 登 
栽 的 木船 , 它们 求 自 顺德 .高 要、 清远 、 四 会 等 县 , RR THE) 
春 的 气息 和 农民 群众 的 心意 。“ 多 好 多 美的 花 !”“ 今 年 花 的 品 
wg ”江岸 上 的 人 们 不 禁 喷 喷 称 赏 。 广 州 有 个 文化 公园 ， 园 
里 今年 也 布置 了 一 个 大 规模 的 “迎春 会 ”, FETE MUI 8E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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堆砌 出 “江山 如 此 多 嫣 ” 的 天 花 学 , ERT A Be DG 4ER 
RU, 还 陈列 着 一 株 花 灯 灼 灼 、 树 冠 直径 达 一 丈 许 的 天 网 树 。 这 
一 切 ,都 显示 出 今年 广州 的 花市 是 不 平常 的 。 

人 们 常常 有 这 么 一 种 体 县 : 碰 到 热天 和 奇特 的 场面 , 心里 面 
EERE T LUI AEE I RE, 总 想 把 自 
ca PTE SIUE UJÉRBOE. XT) MESE FHT, Sus 
TERE Apu. HERMES dA رک ازع‎ 但 是 今年 ， 
PEASE UE AMEE, PUT ROY Y. 

农历 过 年 的 各 种 风 习 ， 是 我 们 民族 在 几 千 年 的 历史 中 形成 
的 。 我 们 吏 在 有 些 过 年 风俗 ， 一 直 可 以 妃 济 到 一 两 千年 前 的 中 
本 中 去 。 这 一 切 , 是 和 许多 的 历史 故事 、 EI SEO, SERHAN 
群众 中 的 美学 观念 密切 联系 起 来 的 。 在 中 国 的 年 节 中 ， 有 的 是 
要 踏青 的 , 有 的 是 要 划船 的 , 有 的 是 要 赶 会 的 ……， 这 和 外 国 的 
什么 点 灯节 、 WEAR, 都 各 有 它们 的 生活 意义 和 诗情画意 。 
nn 
子 、 玩 龙灯 、 跑 旱 船 、. 放 花炮 … 穿 上 整洁 衣服 , 头面 一 新 ， 
男人 都 理 了 发 ， 妇 女 i O 
“HRRK, 新 年 来 到 , 姑娘 要 花 , PFI, EI LES 
帽 ”的 北方 俗 蓄 ,多少 描述 了 这 种 气氛 。 这 难道 只 是 欢乐 欢乐 、 
بت‎ S HAL, iS 
便 略 到 我 们 民族 女 化 的 源远流长 和 于 百年 求人 们 热烈 向 往 美好 
ASDA? 在 旧时 代 昔 难 的 日 子 里 ， 自 然 劳动 人 民 不 是 都 
能 欢乐 地 过 年 , 但 是 贫 若 的 农户 , 也 要 设法 购 张 年 画 , 贴 对 门 联 ; 
AREER PE Zc URE BEATS OR RHE, t LR. E HR BIE, 
ROSE DA ERE RE, PSY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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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CD SEA RAE HEATER e FD fO‏ و 
习俗 被 革除 了 , 赠 博 酮 酒 , AEE KT A REIR TRA, 千 奇‏ 
百 怪 的 禁忌 , 这 一 类 的 事情 没有 了 , 那些 看 猴子 的 凤 阳 人 、 跑 江‏ 
MWIHELUCIERUTI P A, 那些 的 着 串 上 铜钱 的 冬青 树枝 的 乞丐, 以 及‏ 
ROFL IL. RMIT ACRE TS AC. TBS‏ 
HEY SBE BEARER, esae M B STE TEENY PS‏ 
RAS‏ وا " 容 。 现 在 我 们 也 燃放 爆竹 , 但 是 鹰 想到 那 和 “ 腻 低‏ 
有 什么 牵连 呢 ! 现在 我 们 也 贴 春联 , 但 是 有 谁 想到 “岁月 连 春 花‏ 
3s A BUE RESI ERIS HET), 7] A DEBRIS ER s WHER,‏ 
ACEITE" ZERRE, Tt FUN NAC ERE ABATE BY‏ 
以 相提并论 之 处 呢 ! 十 老 的 节日 在 新 时 代 里 是 充满 青春 的 光辉‏ 
X.‏ 

这 正 是 我 们 热爱 那些 古老 而 又 新 饼 的 年 节 风 习 的 原因 。“ 怕 
ALE ROI, DESETCR EDDIE D PRESS T, 大 地 的 花 开 越 
种 越美 , A IPLE SEATS BOE A ERG BTE ERA i, (EER MOK DK 
Jit de iti AEE 3 ATR D RU 

而 南方 的 人 们 也 芙 会 安排 ， 他 们 选择 年 寡 竹 花市 这 个 节目 
作为 过 年 生活 里 的 一 个 高 潮 。 太 阳 的 热力 是 厉害 的 ， 在 南方 最 
热 的 海南 岛 上 , FERE Be EN SL, 根部 也 可 以 伸 虽 地 
HASH, 有 一 些 树木, SRI TSMC ACHE, 插 在 地 里 却 又 
ی‎ ABI BERHEMEN. 
“ 花 落花 开 无 日 了 ， 春 求 春 去 不 相关 。” 早 在 春节 到 求 之 前 一 个 
月 , 你 在 郊外 已 经 可 以 到 处 见 到 树 上 挂 着 一 申 串 鲜艳 的 花 玉 了 。 
ii ze A APE TH, 猎 过 花农 和 园艺 师 个 的 努力 , 更 是 人 工 夺 了 天 
工 , 四 时 的 花 表 , 除了 夏天 的 共 花 石榴 不 能 见 到 之 外 , 其 他 各 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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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, VBI kA ARR HEHE, AE. LU‏ و7 JUSE-ERE‏ مرو عم 
Je, Bk, RAKES MERE‏ 

SOMA ig ck OTE TH BOE Be, 就 是 历史 上 著名 的 “十 三 
4i" 一 带 , EMT ARIE RMA, 一 层 一 层 衔 接 而 上 。 那 里 各 
sit, HEB. EEA DO HE EUER S, 卖 花 的 汉子 们 笑 着 高 声 报 
价 。 灯 色 花 光 , 一 片 锦 颖 。 我 移 略 计算 了 一 下 花 的 种 类 , 今年 总 
FE— FRET. BW HE, WRT, RS) 
和 每 层 着 叶 攻 和 花瓣 的 植物 中 的 珍品 , CSA ESE OL, 人 们 选 
择 和 布 冉 这么 一 个 场面 来 作为 迎春 的 高 潮 ， 其 是 匠心 独 运 ! 那 
千 千 万 万 及 笑脸 迎 人 的 鲜花 ;仿佛 正在 用 清脆 和 碎 的 声 得 在 涝 
笑 低语 : “春来 了 ! 春来 了 !” 买 了 花 的 人 把 花 树 举 在 头 上 , dk 
花 托 在 再 上 ， 那 人 流 优 佛 双 变 成 了 一 道奇 特 的 花 流 。 南 国 的 人 
们 也 畦 懂得 欣赏 这 些 春天 的 使 者 。 大 伙 不 但 欣赏 花 洲 ， 还 欣赏 
闲 叶 和 人 鲜果。 那 象 繁星 似 的 金村 、 四 季 桔 、 WIR, 
更 是 人 们 所 欢迎 的 。 但 在 这 个 特殊 的 ,春节 黎明 即 散 的 市 集中 ， 
又 念佛 一 切 事物 都 和 花 发 生 了 联系 。 急 挫 上 的 金龟 ， 使 人 想起 
了 水 中 的 鲜花 ; 海产 摊 上 的 具 过 和 珊瑚 , 使 人 想起 了 海中 的 鲜 
花 ; 至 于 吉 玩 架 上 那些 宝 莹 均 条 、 天 青 粉 彩 之 类 的 次 器 和 历代 书 
画 ， 双 使 人 想起 十 代 人 们 的 巧 手 塑 造 出 来 的 另 一 种 永 不 雕 谢 的 
EAR T. 

广州 的 花市 上 , 帅 钟 ,桃花 ,牡丹 水 个 等 是 特别 吸引 人 的 花 
弄 。 尤 其 是 这 南方 特有 的 吊 钟 ,我 觉得 应 该 着 重地 提 它 一 笔 ,这 
JE IRATE SEREK. TE APR ERA RU EE 
423838, OTE BE AG ROSE RF ANA ALP p GHEE. 
TOPE ERLE A ZR, 也 有 个 别 多 到 十 二 灯 的 。 听 朝鲜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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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UE, BOE TE REUSE. لایر‎ TEE, 但 南 
国花 市 上 的 牡丹 大 托 光 秀 秀 不 见 叶子 , YEA DA ED GC. 
EHO E AR ae و‎ D, FREER II CBE EAT 
dt, 还 能 够 发 叶 。 这 些小 钟 儿 状 的 花 末 , — TEES اک‎ HL, 使 人 
就 象 听 到 了 大 地 回春 的 偷 给 锥 的 钟 声 似 的 。 

在 花市 盘 桓 ， 令 人 氢 起 一 种 对 自己 民族 生活 的 深厚 情感 。 
BUNA M D ETT A ATER HK LE. CIE BH 
AGE 4), ERE A BERBER 27:98 ASE WD UL TAR EL OTB I ER 
SO MERE. RESIS, TOI MER SAT, 想起 这 种 几乎 
ون اجه‎ A HEP HE TCR M T s IRE MISE, 

PEE FCR Je f] D rh, 能 够 买 花 的 只 是 少数 的 人 , 现在 一 
SR LCT IMAG TRE PRTG IR, STA ST 
FEREK b, EREBE HENE TT. WE IERIE SDK 
TAREE, SERENE, 合 人 深 深 体味 到 , 亿 万 人 的 欢乐 才 是 
大 地 上 贯 正 的 欢乐 。 | 

在 这 个 花市 里 ,也 使 人 想到 人 类 改造 自然 威力 的 互 天 ,性 并 
本 来 是 太行 UI 的 一 种 莞 山 小 树 ， 水 仙 本 来 是 我 国 东南 沼泽 地 带 
的 一 种 野生 植物 ,多 过 千 百 代 人 们 的 加 工 培养 , 葛 使 得 它们 变 成 
了 “ 国 色 天 香 " 和 “ 凌 波 仙子 ”! 在 野生 状态 时 , 菊花 只 能 开 着 铀 
SE ADL HE, 鸡冠 的 花 更 象 是 狗 尾 章 似 的 , 但 是 多 过 花农 的 悉心 
培养 ， 人工 的 世代 选择 , 它们 苇 变 成 这 样 丰 觅 艳丽 了 。“ 天 工人 
可 代 , 人 工 天 不 如 。” 生 活 的 美 理 不 正 是 这 样 么 ! 

在 这 个 花市 里 ， 你 也 不 禁 会 想到 各 地 的 劳动 人 民 共 同 创造 
历史 交 明 的 让 功 像 狠 。 这 里 有 来自 世 建 的 水 位， 来 自 山 东 的 竹 
Jis HEL AEA ANY APE RES. 还 有 本 源 册 自 印度 的 大 丽 ，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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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A P] ۲۰ ۵۵ BC IL, Hf E EA رو‎ IR ELA EP EROR 
的 许多 仙人 掌 科 植 物 。 各 方 的 溪 油 汇 成 了 河流 ， 各 地 劳动 人 民 
的 创造 汇 成 了 煤 烂 的 文明 ， 在 这 个 巾 照 接 扩 的 市 集中 不 也 让 人 
充分 威 受到 这 一 点 么 ! 

你 在 这 里 也 不 能 不 惊叹 群众 审美 的 银 力 。 人 们 爱 单 托 的 水 
仙 胜 过 双 托 的 水 仙 , 爱 复 闪 的 桃花 又 胜 过 单 状 的 桃花 。 为 什么 ? 
因为 单 托 水 仙 才 显得 更 加 清雅 ， 复 锥 红 桃 玫 显得 更 加 抑 丽 。 人 
合 妥 这 种 和 谐 的 美 ! 一 盆花 果 ， 群 众 也 大 抵 能 够 一 致 指出 它们 
的 优点 和 缺点 。 在 这 种 品评 中 ， 你 不 也 可 以 什 略 到 好 些 美学 的 
道理 么 ! 

总 之 , LETEK AS EH np, 常常 使 你 浮想 联 居 , 威 受 到 许多 
寻常 的 道理 中 新 鲜 的 涵义 。 十 一 年 来 我 养 成 了 一 个 辛 好 ， 年 年 
都 要 到 花市 去 挤 一 挤 , 这 正 是 其 中 的 一 个 理由 了 。 

SUP ESET O 3 PA SY, WER SETA TSR RY 
幸福 生活 。 因 此 , 花市 归来 , 象 喝酒 微 醉 似 的 , 我 拉 拉 扯 扯 写 下 
这 么 一 些 请 。 让 远 地 的 人 们 也 来 分 享 我 们 的 欢乐 。 

1961 年 12 月 ,广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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BECK JULIET. OF, CAD HB TRB DUAL RR, BEDE 
7E —PERO RE URE REGE RRETH ارچ‎ IS SEE IIT, 
ERU ZIT c Ep Ee Us AS, We EGRET IPSS Y LRM 
BUNA, AEB. CRA ۸۵۹۲ E 
RWEPHL, RMA OH, RORY EREN 
IU C L4 REBER SAAD Re EFEX, KAY 
一 个 钟点 , 窒 前 廊 上 居然 有 了 和 荷 荷 的 流水 声 。 这 人 一 来 , REB 
也 看 不 进去 了 。 窗 站 关上 后 ， 屋 子 里 又 很 闫 热 。 我 便 拉 开 家 字 
桌 的 抽 履 去 使 折 属 。 忆 子 取出 来 了 ， 可 是 我 并 没有 用 它 。 我 在 
BIER LIE Se HUE RO RH I 

HR بح جرج(‎ J] e HERRO, 每 一 张 上 面 都 有 我 , 不 
用 襄 也 有 别人 。 我 翻 看 它们 , 只 是 为 了 消除 我 心里 的 烦躁 ;我 受 
不 了 好 象 永远 下 不 完 的 雨 。 这 些 照 片 使 我 想起 了 两 个 月 前 在 狂 
仓 过 的 那些 日 子 , 它们 还 葵 我 保留 着 春天 的 明媚 的 阳光 。 只 有 一 
张 是 在 雨天 里 拍 的 ， 陌 生 人 在 这 有 花 有 树 的 照片 上 看 不 到 有 柔 毛 
انس‎ iik, 可 是 我 明明 记得 当时 的 情景 。 

AIG HERE DAT PT TE MG R8 UL AS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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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pf Ke rz HUE SERO DOMO, BA s POR PEZ 
仓 度 过 的 四 个 清晨 , RBS, 踏 着 草 叶 上 的 露珠 , 走 下 弯曲 
HY FER, 一 直 走 到 那 所 小 小 的 茶 屋 ,有 时 在 一 棵 发 香 的 矮 树 前 
停留 一 会 儿 ,或 者 坐 在 干净、 清凉 的 大 石上 享受 暖和 的 阳光 。 我 
们 在 这 个 风景 如 夯 的 庭院 中 接待 过 许多 朋 必 ， 做 亮 的 饭厅 里 党 
常 充满 了 惊 快 的 笑 声 和 融洽 的 谈话 ， 我 们 坐 在 小 客厅 那 张 中 略 
可 以 生火 的 小 方 桌 的 四 周 ， 和 朋友 们 进行 过 多 少 次 悬 切 的 交 坑 
(在 那些 时 候 我 们 作 了 整个 旅馆 的 临时 主人 )。 这 里 的 -一 章 一 木 、 
Bh EE, 9k —PHPRSALONUR DET REGE, 比 花 更 美的 友情 的 忠实 
FALE, 

SUMS Oh BIR. ASI KD, METAN. WI 
REFEREE. HSA ATTN ASTRA, PRN 
PTDL THERM, SUE Aes Ede. SRM DBE 
BAT ANT LAE Rd TORRE MRM. Mcr I e 
[PMWM TRAD, TA BINT JSCGPAVMERÜODERS. B 
Je Kiop BO DLA ITS bf LA, ato 
MSS رو زاس‎ RUE FERE D TRU Le tH RM 
微笑 。 在 东京 我 们 不 止 一 次 、 两 次 见 到 她 的 笑容 。 可 是 坐 在 猴 
GRADER EIT URI ERIK E, 她 却 微微 埋 着 头 ,严肃 地 
MM CL 她 住 了 一 年 , 深 深 地 
懂得 了 种 族 歧 向 的 意义 , 回 到 日 本 , 马上 学 习 中 女 , 下 决心 要 到 
中 国 访问 , 认识 新 中 国 。 她 的 一 个 长 篇 就 要 在 日 报 上 连载 了 (可 
能 不 止 一 个 ) 。 据 闹 地 还 在 计划 扎 一 部 关于 原子 强 的 小 说 。 我 
知道 她 扎 过 短篇 赫 广 岛 的 受难 者 叫 冤 匆 若 ， 在 谈话 中 便 提 到 广 
岛 的 惨剧 。 我 一 名 话 唤 起 了 她 许多 痛苦 的 回忆 。 她 的 头 一 句 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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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 就 是 ; “去 年 在 广岛 还 有 一 百 几 十 个 原子 病人 死亡 。” 

去 年 ! 这 是 原子 强 爆炸 以 后 二 五 企 了 。 在 小 客厅 里 宾主 五 
人 中 ,除了 正在 讲话 的 客人 外 ,只 有 冰心 大 姐 到 过 广岛 。 她 在 广 
岛 看 见 一 所 极其 漂亮 的 大 建筑 物 ， 说 是 美国 人 办 的 原子 病 研究 
所 ,可 是 从 未 昕 说 哪 一 个 病人 在 那里 得 过 一 点 点 帮助 。 

“是 啊 , 美 国人 在 广岛 修了 许多 谭 亮 房子 , 想 掩盖 那个 罪恶， 
WYRE BARRETT. MRE BR TIED, AR 
治病救人 , FRA TIER ARE, 拿 病 人 来 作 实 腑 , 看 原子 
弹 的 破坏 力 究 范 有 多 大 ! ”有 吉 佐 和 子 姑 娘 依旧 声 得 平平 地 、 竹 
ANIL RSs, 有 有 时 微微 抬 起 头 , Teste oti Ei, RAR 
现在 在 照片 上 看 见 的 那样 。 微 笑 早已 消 尖 了 ， 但 是 她 好 象 把 痛 
HARA BH EDE, 不 让 自己 露 一 点 激动 的 表情 。 不 管 这 些 ， 
她 的 话 通 过 项 大 的 口 却 成 为 愤怒 的 控诉 了 。 恶 膛 同 志 早 搬 来 一 
把 椅子 , 放 在 小 方 桌 的 一 个 角 上 , 他 坐 在 那里 , 常常 提高 声音 ， 
动 拿 馈 笔 的 右手 来 表示 他 的 威 情 。 

“在 广岛 流传 着 种 种 的 故事 。 据 襄 ， 阴 茶 可 以 治疗 原子 病 ， 
又 说 喝酒 地 能 使 原子 病 断 根 ， 所 以 有 些 人 家 连 大 带 小 按 命 地 馈 
茶 喝 酒 。 可 是 会 有 什么 精 果 呢 ? 我 的 一 个 短篇 是 这 样 开头 的 ， 
OH AGB" GPRS AC, FELT OR AE WL Phe BE B 
AS, ERE, Ye RR OPE.” 

PERIL MN. LRTI CATT Wek T ; PS 
AAU BORED, FEN AD MENS DUIS delit, du 
ار‎ A CMRI, SSE a PL 
开 笔 亿 本 的 时 候 , CLA UU EE TAI TE, 又 说 下 去 : 

“我 认 藏 一 位 广 意 姑娘 , 她 生 得 非常 漂亮 。 原 子弹 投下 来 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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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 她 寺 七 岁 , 今 年 二 十 三 由 了 .可 是 她 不 能 不 成 天 舱 在 床上 。 
地 站 起 来 , 走 儿 步 路 , 就 会 摔 倒 ， 稍 微 用 一 用 思想 , AB EY 
过 去 。 她 对 我 说 , RAPISTS ZIRE, 可 是 好 要 活 下 去 …… 

HLERXE ZEA, AAMAS, {HERE MORE T 
جع وتات زا‎ 5 AY, HOH LAKH, RE nibo 
Wt RE TIRE. HOTS HULA Uc dede. re 
着 我 的 心 。 我 不 由 自主 地 咬 紧 了 下 嘴唇 。 然 而 她 双 往 下 进 了 ， 

“我 还 认 茂 一 对 年 轻 夫妻 。 丙 子 也 是 个 原子 病人 , 结婚 以 后 
夫妇 感情 很 好 , 却 非 常 害怕 生 孩 子 , 因为 据 设 原 子 病人 专 生 畸形 
的 怪物 。 后 来 豆子 尊 于 怀 了 孕 。 这 个 事实 使 她 痛苦 。 她 的 浆 夫 
拉 着 她 的 手 , 一 方面 安慰 她 , 一 方面 又 压 不 住 自己 的 激动 , We 
着 眼泪 就 :你 不 要 怕 。 你 生 黑 , 不 管 你 生 下 求 的 是 三 只 手 或 考 
一 只 脚 , 甚至 没有 身子 没有 嘴 , 我 都 一 样 地 心疼 它 。 我 一 定 要 让 
它 活 下 去 。 我 更 带 着 它 走 台 伯 世界 ， 让 所 有 的 人 都 知道 原子 强 


Mi EAA, VEER T ORS TE, AE 
TUA HA FS EAL ASERPET OPEN M eB I HEAR RANE. 
cn Fy LE f 5 OBE SAY IBA ARIE NY ARSE D SOUP D کر‎ ER 
多 么 强烈 的 爱 恰 ! 对 于 原子 强 的 罪恶 ， 难 道 还 有 上 比 这 个 更 有 力 
MEERA? WERE, MRO EEL Nook RAD 
的 父亲 讲话 的 时 候 , 他 站 起 来 , 动 着 两 只 手 用力 比 划 , eee 
那些 话 一 字 不 漏 地 印 在 我 们 儿 个 人 的 心 上 。 

我 感谢 有 吉 佐 和 子 姑娘 ， 也 感谢 和 我 一 块 儿 从 中 国 来 的 得 
ERE. EMIRE RGIS ANE CR A AE He 
و زر‎ E. (ARGH SERIA E CERIS T RJ BS En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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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l, WMATA SEDED ATTA. APER TII 
HITE, FMM, MONSIG ds EEE D cg ir fed 
EM, SIMD, رحس زا سا‎ 6 L3 
1 OE. RANEY SHRM, EK 
JUS FRI MEE. RHEE, HONE IT, 冲 到 十 
里 , 奔 到 街 上 , PEAT, ii KF, “制止 原子 弹 的 界 恶 ! 让 
人 们 好 好 地 活 下 去 1 

不 用 说 , 我 仍然 坐 在 沙发 上 。 一 面 望 着 廊 外 下 不 完 的 雨 ,-- 
JETER JU (LUE AS ste RICE e M PUO RR. 一 直到 雨 由 大 变 小 ,空中 
又 出 现 柔 毛 似 的 雨 粹 ， 一 直到 客人 站 起 来 很 有 礼貌 地 向 我 们 告 
Sb RA IE TUR. BETEN, RALIS AC. wi E 
diu Ub LS RE DIS, "Hg LE DC TRIER! 让 人 们 好 好 地 活 
下 去 1? 不 仅 有 我 自己 的 声音, 还 有 许多 、 HEAR ORE. MM, 
许多 .许多 的 人 已 经 高 高 地 举 起 源头 大 声 叫 过 了 。 还 会 有 更 多 、 
更 多 的 人 站 出 来 “制止 原子 弹 的 罪恶 ">。 这 样 的 日 恶 一 定 会 办 人 
制止 ! 我 们 跟 有 埋 佐 和 子 姑娘 担 手 告别 的 时 候 ， 我 在 她 年 轻 的 
脸 上 也 看 出 来 这 样 一 个 信心 。 | 

以 后 我 就 不 从 兄 到 这 位 年 轻 的 小 说 家 了 .再 过 -个 多 星期 
我 们 离开 了 日 本 ,每 个 人 还 回炉 不 少 的 照片 ,还 有 上 比 什么 都 珍贵 
的 友情 ……。 

一 张 雨 天 的 照片 使 我 想起 了 许多 事情 。 其 实 这 些 事 我 一 直 
不 便 忘 刀 。 前 两 天 我 还 对 人 讲 过 我 在 鳞 仓 小 客厅 里 听 丈 的 故事 。 
售后 我 得 向 更 多 的 人 讲 到 它们 。 

我 差 一 点 忘记 了 我 在 别处 听 到 的 一 件 事 ， 有 人 在 广岛 市 原 
子 强 爆炸 的 中 心 看 见 一 个 包 念 碑 , 襄 是 广岛 市 市 民 建 立 的 , 碑文 

elije 


PURGE La — 15). “我 们 决 不 再 犯 这 种 错误 "他 认为 应 当 把 立 碑 人 
的 署名 收 为 “杜鲁门 "。 我 这 是 道 听 泛 就 ， 不 知 广岛 市 完 葛 有 泊 
有 这 样 一 个 入 念 碑 ， 仙 使 其 有 的 话 ， 的 依 应 当 把 牧 交 改 轩 了。 
ET BRIM A REE AARNE LI RIYE? SHER 
的 让 广岛 人 民 来 改写 碑文， 他 们 一 定 会 大 书 特 书 : “不 准 再 犯 这 
样 的 罪 ” 或 者 “制止 这 种 罪恶 ”。 

有 吉 估 和 子 姑娘 会 赞成 我 这 个 意见 罢 。 那 么 下 次 见面 的 时 
AR, 好 就 会 告诉 我 关于 碑文 的 事情 。 我 相信 我 一 定 能 再 见 到 她 ， 
不 仅 是 在 好 所 很 想 了 解 的 新 中 国 一 浆 、 两 其 地 见 到 她 ,而且 在 全 
世界 要好 和 平 人 民 反 对 美 帝 国 主义 制造 原子 强 界 恶 的 正义 斗 和 
中 不 断 地 昂 到 她 。 不 用 总 ， 好 那 部 暴 坊 原子 强 罪恶 的 长 篇 小 设 
早已 完成 ,而 且 起 了 很 大 的 作用 了 ……。 

我 的 烦躁 完全 消除 了 .尽管 虚 上 的 雨 还 是 那样 吵 个 不 个, 不 
让 我 打开 窗 放 进 一 称 凉意 ， 可 是 我 满心 惊 快 地 想到 了 久 雨 初时 
ETMEZ, MERA FREH A? BELLE 
KPA, HEKER. BE a RT OTT 


里 的 早晨 。 
我 郑重 地 将 照片 放 回 在 抽 履 里 , 然后 打开 了 折 属 , 拿 着 它 从 
容 地 提起 来 。 


1961 年 6 月 15 日 在 杭州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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樱花 是 日 本 的 能 傲 。 到 日 本 去 的 人 ,未 到 之 前 , WERE 
PME; 到 了 之 后 , WIE RABE. Meee de KS SEH, 
H 288 Jc IM زا‎ BUH RE EEE T BEZEL 
到 达 的 , 他 们 会 挽留 你 说 :“ 允 呈 些 日 子 ,等 看 过 根 花 再 走 吧 ! "总 
而 革 之 ,樱花 和 “瑞雪 灵 峰 ”的 实 士 凸 一 样 , 成 了 日 本 的 象征 。 

REME, EDEB, ALERT. TOC LAE 
看 , 上 野 公 园 看 , TEVE“ 在 京都 看 , KR RF“ REF, 
SG, 月 下 看 ……, 日 本 到 处 者 有 樱花 , 有 的 是 几 百 棵 花 树 拥 
在 一 起 ， 有 的 是 一 两 棵 花 树 在 路 劳 水 边 悄然 独立 。 春 天 在 日 本 
BEETLES UNE ME BE! 

我 的 日 本 朋友 告诉 我 ， 樱 花 一 共有 三 百 多 种 ， 最 多 的 是 山 
ی‎ HC HIE IRE JU EE nb E 
KL, WARALME REE E ERK, ESHER CN. cmt 
Li], ورس‎ HERRE. PLA RAT EHRE HIS 
HL, 花枝 低 垂 的 枝 垂 樱 HY I PAE EE, EME 
到 三 百 余 片 的 菊 栅 ……， HEU, FU FR. A EE 
的 《樱花 歌 》 中 有 ;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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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e LE BOCK 0 
Ji 16 d RIT. HE 
倾城 看 花 奈 花 何 
AA "E HAF 歌 


花 光 照 海 影 如 淹 
Yt fx ACE SE du 


Tu XH E E 
YY ot Be 


ROK GIST AAR AAS RAG REE EY EEO. “FH 
之 游 * 是 短促 的 , EB ZN, FF BA EE, BRIERE LE EFT 3 
3k, رواک تناس‎ REE, MU EIEN E 
AS SC A SL Beg HAE AR AA Tie” BEDI DU REK, DARLES 
花 的 特点 也 在 “ 早 开 早 洲 ” 上 面 。 

也 许 因 为 我 是 个 中 国人 ， 对 于 樱花 的 联想 ,不 是 那么 灰 距 。 
虽然 我 在 一 九 四 七 年 的 春天 ， 在 东京 的 青山 董 地 第 一 次 看 樱花 
的 时 候 , 墓地 里 尽 是 些 阴郁 的 低头 扫墓 的 人 , 间 以 喝 多 了 酒 引 咏 
RAKE, A RSE IAI EK ER RHE E E i IY 


J£, 也 全 使 我 起 了 一 障 低 沉 的 威 觉 。 
今年 春天 我 到 日 本 , 正 是 樱花 盛开 的 季节 ,我 到 处 都 看 了 想 
花 , 在 东京 .大阪 、 京 都 ,箱根 、 馈 仓 ……。 但 是 四 月 十 三 日 我 在 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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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ERU رم وم رو‎ BER و را کر‎ Jc E P^ RAE 
光 四 射 的 樱花 ! 

四 月 十 二 日 ,下 着 大 雨 , 我 们 到 高 金 瀑 市 不 远 的 内 滩 渔 村 去 
访问 。 路 上 偶然 听 说 明天 是 金 瀑 市 出 租 汽 车 公司 工人 罢工 的 日 
子 , 金 涅 市 有 二 一 家 上 包租 汽车 公司 , 有 汽车 二 百 五 十 辆 , Fae 
几 百 名 的 司机 和 工人 。 他 们 为 了 生活 的 压迫 , 要求 增 加 工资 , 已 
狠 进 行 过 五 次 罢工 了 ， 还 没有 达到 目的 ， 明 天 的 罢工 将 是 第 大 
Ke 

那个 下 午 , 我 们 在 大 雨 的 海滩 上 ,和 内 潍 农 民 的 家 里 , 听 到 
TEATRO BOR SEC Te RTT NEE GRATIE 
AMARA ALT ur MS, We TEA 
欢迎 大 会 , 大 家 都 兴奋 得 睡 不 好 觉 , 第 二 天 早起 , Aa a age HI 
发 ,我 娄 本 把 今天 汽车 司机 票 工 的 事情 , 忘 在 九 需 云 外 了 。 

早晨 八 点 四 十 分 ,我们 从 旅馆 出 来 , 十 一 辆 汽车 整整 齐 齐 地 
摆 在 门口 。 我 们 分 别 上 了 率 , 徐 徐 地 沿 着 山路 , 曲折 而 下 。 天 气 
蜡 明 ,和 鸣 的 东风 吹 着 , 煤 烂 的 阳光 晃 关 我 们 的 眼睛 ……。 

这 时 我 了 才 忽 然 想 起 ， 今 天 不 是 汽车 司机 们 轻 工 的 日 子 么 ? 
他 们 罢工 的 时 间 不 是 从 早晨 几时 开始 么 ?为 着 选 我 何 上 车 ， 不 
是 耽 襄 了 他 们 的 墨 工时 齐 么 ?我 回答 向 前 面 和 司机 同 坐 的 日 本 
朋友 询 卓 完 嚼 。 日 本 朋友 回 过 头 米 微微 地 笑 说 :“ 为 着 要 选中 国 
作家 代表 团 上 车 站 , APTE CUT A AA e C, BOE LC D fe 
为 从 早晨 九 点 开始 了 ! ”我 正 激动 着 要 说 一 两 名 道谢 的 话 的 时 
Age, 那 位 端详 稳 甫 .目光 注视 着 前 面 的 司机 , 稍稍 地 侧 着 头 , AN 
地 说 , “促进 日 中 人 民 的 友谊 , 也 是 斗 委 的 一 部 分 呵 1? 

我 的 心 猛 然 地 跳 了 一 下 , 象 点 着 的 焰火 一 样 , 从 心灵 深 处 喷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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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 了 感激 的 漫天 煤 烂 的 火花 ……。 

清晨 的 山路 上 , 没有 别 的 车 辆 ,只 有 我 们 这 十 一 辆 汽车 , vb 
WH Chk. RIN RAR A BY, LER A DNE SF, BEER FF RFR JL 
百 树 兄 千 树 的 樱花 ! 这 樱花 ，- 堆 堆 , 一 层 层 , 花 象 云海 伺 地 , 在 
SHEH FCF UR, YGUEADROC. 73 M DUTRS ILLE SEXO LI IESUS 
ak J OEP, FRAP ERE ET — FUB JE 1119 Rt, DE TOT 
و‎ ZR, یرال کل یر‎ MY TEI, EFE RM JF BRUN NI 
进 ! 

下 了 山 , 到 了 市 中 心 , 街 上 扔 没有 看 到 其 它 的 行驶 的 车 辆 ， 
只 看 到 街 旁 许多 的 汽车 行 里 ,大 门 做 开 着 , 门 内 排列 着 大 小 的 汽 
车 , 门口 插 着 大 面 的 入 旗 , 汽车 工人 们 整齐 地 站 在 门 边 , 微笑 着 
H 3d Xx TT HOE XE, 

BY Y xp, BOP Y FFE, زنط‎ UB DAI bep ET IDL 
AYE, مرا ازور‎ BAI SHIT: FEM Sb 55:15 WEA, 

热烈 的 惜别 场面 过 去 了 , 火车 开 了 好 入 , ECRIRE D Ao f 
的 堆 由 和 奔流 的 春水 ， 但 是 我 的 眼前 仍旧 辉映 着 这 一 片 我 所 从 
未 见 过 的 奇 丽 的 樱花 ! 

PRAIA IE, 圈 着 同行 的 日 本 朋友 “楼 花 不 浓 说 是 美丽 的 ， 
但 是 从 日 本 人 看 来 , BUSS TEM?” AFR SES, مر‎ 
“世界 上 没有 不 美的 花 淋 …… 至 于 对 某 一 种 花 的 喜爱 , 却 是 由 于 
各 人 心中 的 感 蚀 。 日 本 交 人 从 美 而 易 落 的 栅 花 里 ， 威 到 人 生 的 
短 荀 ,武士 们 就 联想 到 捐 盘 的 壮烈 。 至 于 一 般 人 人 民 , 他 们 喜欢 楼 
花 , 就 是 因为 它 在 焉 厉 的 冬天 之 后 , Win A Be Soar 
的 春天 的 消息 。 在 日 本 , 栅 花 就 是 多 ! HE, KA HIR, peo, 
到 由 都 是 。 积 雪 还 没有 清 融 , & ARIS A JT. BEDA Jo [83 1 3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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JiJRSORHMI], AF eae Hh — ARO, OF ESRHTVT HIG, RR 
AU REIS رورا‎ REE BLE, iT eR, ار‎ 
好 ……, EBA ARS BEM AR, HK Y AAT PESDI 
的 消息 。” 

رد us. FA REY TH EEE, ~E. BES Y‏ زر 
VR‏ و ۰۸2۵۵ 2 E.AEHAAERHBGIUIE, East H‏ 
SI, HRT XSF FIER‏ رها زنل رورس d.‏ 
BEE, TRASIUXUARDAS SERA. MHI ALM— WYK‏ .7۶ 
BY Af, 38355 AB By A BOE BELA ER PRIS Acsi ik, 使‏ 
A ARLE‏ مار زد APPAR PAY FE ATS LEE,‏ 
LEAT BY, ET DC, T0 REED N BE HEL‏ رح FEN‏ 

.深夜 理 忆 , BERLIN, JR STE TEUER, 
1961 年 5 月 18 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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